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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洞察

今天的主线是“AI 正在从工具、模型和内容，继续下沉到组织流程、云基础设施和公共风险治理”。一边是 OpenAI、Anthropic、微软、Endava、Wasmer 和云端 agent 基础设施把 AI 推向工作流底座；另一边是生物防御、GPS 干扰、LLM 攻防、阅读焦虑和教育实验提醒我们，越接近真实世界，越需要评估、边界和长期心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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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这本 EPUB 用于在微信读书里完成今日 AI 内参的精读闭环。每篇文章只收录 AI 内参自有三级笔记，不收录第三方原文全文；如果需要查看概念网络，请从文章章节里的 Notion 入口跳转。




其他精选






1. 《Satya Nadella 长访谈：微软继续押注 Frontier Intelligence Platform》



作者：Ben Thompson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Stratechery 访谈微软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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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访谈的主线不是“微软是否仍然领先”，而是 Satya Nadella 如何重新定义微软在 AI 平台转移中的核心能力：微软不应该追逐每一个热门产品形态，而应该成为可信的 AI 平台供应商，让企业围绕自己的 tacit knowledge、private evals、reinforcem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和 token capital，构建属于自己的 hill-climbing machine。OpenAI、MAI models、Azure、GitHub Copilot、M365、Windows AI PC、Project Solara 和数据中心投资，都是这个平台叙事的不同侧面。



一、竞争位置：先回答“微软独特能做什么”


1.1 竞争不是零和，关键是找到平台转移中的独特机会


	Nadella 没有直接回答“是否满意微软竞争位置”，而是把问题转成：在新的平台转移里，微软作为公司“where is the opportunity for us”。

	他强调竞争位置不能只按零和游戏理解。云、client-server 和今天的 AI 都不是只有一个赢家的格局。

	微软最有机会做的是“trusted purveyor of a platform”：可信的平台提供者，让别人可以在平台上创造更多价值。





1.2 不做“出于嫉妒”的事


	Nadella 说微软最强时，是做世界期待它做的事；最弱时，是出于 envy 去做别人已有的酷产品。

	Zune 被拿来当反例：它可能是好设备，但“the world didn’t need Zune from us”。

	这为后文埋下判断标准：微软是否应该自己做 frontier model、做 Copilot、做 Solara、做 AI PC，取决于这些事是否符合微软的平台 DNA 和品牌许可。






二、Frontier Intelligence Platform：从一个模型转向多方 frontier ecosystem


2.1 模型不是 stateless API，也不只是 database 或 processor


	Nadella 回顾自己对模型的理解变化：一开始像 stateless APIs，后来像 databases，再后来更接近 processors，但最后他认为更合适的模型是 learning machine。

	他要构建的是 multi-tenant learning system，让每个企业拥有自己的 hill-climbing machine。

	这意味着“frontier”不再只是单个 frontier model，而是很多企业和利益相关方都能运行自己的 frontier intelligence。





2.2 企业未来由 human capital 和 token capital 组成


	Nadella 把企业未来拆成 human capital 和 token capital。

	token capital 不是一堆 API call，而是企业通过数据、轨迹、评估和训练沉淀出来的一组能力，甚至可能体现为某种权重或模型状态。

	微软想把 M365 和 Azure 曾经做过的事，升级成让企业持续积累 token capital 的平台。






三、MAI models：微软需要自有 lineage，但不是孤立于 OpenAI


3.1 自研模型的目的：clean lineage 和可授权的企业 hill-climbing


	微软发布七个 MAI models，强调从 ground up 训练，不靠其他模型做老师，是为了拥有 clean lineage。

	这种 lineage 可以授权给企业，让企业在自己的强化学习环境中持续 hill-climb。

	Nadella 同时承认微软仍会利用 OpenAI IP，例如 reverse knowledge distillation 和 RL，用两条 frontier 做 eval match。





3.2 OpenAI 关系的本质：伙伴、客户、IP 来源，也是一条 frontier


	Nadella 仍把 OpenAI 称为 premier partner，并强调到 2032 年仍有客户、供应商和 IP 伙伴关系。

	他用 SQL Server 与 SAP 的历史类比：好伙伴成功，微软也成功，同时微软还会继续构建自己的东西。

	这不是简单的“摆脱 OpenAI”，而是避免把微软的能力完全外包给任何单一模型公司。






四、企业 AI 的护城河：private evals、RLE 和可切换模型


4.1 Hill-climbing 是持续学习，而不是一次性 fine-tuning


	Nadella 用 ELI5 解释 hill-climbing：AI 围绕一个 objective，持续学习如何预测和创造代表这个 objective 的 output。

	企业不应该只搭乘通用模型，而应该在自己的 hill 上持续学习。

	过去 fine-tuning 没跑通，是因为工具、数据收集 regime 和环境都不成熟；现在条件开始具备。





4.2 企业最重要的新 IP 是 private benchmarks 和 private evals


	Nadella 认为企业的 tacit knowledge 是 moat。

	在 AI 网络效应存在的世界里，企业需要自己的 private outputs、private benchmarks 和 private evals。

	eval 不是静态考试，而是由 failure cases 持续推动更新的质量识别系统。





4.3 微软平台要让模型竞争，而不是锁死某个模型


	企业有了 private evals 和 RLE 后，可以邀请 Model A、Model B 等不同模型进入自己的环境，比较谁更能 maximize eval。

	MAI models 只是可放入这个系统的一条 lineage。

	这也是 Nadella 对“模型可替换性”的回答：微软要掌握 harness、eval、routing 和企业环境，而不是押注单一模型接口。






五、CapEx 与算力分配：三桶纪律，而不是追逐单一大客户


5.1 不把 hyperscale compute 全部分配给一个模型公司


	面对“微软是否低估 AI 基建投入”的问题，Nadella 说关键是不要在建设上 upside down。

	他把算力需求分成三桶：hyperscale business、own application business、own research compute。

	Hyperscale cloud 不能只有少数模型公司客户，更不能只围绕一个模型公司配置全部产能。





5.2 内部应用和研究算力同样是长期投资


	GitHub、M365、安全产品的 inference compute 已经爆炸，需要优先保障微软自己的应用。

	MAI models 又需要 research compute。

	Nadella 的资本配置逻辑是：当季 Azure 可能被约束，但微软必须同时回答“本季度交付了什么”和“十个季度后是否仍能繁荣”。






六、软件商业模式：从纯 seat 走向 seat + usage


6.1 Agent 让软件重新出现真实边际成本


	Nadella 认为 agent 改变了软件经济学。过去软件可以依赖硬件进步和软件效率，把更多功能塞进订阅里。

	当上千个 autonomous agents 24/7 调用 Work IQ 时，软件不再接近零边际成本。

	因此 AI 软件必须把 per-user entitlement 与 consumption pricing 结合起来。





6.2 E7、Cowork、Agent 365 和安全能力是 bundle，不只是涨价


	Nadella 把 per-seat 理解为一组 usage entitlements，企业预算仍需要可预测的包。

	E7、E5 会继续存在，外部调用和高强度使用再走 consumption。

	Agent 产品天然带来安全、可观测性、sandbox、权限等需求；微软的 bundling 能把这些能力打包给企业，避免客户追逐五套零散工具。





6.3 Consumption 会强迫企业优化模型选择


	在 PC 时代，开发者常假设下一代处理器会解决低效软件；AI 时代如果只等“推理变便宜”，价格会爆炸。

	Nadella 用 Land O’Lakes 例子说明：如果 5B model 能交付与 500B model 相同的业务 outcome，就应该用 5B。

	一旦按 consumption 计价，每个人都会优化，模型路由和效率本身会成为平台核心能力。






七、GitHub Copilot 与 Cowork：真正的变化是 agent loop


7.1 GitHub 的问题不是只输在 IDE，而是 agenting 规模超出预期


	Nadella 承认 GitHub 首要任务是可靠性，因为所有 coding agents 都“show up to work”在 GitHub。

	Copilot 从 completion 到 chat 再到 tasks，但真正的范式变化来自 Anthropic 等模型推动的 agentic coding。

	他把 Cursor 类比为 Borland：重要、优秀，但不是终局；微软要在 GitHub 和 Copilot 的总体体量中吸收 agentic coding。





7.2 Harness 比单一模型更重要


	Nadella 反复强调 GitHub、security、Cowork 等产品背后是同一种 multi-model harness。

	Cowork 最初与 Anthropic 关系紧密，但会演进为 Anthropic、OpenAI、MAI 和客户自有模型都能进入的 agent form factor。

	自动路由模型是微软最大的持续学习工作之一，因为不同任务应该由不同模型、不同成本结构和不同能力组合完成。






八、Windows AI PC 与 Project Solara：本地无计量智能和云端 agent 平台并存


8.1 Windows AI PC 的企业价值是 unmetered intelligence


	Nadella 不把 AI PC 视为旁支。企业在 consumption 计价压力下，会希望把部分 token 工作放在本地机器上摊销。

	强大的 Nvidia AI PC 可以让日志分析等多个 agent 以 unmetered 方式持续运行。

	这不是让 Windows 重新成为公司唯一重心，而是把 Windows 放进“到处优化智能成本”的组合里。





8.2 Solara 是为 agent era 设计的平台规则


	Project Solara 的核心不是复制手机或可穿戴设备的 app 模式，而是让环境中的 agent 设备成为开放平台。

	Nadella 想从企业开始，因为企业有 M365 context，也有具体场景中的 agent 构建需求。

	他设想医疗、酒店、餐厅等场景可以由无名 ODM 做出 agentic devices，而不是只能接受某个垂直平台所有者的单一设备。






九、数据中心与社会许可：AI 基建必须创造机会


9.1 基建扩张需要 permission


	Thompson 问微软为什么不直接给居民发数据中心 dividend，Nadella 表示对方案开放。

	他把问题定义为：AI 行业如何获得做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 permission。

	电力、水、税基、教育、社区收益都不是 PR 附属品，而是 AI 基建能否继续扩张的社会条件。





9.2 行业不能只沉迷于自己的 glory


	Nadella 说如果行业不能创造 opportunity，为什么别人要希望它成功？

	这句话把访谈从企业战略拉回社会契约：AI 公司不仅要证明技术有效，也要证明它们给社区和工作带来真实机会。






关键概念/术语


	trusted purveyor of a platform：微软在 AI 时代最想占据的位置，不是唯一模型公司，而是可信的平台提供者。

	frontier intelligence：不再只属于少数 frontier model，而是企业可在自己环境中拥有和训练的智能能力。

	hill-climbing machine：围绕企业目标持续学习、优化和积累能力的系统。

	human capital / token capital：Nadella 对未来企业资产结构的拆分，后者代表企业用 AI 沉淀出的可复用智能资本。

	private evals：企业最重要的新 IP，用来定义质量、驱动强化学习和筛选模型。

	multi-model harness：微软掌握模型切换、评估、路由和执行环境的核心软件层。

	hybrid business model：AI 软件商业模式从单纯 per-seat 走向 per-seat entitlement + usage consumption。

	unmetered intelligence：本地 AI PC 在企业中的价值，用硬件摊销替代部分云端 token 消耗。







AI 研发自动化






2. 《When AI builds itself：从研究原文看递归研发的机会与风险》



作者：⏱️ 20 mins ·



主题：AI 研发自动化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anthropic blog，关于 ai 的自我迭代、自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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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

Anthropic 这篇文章的中心判断是：AI 已经开始加速 AI 自身的研发周期，尤其是在代码生成、实验执行和研究会话推进上。现在还没有到完整的递归自我改进，但如果 AI 继续接管更多“做事”和一部分“判断”，AI 研发速度会出现复合加速，组织、治理和安全机制都会被迫重新设计。

文章不是单纯说“AI 写代码更快了”，而是在建立一个更大的框架：AI 研发由工程、实验、判断、方向设定组成；Claude 已经显著压缩工程和实验的人类时间成本，正在逼近研究判断；真正的风险与机会，都出现在这个链条从“人类使用 AI”滑向“AI 参与构建下一代 AI”的过程中。



一、递归自我改进是本文的目标概念


1.1 从开发助手到自我构建系统


	AI 发展史上，过去一直是人类驱动模型研发周期：人类写代码、搭基础设施、设计实验、解释结果、决定下一步。

	Anthropic 现在正在把越来越多 AI 研发工作交给 AI 系统自己完成，这让内部研发速度明显提升。

	如果这个趋势被推得足够远，并且有足够算力支撑，就会出现一种系统：它能自主设计和开发自己的后继版本。

	这就是文章所谓的递归自我改进：不是模型简单调用工具，而是模型参与甚至主导下一代模型的设计、训练、评估和迭代。





1.2 文章的谨慎边界


	Anthropic 明确说现在还没有到完整递归自我改进。

	递归自我改进也不是必然发生的命运。

	但文章强调，它可能比多数机构准备得更早到来。

	这使问题从“AI 能不能帮工程师提效”升级成“我们是否准备好面对能构建自身继任者的 AI 系统”。





1.3 双重含义：巨大收益和控制风险


	AI 能构建自身，可能成为技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正面方向包括科学发现、医疗、工程和其他领域的快速进步。

	负面方向是控制问题会变得更尖锐：如果系统能构建继任者，人类如何保护、监控、约束和塑造它们，就比今天更重要。






二、外部证据：AI 能独立完成的任务长度在快速增长


2.1 长时任务能力的加速


	文章引用公开评测说明，AI 模型可可靠独立完成的任务时长正在加速增长。

	过去的趋势约每七个月翻倍，现在变成约每四个月翻倍。

	2024 年 3 月，Claude Opus 3 可完成约四分钟的人类软件任务。

	一年后，Claude Sonnet 3.7 可完成约一个半小时任务。

	再之后，Claude Opus 4.6 可处理十二小时级别任务。

	如果趋势延续，今年之内，熟练人员需要数天完成的任务可能进入 AI 能力范围；到 2027 年，数周级任务也可能进入范围。





2.2 编码 benchmark 的饱和


	SWE-bench 用真实开源代码库和真实 bug report 测试模型能否修复问题并通过项目测试。

	模型在两年内从低个位数得分走向接近饱和。

	这说明模型不是只会写片段，而是在真实工程上下文里完成修复、验证和集成。





2.3 研究复现 benchmark 的饱和


	CORE-Bench 测试模型能否拿论文背后的代码和数据复现实验结果。

	这类能力是做原创研究之前的基础能力：先能复现，才有条件系统地改造和推进。

	AI 系统从 2024 年约 20% 成功率，在十五个月后接近饱和。

	METR 的长任务评测也显示，模型已经接近当前评测设计能测量的上限。





2.4 外部 benchmark 的局限


	公共 benchmark 能说明能力本身的提升。

	但它不能直接说明 AI 是否真的在加速 AI 公司内部的模型研发。

	所以文章转向 Anthropic 内部数据：那里能看到 AI 对工程和研究流程的直接影响。






三、内部证据：Claude 已经深度进入 Anthropic 的工程生产


3.1 AI 写代码比例的跃迁


	截至 2026 年 5 月，Anthropic 合入代码库的代码中，超过 80% 由 Claude 作者身份贡献。

	在 Claude Code 2025 年 2 月 research preview 之前，这个比例还是低个位数。

	这说明 AI 角色从“建议代码给人复制”变成“运行、修改、提交大量实际工程变更”。





3.2 工程师产出曲线的两个拐点


	2021-2024 年，Anthropic 每位工程师每天合入的代码量基本稳定。

	2025 年，Claude 开始能运行代码之后，曲线开始上升。

	2026 年，模型能在更长时间跨度上自主工作之后，曲线再次变陡。

	2026 年第二季度，典型工程师每天合入代码约为 2024 年的 8 倍。

	文章也提示，代码行数不是质量指标，8 倍不等于真实生产力精确增加 8 倍，但它仍然体现研发速度正在加速。





3.3 主观生产力与“原本不会发生的工作”


	Anthropic 研究团队员工在 2026 年 3 月的调查中，估计自己使用 Mythos Preview 后，在原本会做的项目上产出约为没有 AI 时的 4 倍。

	文章承认这个估计可能偏高，但认为方向可信。

	更重要的是，AI 还让团队做了很多原本不会做的工作：探索性工具、长期欠债清理、大规模修复。

	例子是 Claude 在 2026 年 4 月交付了 800 多个修复，把一类 API 错误降低了一千倍；工程师估计人类完成同样工作可能需要四年。






四、代码质量：从能写到可维护，再到自动审查


4.1 “好代码”的两个标准


	文章把好代码拆成两个标准：能工作，以及能让其他工程师理解和继续构建。

	第一个标准上，Claude 的表现很明确：人类中途纠正、重定向或接管的比例持续下降。

	即便在开放性任务上，Claude 的成功率也快速提升。





4.2 开放任务的成功率提升


	在最开放的问题上，Claude 成功率到 2026 年 5 月达到 76%，六个月提升 50 个百分点。

	文章举例：一次例行升级导致大量训练任务崩溃，工程师只给 Claude 少量上下文和集群访问权限，Claude 通过运行环境逐项测试，定位到一个隐蔽调试 flag，并复现和确认修复。

	这类任务通常需要人类两到三天，Claude 约两小时完成。





4.3 可维护性差距正在关闭


	代码是否容易被人理解和继续构建，仍然是 AI 与人类之间的关键差距。

	Anthropic 员工没有完全一致意见，但很多人认为 Claude 写的代码在 2025 年末仍弱于人类，当前大致达到同等水平，并预计一年内可能更好。





4.4 Claude 也在审查人类和 AI 的代码


	Anthropic 的代码变更现在会由自动 Claude reviewer 检查 bug、安全问题和其他缺陷。

	回溯分析显示，自动 Claude review 如果用于历史所有变更，可能在生产前抓住约三分之一导致 claude.ai 事故的 bug。

	这意味着 Claude 不只是生产代码，也在成为研发质量控制的一部分。






五、研究执行：明确目标下，Claude 已经进入超人水平


5.1 明确实验目标下的优化能力


	每次 Anthropic 发布模型，都会做一个测试：给 Claude 一段训练小模型的代码，让它在保持正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速。

	目标和成功指标预先固定，Claude 要做的是改代码、运行、计时、重复。

	这是一个缩小版实验研究循环。





5.2 从 3 倍到 52 倍


	2025 年 5 月，Claude Opus 4 平均能把初始代码提速约 3 倍。

	2026 年 4 月，Claude Mythos Preview 能达到约 52 倍。

	作为参照，熟练人类研究员用四到八小时通常达到约 4 倍。

	在这个“目标明确、指标清楚”的研究环节，Claude 在不到一年里从很有帮助变成明显超越人类。






六、研究判断：Claude 正在靠近，但还没完全接管方向设定


6.1 端到端开放研究项目


	2026 年 4 月，Anthropic 展示了 Claude agents 端到端执行开放式 AI safety 研究项目。

	问题大致是：弱模型能否可靠监督强模型。

	Agents 自己提出假设、测试、与并行 agents 分享发现、迭代。

	两位人类研究员一周恢复了约 23% 的性能差距；agents 用 800 累计小时和约 1.8 万美元算力恢复了 97%。

	文章承认结果没有干净迁移到生产规模模型，且问题和评分标准仍由人类设定。

	但在这个边界内，agents 自己设计了每个实验。





6.2 研究会话的下一步判断


	Anthropic 研究了 2026 年 1-3 月真实 Claude Code 研究会话。

	这些会话包括训练崩溃排查、benchmark 得分异常等开放式问题。

	研究者挑出人类走偏的时刻，只给模型看走偏前的工作，让模型建议下一步。

	一个能看到最终结果的 Claude judge 判断模型建议是否优于人类选择。

	2025 年 11 月的 Opus 4.5 在 51% 情况下优于人类选择；2026 年 4 月的 Mythos Preview 提升到 64%。

	这不是严格的人机公平对比，因为样本刻意选择了人类有改进空间的时刻；但它说明模型在真实研究判断上正在变强。





6.3 人类仍然擅长大局和研究品味


	当前人类比较优势仍在 bigger picture、研究品味、选择问题、判断结果可信度、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某条路径。

	文章最重要的分界不是“Claude 会不会写代码”，而是“Claude 能不能决定什么值得做”。

	只要方向设定仍在人类手里，AI 就是极强的研发加速器；如果方向设定也被 AI 接管，递归自我改进才真正接近。






七、Anthropic 未来工作的结构变化


7.1 人类角色正在变窄


	当 AI 代码质量和人类达到同等水平，人类可能停止亲自写代码，转向审查。

	但如果 Claude 生成代码快过人类审查速度，审查会成为新的瓶颈。

	类似地，当 Claude 能跑实验，核心问题从“谁做实验”变成“哪些实验值得跑”。

	做事本身在人类时间里趋近于零成本，但算力成本仍然存在。





7.2 人类协作关系也被改变


	文章引用员工观察：过去工作和生活中充满人和人之间的小忙、小债务和互相了解。

	Claude 更快、没有人情债，但也减少了人类协作的机会。

	另一个员工说，当一切自动化且更好更快时，会觉得自己无关紧要；但当系统坏掉又不理解原因时，会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不是文章主线的技术证据，但它指出 AI 研发自动化会改变组织感、责任感和技能保持。






八、如果判断错了：即使 AI 没有研究品味，也会带来复合加速


8.1 反方观点


	反对者会说，真正重要的是选择问题，而不是执行问题。

	如果 Claude 只能做别人设定好的任务，它仍然只是强助手，不能独立推动 AI 进步。





8.2 Anthropic 的回应


	文章承认目前不清楚现有训练方法和架构能否解锁完整方向设定能力。

	但 AI 进步很少只靠少数灵光一现的重大突破。

	大多数前沿进步来自增量过程：扩大规模、发现问题、修复问题、再试一次。

	这正是 Claude 当前擅长的工作流。

	如果天才是少量灵感加大量汗水，那么文章认为“汗水”正在被自动化。





8.3 保守与激进两种读法


	保守读法：即使 Claude 永远没有好研究品味，只要人类只花时间做少量方向设定，Claude 处理其余大部分工作，每个工程师和研究员也能指挥远多于过去的工作。

	激进读法：Claude 在研究判断上的早期进步说明研究品味本身可能也是一种会随模型能力提升而改善的能力。

	文章把这看作类似其他“曾经看起来很主观”的能力：笑话解释、心智理论、语言谜题，模型一度失败，后来变强。






九、三种可能未来


9.1 情景一：趋势停滞，但现有能力广泛扩散


	目前许多能力曲线看起来像指数，但它们可能变成 S 曲线。

	可能出现的瓶颈包括：研究判断无法靠规模化数据和算力获得；需要新架构；能源、算力、芯片、互连或电力供应限制前沿扩张；外部冲击让进展变慢。

	即使模型能力冻结在今天，社会也会经历重大变化。

	Project Glasswing 是例子：Mythos Preview 在早期发现大量高危漏洞，网络防御瓶颈从“找漏洞”变成“补漏洞”。

	Anthropic 认为这不是最可能的情景，但它给社会最多适应时间。





9.2 情景二：AI 实验室继续获得复合效率收益


	AI 研发高度自动化，但人类继续设定方向和判断结果。

	组织效率大幅提升，100 人公司可能完成过去 1 万或 10 万人组织的工作。

	这会重塑知识工作和政府服务，也可能被用于威权监控、影响力操纵等有害场景。

	人类在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会转向和 AI 系统一起扩大研究规模，并构建验证 AI 输出可信的系统。

	文章认为证据更指向这个情景。

	但速度提升会把瓶颈转移到别处，这就是 Amdahl’s law：整体速度受没有加速的环节限制。

	Anthropic 已经看到 human code review 成为新瓶颈，也看到组织无法追上爆炸式增长的新想法、工具和模拟。





9.3 情景三：完整递归自我改进


	如果技术趋势继续，且 AI 获得接近 transformative human ingenuity 的能力，AI 系统可能设计和优化自身。

	AI 发展速度将主要由算力或算法效率发现速度决定。

	人类角色转向监督、验证和一个由 AI 运行的 virtual lab。

	这类系统的能力可能迁移到其他科学领域，引发更广泛革命。

	最大不确定性是 alignment problem：模型可能足够对齐并能发现新解决方案，也可能在构建继任者时让少量失配逐渐复合，直到人类失去控制。

	即使递归智能很快，现实世界仍有瓶颈：药物长期效果、宪政程序、人际关系和治理结构不能被无限加速。

	所以未来的体感速度可能仍由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的瓶颈决定。






十、治理主张：需要可信的减速或暂停选项


10.1 为什么不是简单“慢下来”


	Anthropic 认为，如果能有效放慢前沿 AI 发展，让社会结构和 alignment research 跟上，这可能是好事。

	但如果放慢只让不谨慎行为者追上，整体可能更不安全。

	在竞争和地缘政治压力下，公司和政府必须做艰难安全决策。





10.2 可信暂停的条件


	Anthropic 希望世界拥有放慢或临时暂停前沿 AI 发展的选项。

	这个选项需要可验证：前沿开发者能够确认其他参与者真的停止或放慢，且坏行为者不能借暂停偷偷领先。

	有意义的暂停需要多个国家、多个接近前沿的高资源实验室在相同条件下同意停止。

	还要明确触发条件、解除条件和裁决者。





10.3 为什么难


	AI 军控比很多传统技术更难检测和验证。

	训练运行比导弹发射井更容易隐藏。

	训练输入是通用资源。

	违约激励巨大：偷偷继续的人可能继承领先地位。

	传统军控验证机制花了几十年建立基础设施和信任，但 AI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关键概念与思想框架


	递归自我改进：AI 系统能自主设计和开发自己的继任者，是全文的问题上限。

	长时任务能力：模型能独立完成的任务时长，是从工具走向研发主体的关键指标。

	工程自动化：Claude 已经显著接管代码生产、修复和审查。

	研究执行自动化：在目标明确的实验中，Claude 已经能快速迭代并超过人类速度。

	研究品味 / 判断：选择什么问题、信任什么结果、何时停止，是当前人类剩余优势。

	Amdahl’s law：AI 加速某些环节后，未加速环节会成为新瓶颈。

	可信暂停 / 可验证减速：治理上不是单方面停下，而是建立能让多个前沿行为者互相验证的协调机制。





一句话收束

这篇文章真正要说明的是：AI 自我构建不是突然降临的科幻事件，而是从代码、实验、审查、研究判断这些具体研发环节逐步自动化出来的；每个环节看起来都是提效，连在一起就是 AI 研发自身的复合加速。





其他精选






3. 《Dreaming：OpenAI 把记忆做成更主动的个人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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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Dreaming: Better memory for a more helpful ChatGPT



核心观点

OpenAI 正在把 ChatGPT 的记忆系统从“用户显式要求保存的笔记本”升级成一个更主动、更可扩展的后台记忆合成系统。这个系统叫 dreaming：它会参考长期聊天历史，在后台自动整理出更鲜活、更相关、更连续的用户上下文，让未来对话不再从零开始。

这篇文章的核心不是“ChatGPT 多记住一些事实”，而是记忆架构的产品范式变化：从 saved memories 这种被动、稀疏、容易过期的记忆，转向 dreaming 这种能够自动综合多轮对话、处理时间流逝、面向大规模用户运行的个性化基础设施。



一、为什么 ChatGPT 需要更好的记忆


1.1 记忆让未来对话从共享上下文开始


	Memory 的作用是帮助 ChatGPT 学会用户的偏好、项目和约束。

	有了记忆，未来对话可以从 shared context 开始，而不是每次都让用户重新介绍自己。

	对 OpenAI 来说，记忆是 ChatGPT 体验的关键部分，因为它让模型能够“knowing you, helping you, and doing more for you”。





1.2 记忆的难点不是保存，而是长期保持有用


	OpenAI 明确指出，记忆在数亿用户、多年时间跨度上会遇到三个挑战：staleness、correctness、scalability。

	Staleness 指记忆会过期。例如用户曾经“下周六办生日派对”，到了周日这条上下文就需要改变含义。

	Correctness 指系统不能把错误、过时、片面的上下文长期带入后续回答。

	Scalability 指记忆系统不能只在小规模用户和短期会话里有效，它必须能服务数亿用户和多年历史。






二、记忆系统从 saved memories 到 dreaming 的演进


2.1 2024：saved memories 是第一代显式记忆


	2024 年 4 月，ChatGPT 推出 saved memories。

	用户可以要求 ChatGPT 记住某些信息，并在未来聊天中继续使用。

	这种系统依赖强触发信号，例如用户明确说“remember I’m traveling to Singapore in July”。

	它的问题是像“有人记了几条笔记”，但没有真正持续理解用户。没有被写下来的自然上下文仍然容易被忘记。

	Saved memories 还会随时间变旧，逐渐变得不正确或不相关。





2.2 2025：Dreaming V0 让模型开始参考聊天历史


	2025 年 4 月，OpenAI 通过第一版 dreaming 更新 ChatGPT 记忆。

	Dreaming 是一种后台方法：ChatGPT 可以自动参考聊天历史，整理和策展记忆。

	这让记忆不再只依赖用户显式要求保存，而是可以从自然对话中吸收上下文。

	Dreaming 在过去一年里补充 saved memories，使个性化能力出现 step-function improvement，并缓解 saved memories 的陈旧问题。

	但早期 dreaming 还不足以成为独立的记忆系统。





2.3 2026：Dreaming V3 成为更强、更高效的记忆架构


	这次发布的是建立在 dreaming 之上的更强、更 compute-efficient 的 memory architecture。

	新系统面向 freshness、continuity、relevance 三个目标优化。

	OpenAI 同时强调它更 scalable，已经能让 Free 用户也获得符合质量线且实际可服务的版本。

	Plus 和 Pro 用户会获得更高记忆容量，Free 和 Go 用户会在未来几周逐步获得该能力。






三、Dreaming 如何改变记忆的产品形态


3.1 Dreaming 是后台合成，不是前台笔记


	Saved memories 是在对话中写入的显式列表。

	Dreaming 是后台过程，它会从许多对话中学习，并合成 ChatGPT 的 memory state。

	目标是让每次对话都能拿到最新、最相关的上下文。

	这让记忆从“用户告诉模型记什么”变成“系统持续整理哪些上下文值得带到未来”。





3.2 Dreaming 能捕捉自然发生的上下文


	很多重要信息不会以“请记住”的形式出现。

	用户可能只是反复讨论某个项目、偏好某种表达方式、透露某些约束。

	Dreaming 让这些自然对话中的信息也能进入长期上下文。

	这使记忆更接近人的关系性理解，而不是命令式的键值存储。





3.3 记忆摘要让系统变得可审阅


	Dreaming 合成的记忆会通过 memory summary page 对用户可见。

	用户可以快速看到 ChatGPT 认为自己知道的重点。

	用户也可以添加、更新信息，并告诉 ChatGPT 什么话题该什么时候主动带起。

	如果用户想深入某个领域，可以直接和模型对话，而不是手工管理全部记忆条目。






四、OpenAI 如何评价“好记忆”


4.1 目标一：carry forward useful context


	好记忆意味着用户告诉 ChatGPT 一次，后续对话中模型还能使用。

	这在复杂、长期项目中特别重要。

	文章用水下摄影 TTL 闪光灯的例子说明：没有记忆时，模型只能给通用 checklist；有记忆时，模型能根据用户实际设备推荐兼容产品。

	这里的关键是 build on prior context：模型不是重新问用户相机、壳体、闪光灯，而是直接把旧上下文作为当前任务的一部分。





4.2 目标二：follow preferences and constraints


	记忆还要帮助模型遵守用户偏好和约束。

	偏好可以是响应方式偏好，例如“不再提某个人”。

	也可以是个人约束，例如“我是素食者”。

	还可以是隐式偏好，例如用户住在某个地区，推荐就应该本地化。

	文章用新加坡行程规划说明：没有记忆时，回答会变成通用旅游清单；有记忆时，模型会围绕 wildlife photography、强空调睡眠需求、安静晚餐等偏好重构行程。





4.3 目标三：stay current over time


	时间会改变记忆的意义。

	传统记忆可能长期保留“用户在新加坡”，即使旅行已经结束。

	Dreaming 要能把“用户将去新加坡”更新成“用户已经在 2026 年 7 月去过新加坡”。

	这样当用户回到家后，模型的外卖推荐就应该回到用户真实所在地，而不是继续按新加坡时间和地点回答。






五、记忆能力的评估方式


5.1 三代系统对照


	OpenAI 用三个阶段评估记忆进步：

	2024：Saved memories。

	2025：Saved memories + Dreaming V0。

	2026：Dreaming V3。

	评估围绕三类目标展开：携带上下文、遵守偏好约束、随时间保持当前性。

	每类目标都可以构造需要模型回忆用户事实、应用偏好或处理时间变化的测试。





5.2 评估重点是记忆是否进入实际回答


	文章中的评估不是看系统是否“保存了一条记忆”，而是看模型是否在具体任务里正确使用相关上下文。

	水下摄影例子检查模型能否回忆用户相机设备并做兼容推荐。

	素食者例子检查模型能否在 meal prep 建议中正确使用饮食约束。

	外卖例子检查模型能否根据时间流逝修正用户所在地。






六、Dreaming 的基础设施意义


6.1 记忆变成面向所有用户的 shared memory foundation


	OpenAI 说 dreaming now provides us with a shared memory foundation for all users。

	这意味着记忆不是 Plus/Pro 的边缘增强，而是 ChatGPT 未来个性化体验的基础层。

	更强的记忆会支撑模型“知道你、帮助你、为你做更多事”的长期方向。





6.2 Compute efficiency 让记忆规模化


	OpenAI 提到最近改进让服务 Free 用户的 dreaming compute 需求降低约 5 倍。

	这很关键：记忆系统如果计算成本太高，就无法成为全民级产品能力。

	Dreaming V3 的意义因此不仅是效果更好，也在于它把主动记忆合成变成可大规模服务的系统。






关键概念/术语


	Memory：ChatGPT 学习用户偏好、项目和约束，让后续对话从共享上下文开始的能力。

	Saved memories：2024 年推出的显式记忆机制，依赖用户在对话中强提示模型保存信息。

	Dreaming：后台自动参考聊天历史、合成记忆状态的方法，用来提高记忆的新鲜度、连续性和相关性。

	Memory state：Dreaming 从多轮、多年对话中整理出的用户上下文状态。

	Memory summary page：用户审阅、修正和更新模型记忆摘要的入口。

	Freshness：记忆要反映最新状态，避免旧信息继续支配回答。

	Continuity：记忆要让长期项目和关系在不同对话之间连续。

	Relevance：记忆要把当前任务真正需要的上下文带进回答，而不是机械堆砌背景。

	Staleness：记忆随时间过期，导致后续回答错误或不合时宜。

	Shared memory foundation：OpenAI 希望 dreaming 成为所有用户共享的长期记忆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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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Endava 的 AI 交付重构：服务公司也要变成 agent-native



核心观点

OpenAI 这篇客户案例的主旨是：Endava 不是把 AI 当作一组新工具塞进旧流程，而是把 AI 变成日常工作的默认起点。它围绕 ChatGPT Enterprise、Codex 和 agentic workflows 重写软件交付方法，把工程、需求、业务分析、项目治理、法务、商业和领导层协作都纳入同一套 AI-native 工作方式。



一、Endava 面对的不是工具选择题，而是组织相关性问题


1.1 Endava 的原始定位


	Endava 是一家全球技术服务公司，长期为企业客户用技术解决复杂业务问题。

	在 AI 进入企业交付主流程之后，它需要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技术服务公司如何在新的 AI 世界里继续保持相关性。

	这意味着 AI 转型不能停留在采购工具、试点 Copilot 或给开发者提效，而要进入工作流、领导行为和跨团队协作方式。





1.2 AI-native 的定义


	Endava 对 AI-native 的理解是：遇到问题时首先思考 AI 如何参与解决，而不是把 AI 放在最后作为补充。

	这种心智变化把 AI 从“可选效率插件”变成“工作启动器”。

	CTO Matthew Cloke 的表达很直接：如果没有后台 agent 在跑，他会觉得自己正在浪费时间。这个说法说明 agent 已经从实验对象变成了个人和组织生产节奏的一部分。






二、转型从软件交付团队开始，但很快暴露出全链路瓶颈


2.1 工程提效改变了瓶颈位置


	Endava 的 AI 转型首先发生在软件交付团队里。

	当开发者开始使用 AI-assisted coding 和 agentic workflows，团队发现瓶颈不再只是工程产出。

	需求收集、业务分析、计划制定和干系人协调如果仍然慢，工程端的提速会被上游流程抵消。





2.2 DavaFlow 是对交付流程的重构


	这个发现推动 Endava 创建 DavaFlow，一套 AI-native delivery methodology。

	DavaFlow 的核心不是单点自动化，而是把 OpenAI 技术嵌入完整交付生命周期。

	覆盖范围包括会议准备、业务规划、产品发现、软件工程和部署。

	因此，DavaFlow 更像是一套新的交付操作系统，而不是某个开发工具的扩展。






三、AI 采用范围从开发者扩展到非技术团队


3.1 法务、项目管理和商业团队都进入 AI 工作流


	法务团队用 AI 优化研究和文档工作。

	项目经理用 Codex 生成治理报告、总结工程进展。

	商业团队把原本沉重的电子表格规划，替换成轻量的 AI-generated applications。





3.2 “定价 app”案例说明 AI 改变讨论方式


	在一次内部定价讨论中，团队没有继续围绕 spreadsheet 迭代，而是直接构建了一个可交互的单页定价应用。

	这类应用降低了讨论抽象度，让团队围绕可操作界面而不是表格假设沟通。

	Cloke 说这改变了整个对话。关键点不是“应用很复杂”，而是 AI 让非工程团队也能快速把想法变成可互动对象。





3.3 agent 进入日常运营


	领导团队用 agents 总结项目、自动化沟通、管理 inbox，并支持异步协调。

	这说明 Endava 的 agent 使用不是只围绕代码生成，而是在组织运营层面分担协调和汇总工作。






四、Endava 把 AI 转型定义为行为变化，而不是软件 rollout


4.1 结果层


	软件交付因为工程 workflow 中的 AI agents 而加速。

	AI 采用从工程扩展到 legal、finance、operations 等团队。

	手工报告和协调工作被 AI-assisted workflows 减少。

	团队可以在没有专门工程支持的情况下构建内部工具和应用。

	AI fluency 被纳入招聘和晋升预期，说明它正在变成组织能力的一部分。





4.2 经验层


	AI 采用必须被当成行为变化处理，而不是普通软件上线。

	领导者需要自己使用 AI，才能推动组织范围内的采用。

	组织需要给不完美的实验留下空间。

	非技术团队要早期进入流程，而不是等工程团队试完之后再被动接入。

	亲手使用是消除怀疑最快的方式。

	AI 必须融入日常 workflow，而不是成为一个独立 initiative。






五、下一阶段是 orchestration：AI 从生产力层变成 operating model


5.1 Endava 对下一阶段的判断


	Endava 认为企业 AI 的下一阶段会围绕 orchestration 展开。

	这里的 orchestration 指的是把模型、agents、workflows 和人的专业判断组合成一套集成系统。

	重点不只是让个体更快，而是改变组织如何协同、交付和运营。





5.2 AI 的角色升级


	文章最后把 AI 描述为超过 productivity layer 的东西。

	对 Endava 来说，AI 正在变成 operating model itself。

	这句话概括了整篇文章的真正含义：服务公司如果要 agent-native，就不能只卖 AI 交付项目，而要先把自己的交付组织改造成 AI 协同系统。






关键概念/术语


	AI-native：把 AI 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反应，而不是最后补充。

	agentic workflows：让 agents 持续参与软件交付和组织运营的工作流。

	DavaFlow：Endava 围绕 AI 重构的软件交付方法论。

	bottleneck shift：工程提速后，瓶颈转移到需求、分析、计划和协调。

	AI fluency：组织成员能把 AI 纳入日常工作的能力，并被用于招聘和晋升判断。

	orchestration：把模型、agents、工作流和人类专业能力编排成集成系统。

	operating model：AI 不再只是提效工具，而成为组织运行方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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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Building cloud agent infrastructure: what’s different, and what we learned



核心观点

云端 agent 基础设施和桌面 agent 不是同一类后端。桌面 agent 默认拥有一个可信边界：用户、机器、进程、文件系统、环境变量、网络和重试都在同一个人的电脑里。云端 agent 恰好失去这些默认条件：它运行在共享硬件上的 fresh sandbox，可能由定时任务、HTTP 请求或另一个 agent 触发，执行的代码可能带有对抗性，用户甚至可能正在睡觉。因此，桌面环境免费提供的持久化、身份、网络信任、重试和生命周期，在云端都必须被显式重建为平台能力。

作者从 CREAO 的云端 agent 基础设施实践里总结出两条主线：第一，把变化慢的用户环境和变化快的平台代码拆开；第二，把长期凭证移出执行边界。两条线共同指向一个更底层的判断：云端 agent 是带自然语言接口的函数，用户拥有实现，平台拥有触发面、运行时和安全边界。



一、桌面 agent 的默认假设到了云端全部失效


1.1 桌面 agent 依赖单一可信边界


	典型桌面 agent 假设是“一名用户、一台机器、一个进程”。

	agent 在用户打开笔记本时运行，写本地文件系统，从环境变量读取 API key，终端关闭后进程死亡。

	出错时用户手动重试；需要依赖时直接安装到用户本地 Python。

	state、secrets、lifecycle 都处在一个受信任边界里。





1.2 云端 agent 必须面对非受信任运行条件


	云端 agent 在新启动的 sandbox 上运行，硬件与陌生用户共享。

	触发者可能不是当前用户，而是 schedule、HTTP request 或 another agent。

	用户通常不在现场，不能承担“人工重试”和“现场判断”的角色。

	sandbox 内代码可能是对抗性的，文件系统还必须跨部署保持稳定。

	凭证不能和 agent 住在一起；网络、身份、持久化、重试都要由平台显式提供。






二、Lesson 1：把变化慢的东西和变化快的东西分开


2.1 用户环境是 agent 的 muscle memory


	在桌面上，用户环境和 agent runtime 是同一件事，由同一个人、以同一个节奏更新。

	在云端，用户环境会在平台侧积累状态：安装包、下载数据、脚本、文件、版本。

	当用户满意时，平台把这个环境冻结成 sandbox snapshot。

	之后每次运行都从同一个镜像启动：同样的 packages、files、versions。

	这给用户的是可复现性：周一的 run 应该和周五的 run 一样，因为底层字节没有移动。





2.2 runner code 和用户环境有相反的更新节奏


	冻结用户环境的 image 里也包含平台 runner code，也就是每次运行时管理 agent 的 harness library。

	用户希望自己的环境保持静止；平台希望 runner 一天发布很多次。

	同一个 artifact 承载两个相反需求，部署时就会被迫二选一：保留旧 runner，或破坏用户要求冻结的环境。





2.3 第一版修复破坏了 unattended run 的契约


	早期方案是在 sandbox 启动时检查 snapshot 内 runner 是否匹配新部署版本。

	如果不匹配，就丢弃 snapshot，从 clean template 启动。

	手动运行时这个问题不明显，因为损害只出现在部署后的第一次运行。

	unattended run 暴露了问题：周一 9 点的 cron job 不应该因为 8:55 的平台部署失去环境。

	被破坏的真实契约是：你的环境冻结到你自己改变它为止。





2.4 最终模型：像操作系统一样更新 kernel，不擦掉 home directory


	用户环境和 runner code 应沿 ownership boundary 拆开。

	sandbox 仍从用户 frozen snapshot 启动，不动用户环境。

	平台只 hot-swap runner。

	具体过程是：先把新 runner 放进 sandbox 临时目录；用 node --check 验证语法；原子替换 runner；清理 V8 compile cache；任何步骤失败就杀掉 sandbox 并从 fresh one 重试。

	成功替换后，只有在 runner 被 swap 的情况下才重新 snapshot，把新 runner 烘进用户 image，下一次运行就不用再 swap。





2.5 这条经验的诊断问题


	对任何云平台里要持久化的 artifact，都要问：谁控制这个 artifact 的变化节奏？

	如果用户和平台同时拥有它，耦合成本迟早会爆出来。

	解决方法不是在冲突里做妥协，而是沿 ownership boundary 拆 artifact，让双方按自己的 clock 更新。






三、Lesson 2：把 secrets 留在 execution boundary 之外


3.1 云端 agent 的安全模型必须假设 sandbox 已被攻破


	桌面 agent 以用户身份运行，用用户的 key、机器和网络。

	云端 agent 运行在共享硬件上，面向公网，执行 LLM 根据 prompt 写出的代码，而 prompt 可能带有对抗性。

	因此安全模型不能“希望 sandbox 内代码是好人”，而要默认里面已经 compromised。





3.2 核心规则：长期凭证永远不进入 sandbox


	agent 要调用 Slack、GitHub 或用户自己的 API 时，不持有 token。

	它只向 sandbox 外部的 API bridge 发本地 HTTP 请求。

	bridge 在 host side 附上 OAuth token 并转发请求。

	响应返回给 sandbox，但 token 从未进入 sandbox 的内存或环境变量。





3.3 bridge 用两层检查判断 sandbox 是否有权请求


	第一层是 IP allowlist：bridge 只接受来自 sandbox hosts 内部网络范围的连接。

	来自开发者电脑、泄露 URL 或公网的调用会在网络层被丢弃。

	第二层是每次 run 生成的 short-lived JWT。

	sandbox 启动时，平台签发一个只作用于该 run 的 token，包含 user、app、session 和覆盖运行窗口的 expiry。

	sandbox 每次 bridge call 都带上它；bridge 校验签名和过期时间后，才解析用户存储凭证并在服务端附加。





3.4 即使 prompt injection 成功，也拿不到长期凭证


	如果 sandbox 被劫持，攻击者继承的只是随 run 过期、只授权该 session 的短期 token。

	没有 master credential 可以偷。

	同一条 bridge 还承载 billing deductions、logs 和 metrics，是穿越 sandbox boundary 的唯一接口。

	sandbox 内其他东西都按 compromised by default 处理。






四、底层模式：可靠的云端 agent 平台靠几条不可破例的属性


4.1 四个系统属性


	State lives in the sandbox, frozen until the user changes it。

	Code is hot-swappable, independent of state。

	Credentials live host-side, never inside the agent。

	One execution pipeline serves every caller，不管触发者是 human、scheduler 还是 another piece of software。





4.2 统一 execution pipeline 是架构 punchline


	一个 executeAgent 函数处理 UI clicks、scheduled runs 和 API calls。

	billing、credit deduction logs、observability signals 在所有触发路径下完全一致。

	新增 trigger surface 只是 routing change，不是 architecture change。

	agent 本身不需要知道是谁触发了它。





4.3 云端 agent 的价值来自“可被系统调用”


	桌面 agent 绑定在 laptop 上。

	云端 agent 是 stack 里其他部分可以调用的 function。

	用户写一次，平台负责让它跨部署存活、在共享硬件上安全运行，并接受用户没有预料到的调用方。






关键概念 / 术语


	cloud agent infrastructure：让 agent 离开桌面后仍可安全、可靠、可复现运行的平台层。

	sandbox snapshot：冻结用户环境的镜像，用来保证每次运行使用同样的 packages、files 和 versions。

	runner code：平台在每次 run 中管理 agent 的 harness library，变化节奏快于用户环境。

	ownership boundary：按“谁控制变化节奏”划出的系统边界。

	API bridge：位于 sandbox 外的认证代理，负责在 host side 附加真实用户凭证。

	short-lived JWT：每次 run 生成、作用域限定在 user/app/session/expiry 的临时授权。

	executeAgent：统一承接 UI、schedule、API 等触发面的单一执行管线。









6. 《Wasmer 用 Codex 做边缘 Node.js 运行时：AI 进入系统软件开发》



作者：OpenAI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openai 官方，企业 ai 落地案例。



Notion 网页入口 | Notion App 入口 | 原文入口



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Wasmer 用 Codex 构建边缘 Node.js 运行时



核心观点

OpenAI 这篇案例讲的是 Wasmer 如何把 Codex 用进真正复杂的系统软件开发：一个小团队原本需要约一年才能完成的边缘 Node.js 运行时项目，在 Codex 协助下压缩到两周。文章的重点不是「AI 帮程序员写几段代码」，而是 AI 已经能参与架构搭建、跨语言推理、底层调试和最终产品打磨，让小团队开始承担过去只有大公司才有资源推进的基础设施项目。



一、项目背景：Wasmer 想把 Node.js 带到边缘层


1.1 Wasmer 的长期目标


	Wasmer 是一个小团队，但目标很大：构建一个可以跨本地和全球环境扩展、又不被平台限制锁死的边缘计算平台。

	这类目标天然属于系统软件和基础设施层，不是普通应用功能。它需要处理运行时、沙箱、安全隔离、语言互操作和边缘部署等问题。

	团队本身技术能力强，但问题不只是「会不会做」，而是有没有足够时间和资源做。





1.2 Edge.js 是一次被 AI 释放出来的旧愿望


	文章中的核心项目是 Edge.js：一个可以为 AI 和边缘计算运行 Node.js 工作负载的 JavaScript runtime。

	Wasmer 过去一直想做这个项目，但它太费时，团队没有资源专门投入。

	Codex 改变的是项目可行性：它让团队能把长期搁置的基础设施项目变成可发布产品。





1.3 产品结果：不用 Docker 运行 JavaScript 应用、MCP 和 agents


	这个运行时把 Node.js 工作负载放进 WebAssembly sandbox。

	结果是开发者可以在不依赖 Docker 的情况下运行 JavaScript apps、MCPs 和 agents。

	对 AI 应用来说，这意味着 agent 和 MCP 相关工作负载可以更接近边缘层运行，部署形态更轻、更安全，也更适合多环境扩展。






二、Codex 带来的速度变化：从一年到两周


2.1 文章给出的核心数字


	Wasmer CEO Syrus Akbary Nieto 认为，他们的开发速度提升至少达到 10 到 20 倍。

	Edge.js 这个 JavaScript runtime，如果没有 AI 和 Codex，团队估计需要大约一年。

	使用 Codex 后，团队在两周内完成了它。





2.2 速度提升不是单点自动补全，而是项目吞吐量变化


	文章反复强调的是 ambition：团队敢接更大、更难、更基础设施化的项目。

	Codex 帮 Wasmer 放大的不是某个工程师敲代码的速度，而是整个团队能同时承担的项目复杂度。

	对小公司来说，这种变化尤其关键，因为小团队最稀缺的不是想法，而是能把复杂想法落地的工程时间。





2.3 AI 让不可能项目变成现实项目


	Nieto 的表述很清楚：Codex 让小公司做到了过去只有大公司才能做的事。

	这里的「不可能」不是理论不可行，而是在现实资源约束下不可行。

	AI 的作用是改变资源约束，让一个小团队能进入以前够不到的系统软件项目区间。






三、工作方式变化：从写代码转向指导代码


3.1 工程师逐渐离开 IDE 的中心位置


	Wasmer 工程师一开始对 AI 输出并不完全信任。

	但随着 Codex 的推理能力变强，他们越来越少做细碎的 handholding。

	Nieto 说团队正在从 IDE 本身退出来，不再频繁直接触碰代码，而是在指导 Codex 往正确方向推进。





3.2 Codex 覆盖项目生命周期


	Wasmer 不是只在项目后期用 Codex 修 bug。

	他们从一开始构建 initial architectural building blocks，到最后 polish final product，整个周期都使用 Codex。

	这说明 Codex 在这类项目里的角色更接近持续协作的工程 agent，而不是一次性代码生成器。





3.3 人的角色变成约束、方向和判断


	文章里的新工作模式不是「AI 自己做完一切」。

	人仍然决定目标、方向、架构约束和产品判断。

	Codex 承担大量实现、调试、根因定位和跨层推理工作，让人从低层实现细节中抽身。






四、复杂性所在：跨语言、跨层级、底层调试


4.1 Node.js on WebAssembly 是跨层系统工程


	这个项目不是一个普通 JavaScript 应用，而是让 Node.js 工作负载进入 WebAssembly sandbox。

	它同时涉及 JavaScript runtime、WebAssembly、边缘环境、安全隔离和 Node.js 生态兼容。

	这种问题通常需要跨语言、跨抽象层级理解，错误也很可能出现在不同层之间。





4.2 Codex 能处理团队没有预料到的 bug


	Wasmer 遇到了一些他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bug。

	Codex 的价值在于从 debugging 迅速推进到 root cause，再定位 solution。

	这让调试不只是「猜哪里坏了」，而是系统性追踪调用、观察行为、解释原因。





4.3 低层能力是这篇案例的关键信号


	Nieto 特别提到 Codex 能使用 console logs 追踪调用，也能使用 LLD 这样的低层 debugger。

	LLD 能接触 assembly level，意味着 Codex 可以进入代码下面的运行层观察问题。

	对系统软件来说，这一点很重要：真正难的 bug 往往不在业务逻辑层，而在 runtime、语言边界和底层执行语义里。






五、这篇案例对 AI 编程的含义


5.1 AI 编程开始进入系统软件开发


	文章展示的是 AI 进入 edge runtime、WebAssembly sandbox 和 Node.js 运行时这种底层基础设施开发。

	这比常见的 CRUD、前端页面或脚本自动化更能说明 Codex 的能力边界正在外扩。

	如果 AI 能在底层调试和架构搭建中稳定发挥作用，它对软件产业的影响会从效率工具升级为生产方式变化。





5.2 小团队的工程杠杆被显著放大


	Wasmer 的案例说明，AI agent 最直接的商业价值之一，是让小团队承担过去无法承担的技术债和基础设施野心。

	小团队不再只能做轻量应用层创新，也可以向 runtime、edge、developer infrastructure 这种硬领域推进。

	这改变了创业公司的可选项目空间。





5.3 企业 AI 落地的核心指标是更大胆的项目


	OpenAI 用这个案例强调的不只是速度数字，而是「renewed ambition」。

	真正有价值的 AI 落地，不只是把已有 backlog 做快一点，而是让组织开始做以前不敢做、不值得做、排不上资源的项目。

	Wasmer 的 Edge.js 就是这种类型：AI 把长期愿望变成短周期产品。






关键概念/术语


	Edge.js：Wasmer 构建的 JavaScript runtime，用于在边缘和 AI 场景中运行 Node.js 工作负载。

	WebAssembly sandbox：承载 Node.js 工作负载的安全隔离层，让运行环境更轻、更适合边缘部署。

	Node.js workloads at the edge：把原本常在服务器或容器中运行的 Node.js 应用、MCP 和 agents 放到边缘层执行。

	10x to 20x development speed：Wasmer 对 Codex 带来的开发速度提升估计，也是文章最核心的商业结果。

	Moving out of the IDE：工程师从直接写代码转向指导 AI 完成工程实现的工作方式变化。

	Root cause debugging：Codex 从 bug 现象追踪到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案的调试能力。

	Assembly-level visibility：Codex 能借助低层 debugger 理解代码下面发生的事情，是系统软件场景里的关键能力信号。









7. 《openai/plugins：插件入口重新成为 agent 平台的基础部件》



作者：OpenAI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github repo，openai 的 plugins。



Notion 网页入口 | Notion App 入口 | 原文入口



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个仓库的内容很短，但它给出一个明确的平台信号：Codex plugin 不是单一脚本或一次性扩展，而是一种把技能、应用入口、MCP 服务、agent 配置、命令、hooks 和资产组织到同一个可复用包里的插件结构。每个插件以 .codex-plugin/plugin.json manifest 为入口，再按需要挂载 skills/、.app.json、.mcp.json、plugin-level agents/、commands/、hooks.json、assets/ 等 companion surfaces。仓库用 Figma、Notion、build-ios-apps、build-web-apps、Netlify、Render、Google Slides 等例子说明：agent 平台要长期复用能力，最终需要一个可治理、可发现、可组合的插件边界。



一、仓库定位：Codex plugin examples 的 curated collection


1.1 这不是产品介绍页，而是插件样例仓库


	原文第一句直接说明：This repository contains a curated collection of Codex plugin examples.

	重点不在某一个插件本身，而在“examples”这个定位：它提供一组可参考的插件包结构，让开发者理解 Codex plugin 应该怎样组织。

	curated collection 说明这些例子不是随机目录，而是经过挑选、覆盖不同能力面的示例集合。





1.2 仓库价值在于展示插件的标准入口和可选扩展面


	每个插件都放在 plugins/<name>/ 目录下。

	每个插件都有一个 required .codex-plugin/plugin.json manifest。

	除 manifest 外，插件还可以有 optional companion surfaces，例如 skills、app、MCP、agents、commands、hooks 和 assets。

	这意味着插件不是“把一段代码放进某处”，而是一个有入口、有声明、有多种运行表面的能力包。






二、插件最小骨架：plugins/<name>/ + manifest


2.1 plugins/<name>/ 是能力隔离边界


	原文说：Each plugin lives under plugins/<name>/。

	这个目录结构把不同插件隔离开来：Figma、Notion、iOS、Web、Netlify、Render、Google Slides 都可以在同一仓库中并列存在。

	对 agent 平台来说，这个边界很重要：能力要能安装、启用、缓存、更新和卸载，就需要一个稳定的 package 单元。





2.2 .codex-plugin/plugin.json 是 required manifest


	manifest 是每个插件的必需入口。

	它承担“声明这个插件是什么”的角色：没有 manifest，就没有稳定的插件身份和加载边界。

	从平台治理角度看，manifest 让插件可以被索引、校验、分发和启用，而不是依赖人工记忆目录里有什么。






三、companion surfaces：插件不是单一工具，而是一组协作表面


3.1 skills/：把工作流沉淀成可调用技能


	skills/ 是插件最重要的 companion surface 之一。

	它让插件不仅提供工具，还能提供“怎么使用工具完成任务”的工作流说明。

	对 Codex 这类 agent 来说，skill 是把经验、边界、步骤和验收标准固化下来的方式。





3.2 .app.json 和 .mcp.json：把 UI / app 能力与 MCP 能力接入插件


	.app.json 暗示插件可以带有 app surface，让能力不只停留在文本说明或 CLI。

	.mcp.json 暗示插件可以声明 MCP 服务，让 agent 通过结构化工具访问外部系统或本地服务。

	这使插件成为“工作流 + 工具 + 应用入口”的组合，而不是单一命令集合。





3.3 plugin-level agents/、commands/、hooks.json、assets/


	agents/ 说明插件可以有自己的 agent 配置或 agent 角色。

	commands/ 说明插件可以暴露稳定命令入口。

	hooks.json 说明插件可以参与事件或生命周期触发。

	assets/ 说明插件可以随包分发图像、模板、样式或其他静态素材。

	这些表面共同指向一个设计：插件要承载完整能力包，而不只是把 API 封装成一个函数。






四、示例插件覆盖的能力面


4.1 Figma：设计协作与设计系统


	plugins/figma 覆盖 use_figma、Code to Canvas、Code Connect 和 design system rules。

	这说明插件可以连接设计工具，并把设计实现、设计同步和设计系统规则纳入同一个能力包。





4.2 Notion：规划、研究、会议和知识捕获


	plugins/notion 覆盖 planning、research、meetings 和 knowledge capture。

	这类插件不是单一 API wrapper，而是围绕知识工作场景组织能力。

	它说明插件可以承载“资料检索 + 文档生成 + 工作流记录”的复合场景。





4.3 build-ios-apps 与 build-web-apps：面向工程交付的插件包


	plugins/build-ios-apps 覆盖 SwiftUI implementation、refactors、performance 和 debugging。

	plugins/build-web-apps 覆盖 deployment、UI、payments 和 database workflows。

	这两个例子展示插件可以把工程交付里的多类任务聚合起来：实现、重构、性能、调试、部署、UI、支付、数据库。





4.4 Netlify、Render、Google Slides：更多 skill- and MCP-backed bundles


	plugins/netlify、plugins/render 和 plugins/google-slides 被列为 additional public skill- and MCP-backed plugin bundles。

	这说明插件体系可以跨越部署平台、运行平台和生产力工具。

	“skill- and MCP-backed” 是关键词：插件背后既有流程知识，也有可调用工具。






五、思想框架：agent 平台的基础部件会回到插件、工具协议和可治理接口


5.1 从单次能力调用到长期可复用能力


	这个仓库没有展开理论，但目录结构本身表达了一个判断：agent 能力要长期复用，就不能只靠 prompt 或临时脚本。

	需要把能力打包成插件，并给每个插件一个稳定的 manifest、目录边界和可选扩展面。

	这样 agent 才能在不同任务中可靠地发现、加载和调用同一类能力。





5.2 从“工具列表”到“插件包”


	普通工具列表只告诉 agent 有哪些函数可用。

	插件包则同时提供工具、技能、命令、hooks、assets 和应用入口。

	这让插件更接近一个“能力产品”：它有声明、有接口、有素材、有工作流，也有运行时集成方式。





5.3 治理接口比单点 demo 更重要


	仓库里的例子覆盖 Figma、Notion、iOS、Web、部署平台和 Slides，说明 agent 平台面向的是长期复杂工作。

	长期复杂工作需要治理接口：哪些能力可用、从哪里加载、如何验证、如何更新、如何组合。

	.codex-plugin/plugin.json 和 companion surfaces 就是这种治理接口的起点。






关键概念/术语


	Codex plugin examples：Codex 插件的示例集合，用来展示插件如何被组织成可复用能力包。

	plugins/<name>/：每个插件所在的目录边界，是插件身份和文件组织的基本单元。

	.codex-plugin/plugin.json manifest：每个插件必需的声明文件，是插件被识别、加载和治理的入口。

	companion surfaces：manifest 之外的可选能力表面，包括 skills、app、MCP、agents、commands、hooks 和 assets。

	skills/：把可复用工作流、执行边界和验收标准沉淀到插件中的方式。

	.mcp.json：插件声明 MCP 支持的入口，使 agent 可以通过结构化工具接入外部或本地能力。

	skill- and MCP-backed plugin bundles：由 skill 工作流和 MCP 工具共同支撑的插件包，代表 agent 平台能力从“说明”走向“可执行”。









8. 《Flutter 架构第一课：先理解声明式 UI 和 Dart 运行模型》



作者：Flutter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了解基础概念。



Notion 网页入口 | Notion App 入口 | 原文入口



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期视频是 Flutter 架构系列的第一课。它不教你怎么写一个 Flutter app，而是先给出 Flutter 的大图景：Flutter 是一个用 Dart 编写、由 Google 支持的声明式多平台 UI framework。开发者写的是会根据 application state 返回当前 frame UI 的 widget；Flutter 通过 widget tree、element tree、render tree，把这些声明式描述变成真正绘制到平台 canvas 上的界面。Dart 的 native compilation、单线程 event loop、强类型和开发体验，Flutter 的 stateful hot reload、Skia / Impeller renderer、platform embedder 和 engine，共同构成这套跨平台 UI 系统。



一、这门课的边界：讲 Flutter 如何工作，而不是如何写 Flutter app


1.1 系列目标是理解 Flutter 本身


	这是一组 6 集的 How Flutter Works 系列。

	第一集先做 high-level overview，面向刚开始研究 Flutter、想理解大图景的人。

	后续 5 集会展开更细的架构细节。

	课程明确说：内容是关于 Flutter itself works，不是 how to actually write a Flutter app。





1.2 本集先建立架构地图


	本集覆盖 Flutter 的几个根问题：

	Flutter 是什么类型的 UI framework。

	Dart 为什么重要。

	Flutter app 为什么从 widgets 开始。

	build method、BuildContext、widget tree 等基础抽象如何协作。

	Flutter 如何通过 engine、renderer 和 embedder 连接到不同平台。






二、Flutter 的基本定义：声明式、多平台、Dart 驱动


2.1 Flutter 是声明式 UI framework


	Flutter 被定义为 a declarative, multi-platform UI framework written in Dart and heavily supported by Google。

	“Declarative” 的意思是：开发者不是一步步命令 UI 怎么变，而是写代码根据 application state 返回当前 frame 应该长什么样。

	当 application state 改变时，Flutter 会重新运行这些 UI code，让界面 react 并保持同步。

	这使 Flutter 和 SwiftUI、Jetpack Compose、React 等 reactive toolkits 属于同一个家族。





2.2 Flutter 是多平台 framework


	“Multi-platform” 指 Flutter 可以运行在很多地方：

	iOS 和 Android 设备。

	macOS、Windows、Linux desktop。

	Web。

	由公司自己维护 runtime 的特殊环境，例如 LG 用 webOS 把 Flutter 带到 TV 和 monitor。

	多平台不是只共享一部分逻辑，而是 Flutter 尽量用同一套 framework 和 rendering 模型覆盖多个 host platform。





2.3 Dart 是 Flutter 超能力的重要来源


	Dart 是 Google 创建的语言，最早发布于 2013 年。

	Dart 被描述为 client-optimized language。

	它可以直接编译成 client native machine code，不依赖 runtime interpretation，因此在低端设备上也能有不错 performance。

	Dart 是 object oriented、strongly typed，语感上接近 Kotlin 或 C#。

	Dart 的 asynchronous model 是 single-threaded event loop，类似 JavaScript。

	Dart 还强调 developer experience；视频说很多开发者 once they try Dart, they tend to love Dart。






三、开发入口：Flutter tool 与常用命令


3.1 安装 Flutter 后会得到 flutter tool


	开始使用 Flutter，第一步是在开发机上安装 Flutter。

	安装会把 Flutter tool 加到 environment path。

	之后开发者通过 flutter 命令完成项目创建、调试和构建。





3.2 常见命令代表 Flutter 开发生命周期


	flutter doctor：验证安装和本机环境。

	flutter channel：切换 release channel，例如 master、stable、beta。

	flutter create：创建新项目。

	flutter run：启动 development build。

	flutter build：编译 production binary，用于发布给用户。

	这些命令构成从环境检查、项目生成、开发运行到生产构建的基础路径。






四、Flutter app 的基本构件：widgets 与 build method


4.1 写 Flutter app 本质上是在写 widget class


	运行 flutter create 后，真正构建 app 的工作主要是写 classes called widgets。

	Widget 可以接受 parameters，用这些参数驱动最重要的 render method。

	在 Flutter 中，这个 render method 叫 build。





4.2 build method 必须返回单个 widget


	一个 widget 通常包含：

	可选 constructor，用来接收必要参数。

	一个 build method。

	build method 总是接受一个关键参数：BuildContext。

	build method 最终必须 return a single widget。

	开发者可以在 build method 里做各种 calculations，推导当前 frame 需要什么 UI，但最后必须返回 widget。





4.3 BuildContext 提供运行时上下文


	BuildContext 是一个 useful object。

	它提供 runtime values，例如：

	screen size。

	orientation。

	accessibility info，例如 font scaling 和 text direction。

	其他和当前 widget 所处位置相关的信息。

	这让 widget 的 build 可以根据环境和上下文生成合适的 UI。





4.4 build method 应该是 pure function


	Build methods should be pure functions。

	“Pure” 的意思是没有 side effects。

	这和声明式 UI 的核心一致：build 根据当前 state 和 context 描述 UI，不应该顺手改变外部世界。

	UI 的变化由 state change 触发，Flutter 再重新执行 build。






五、树结构：widget tree、element tree、render tree


5.1 Flutter 会递归执行 widget 的 build


	Flutter recurses down each widget’s build method。

	每个 widget 返回下一级 widget，最终自然组织成 tree structure。

	这棵开发者最容易接触到的树，就是 widget tree。





5.2 Flutter 把 state 和 rendering 拆成不同抽象


	Flutter framework 有 distinct abstractions，用来 separate state from rendering。

	这种分离支撑了 stateful hot reload。

	Stateful hot reload 可以让一个正在运行的 app 在不到一秒内 rerender updated business logic or UI code，同时不丢失当前 app state 和页面位置。

	这是很多 Flutter 开发者被吸引的体验，因为它把修改代码和看到效果之间的反馈环压得很短。





5.3 日常 Flutter 开发者需要关心三棵树


	视频说日常 Flutter 开发者通常需要理解三种 tree structures：

	widget tree。

	element tree。

	render tree。

	Widget tree 是开发者写出来的 UI 声明。

	Element tree 和 render tree 是 Flutter 在 widgets 背后生成的结构。

	本系列后续很多内容，就是理解如何把这三棵树用好。






六、Flutter 的平台模型：一个注册到宿主平台的 canvas


6.1 Flutter 项目可以理解为把 canvas 注册给 host platform


	从高层看，Flutter project amount to a canvas registered to the host platform。

	Flutter 把 app 需要的任何 UI render into that canvas。

	这和直接调用平台原生 UI 控件的路线不同。





6.2 Flutter 因此完整控制 UI


	因为 Flutter 自己绘制 UI，它 has complete control over the UI。

	它不会被某个平台原生支持或不支持某个 UI 形态所限制。

	视频的表述是：如果 designer 或 Flutter engineer 梦想过某个 UI，Flutter can render it on any supported platform。

	这解释了 Flutter 跨平台一致性的技术来源：不是尽量包装每个平台控件，而是自己负责绘制。






七、Flutter 项目的三块组成


7.1 Native project


	每个 Flutter project 都包含一个 totally native project。

	例子包括：

	iOS 上的 Xcode project。

	Web 上的 HTML file。

	Native project 负责让 Flutter app 能进入对应平台的启动和分发体系。





7.2 Flutter framework 与 Dart code


	第二块是 Flutter framework plus all the Dart code you write。

	这部分响应 user events，并负责 renders frames。

	开发者主要在这一层写业务逻辑和 UI。





7.3 Platform-specific glue code


	第三块是 some platform-specific glue code。

	它用来 launch all that Dart code。

	这层连接 native host platform 和 Flutter / Dart runtime。






八、Rendering：Skia、Impeller 与 layer cake


8.1 Flutter 长期使用 Skia 渲染


	Flutter long used Skia to actually render things。

	Skia 是 open-source 2D graphics engine。

	它也被 Google Chrome、Android 和很多其他产品使用。





8.2 Impeller 是为 Flutter 约束设计的新 renderer


	Flutter 团队最近在推进 Skia 的 replacement renderer，叫 Impeller。

	目标是 address constraints specific to Flutter，并实现更 consistent performance。

	在视频发布时，一些 Flutter platforms 仍使用 Skia，另一些已经 ported to Impeller。





8.3 Flutter layer cake 把整体分层收束起来


	视频最后用 Flutter layer cake 总结架构。

	这个 layer cake 包含：

	platform-specific embedders。

	engine，负责 graphics 和通过 embedder 与 operating system communication。

	Flutter framework itself，written in Dart。

	下一集会继续探索三大数据结构：widget tree、element tree、render tree。






关键概念/术语


	Declarative UI：开发者写根据 application state 返回 UI 的代码，而不是逐步命令 UI 如何变。

	Multi-platform UI framework：同一套 Flutter framework 可以运行在 mobile、desktop、web 和其他 runtime 环境。

	Dart：Flutter 使用的 client-optimized、object oriented、strongly typed language，可编译到 native machine code。

	Widget：Flutter app 的基本 UI 构件，接收参数并通过 build method 返回 UI。

	BuildContext：build method 的关键上下文对象，提供 screen、orientation、accessibility 等 runtime values。

	Pure build method：没有 side effects 的 build function，只根据 state / context 返回 widget。

	Widget tree / Element tree / Render tree：Flutter 背后用于描述、连接 state 和执行 rendering 的三棵核心结构。

	Stateful hot reload：在 app 运行中快速 rerender 新代码，同时不丢失当前状态和位置的开发体验。

	Canvas registered to the host platform：Flutter 把 UI 绘制到宿主平台提供的 canvas，而不是完全依赖平台原生控件。

	Skia / Impeller：Flutter rendering 的图形引擎路线；Skia 是长期基础，Impeller 是面向 Flutter 约束的新 renderer。









9. 《Flutter 三棵树：Widget、Element、RenderObject 的分工》



作者：Flutter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了解基础概念。



Notion 网页入口 | Notion App 入口 | 原文入口



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

Flutter 的 UI 不是由一棵树直接完成的，而是由三棵主树分工协作：开发者主要书写 disposable 的 Widget tree；框架维护更长寿的 Element tree，负责把 widget 的变化和状态、上下文、渲染层连接起来；真正靠近布局、绘制、命中测试和无障碍语义的是 RenderObject 组成的 render tree。理解这三层，就能理解 Flutter 为什么既能保持声明式 API 的简单，又能在底层高效地复用状态和渲染对象。



一、Widget tree：开发者写的声明式界面描述


1.1 Widget 是 Flutter 开发者最常接触的 API


	Widget 提供 Flutter 的 declarative API。开发者日常写 UI，大部分时间都在组合和配置 widget。

	单个 widget 是 immutable 和 disposable 的：当某一部分 UI 需要变化时，旧 widget 会被丢弃，新 widget 会重新构建。

	这种“一次性 widget”在应用代码层面简化了开发者心智负担；Flutter 依靠 Dart 的速度和底层树结构，让这种频繁重建可行。





1.2 Widget 的几种主要类型


	Flutter 里最常见的是 StatelessWidget 和 StatefulWidget。

	RenderObjectWidget 是更特殊的场景，负责生产 render object，而不是通过 build 方法继续拼装 widget。

	InheritedWidget 主要用于传递数据，不直接渲染内容；它属于数据传播机制，视频把它留到后续 episode 讨论。





1.3 StatelessWidget：短生命周期的 UI 片段描述


	StatelessWidget 往往是写新 UI 时最先使用的类型。

	它由父 widget 的 build 方法实例化，只存在到这部分 UI 因任何原因需要重新构建为止。

	一个 stateless widget 通常包含构造器和 build 方法：构造器接收参数，build 方法返回更多 widget。

	它描述 UI 的某个方面，但不负责持有长期状态。





1.4 StatefulWidget：widget 本身仍短命，但背后有更长寿的 State


	StatefulWidget 的 widget 部分和 stateless widget 一样，也是 disposable 的。

	真正长期存在的是它背后的 State object。

	当 UI 需要动画控制器、文本编辑控制器等长期资源，或需要管理应用状态变更时，就应该使用 stateful widget。

	StatefulWidget 的 build 方法位于它的 State object 上，而这个 state object 由 Flutter 的第二棵树管理。






二、Element tree：Widget 背后的连接层和状态保管层


2.1 Element 是 Widget 和渲染层之间的胶水


	Element tree 位于 widget tree 背后，由更长寿的 element object 组成。

	Element 是 widget 与 Flutter 深层 rendering layers 之间的 glue code。

	Flutter 开发者几乎不会自己写 custom element，但代码运行时一直在和 element 间接交互。





2.2 Element 负责分析 widget tree 的帧间差异


	UI 每一帧可能生成新的 widget tree。

	Element 会分析新旧 widget tree 的差异，判断一次变化意味着什么，并尽量把新的 widget 配对到既有 element 上。

	因为 element 可以尽可能持久存在，Flutter 才能在 widget 频繁重建时保留 state object、上下文和与渲染层的连接。





2.3 BuildContext 实际上就是当前 widget 的 Element


	Flutter 代码里常见的 BuildContext，在这个模型里就是当前 widget 对应的 element。

	Widget 创建 element，element 再在调用 build 方法时把自己作为 build context 传进去。

	因此，开发者通过 context 查找祖先、读取 inherited data 或访问框架信息，本质上是在通过 element 所处的位置访问树上的上下文。





2.4 Widget 与 Element 的控制流


	当新 widget 第一次加入 widget tree 时，框架调用它的 createElement 方法。

	生成的 element 被 attach 到 element tree 上。

	Widget tree 和 element tree 在形状上保持一致：每个 widget 位置背后都有对应 element。

	随后 Flutter 递归向下构建 UI，由 element 调用自己持有 widget 的 build 方法，并把自身作为 BuildContext 参数传入。

	build 产生更多 widget，这个过程继续向下展开。





2.5 动画示例说明 Element 为什么重要


	视频用一个颜色随动画变化的 block 解释三棵树的分工。

	顶层 widget 每一帧都会因为颜色变化而 rebuild，子 widget 也会被销毁并重新生成。

	但是 element tree 会尽可能延续。如果新 widget 能与树中同一位置的旧 element 匹配，既有 element 就继续服务新的 widget。

	动画当前颜色和更新逻辑保存在 state object 中；state object 被 stateful widget 对应的 element 管理。

	所以 element 是看不见但真正控制运行过程的中间层：开发者写 widget，框架靠 element 保持连续性。






三、RenderObject 与 Render tree：把配置推进到布局和绘制


3.1 RenderObjectWidget 不用 build，而是创建和更新 RenderObject


	RenderObjectWidget 的任务不同于普通 widget。

	它没有 build 方法，而是提供 createRenderObject 和 updateRenderObject。

	它的职责是把 widget 层的配置推进一步，生成或更新 render object。





3.2 RenderObject 组成 Flutter 的第三棵主树


	Render object 组成 render tree。

	Render object 和 element 一样，是更长寿的对象。

	它把 widget value 转译为后续可以执行的 painting calls。

	开发者偶尔会写 custom render object，但这不是日常 Flutter UI 开发的主路径。





3.3 RenderObject 承担的核心职责


	Render object 用 widget 的属性完成多个底层工作。

	Accessibility：生成或支撑无障碍相关信息。

	Layout：计算位置和尺寸。

	Painting：生成绘制命令。

	Hit testing：判断用户点击或触摸命中了哪个 UI 元素。





3.4 Painting 不是最终像素，而是绘制命令


	视频特别区分 painting 与真正的 pixel buffer。

	Render object 的 painting 产物是 drawing commands。

	这些命令之后才会由 Skia 或 Impeller 等运行时绘制系统执行，最终接近操作系统能显示的像素缓冲区。






四、Flutter 渲染循环是分层推进的管线


4.1 三棵树各自把 UI 往屏幕推进一步


	Widget tree：声明界面应该是什么样。

	Element tree：保存位置、上下文和状态，把 widget 变化解析成框架内部更新。

	Render tree：把可渲染配置推进到布局、绘制、命中测试等底层任务。





4.2 Flutter 的渲染 loop 是多步骤、分层、抽象化的


	Flutter architecture 的关键是一个 many-step、layered、abstracted rendering loop。

	每一层都只向前推进一点：把当前手里的数据转换成更接近屏幕像素的一种表示。

	从 widget 到 element，再到 render object，再到 drawing commands，再到 engine 和 GPU，整个过程逐层降低抽象层级。





4.3 还有其他树，但日常开发最重要的是这三棵


	Flutter 内部还有 semantic tree、focus tree、layer tree 等结构。

	Semantic tree 负责 accessibility。

	Focus tree 负责 keyboard focus。

	Layer tree 负责 UI compositing。

	但在 everyday Flutter development 中，widget tree、element tree、render tree 是最核心、最常需要理解的三棵树。






关键概念/术语


	Widget tree：开发者主要书写的声明式 UI 结构，由可丢弃、不可变的 widget 组成。

	Widget：UI 的配置描述，不是长期存在的 UI 实体。

	StatelessWidget：没有长期状态的 widget，靠 build 返回更多 widget。

	StatefulWidget：widget 本身短命，但背后关联一个由 element 管理的长期 State object。

	State object：保存长期资源或状态变更逻辑的对象，是 stateful widget 真正有“生命”的部分。

	Element tree：widget 背后的持久连接树，负责配对 widget、保存上下文、连接渲染层。

	BuildContext：当前 widget 对应的 element，是 widget 在树中位置和上下文的入口。

	RenderObjectWidget：不通过 build 继续生成 widget，而是创建和更新 render object 的 widget。

	RenderObject：负责 layout、painting、hit testing、accessibility 等底层工作的长期对象。

	Render tree：由 render object 组成的树，把 widget 配置转化为绘制命令和布局结果。

	Painting calls / drawing commands：render object 产生的绘制指令，还不是最终像素。

	Skia / Impeller：执行绘制命令的底层渲染 runtime。





一句话总结

Flutter 让开发者轻松重建 widget，是因为 widget 只是短命的声明式描述；真正让应用保持连续、状态稳定并最终画到屏幕上的，是背后的 element tree 和 render tree。







10. 《VoidZero 加入 Cloudflare：前端工具链继续向边缘平台靠拢》



作者：coloneltcb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cloudflare 作为 agent 基础设施，继续增加了解。



Notion 网页入口 | Notion App 入口 | 原文入口



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 Cloudflare 公告的核心不是一次普通团队并入，而是 Cloudflare 试图把 Vite / VoidZero 这套前端基础工具链、AI 时代的 agent 开发循环，以及自己的 Workers / Developer Platform 串成同一条产品路线。它一方面反复承诺 Vite、Vitest、Rolldown、Oxc 和 Vite+ 继续开源、中立、社区驱动；另一方面也明确说，现代应用的 build 已经不再只是打包，而要理解 server routes、API、queues、databases、storage、agents 和 deployment。Cloudflare 想做的是：把通用能力放进 Vite，把 Cloudflare 特定能力做成这些通用 hook 的一流实现。



一、交易定位：VoidZero 加入 Cloudflare，但 Vite 不能变成 Cloudflare 私有入口


1.1 Cloudflare 先处理生态信任问题


	公告开头直接说明：VoidZero 团队全员加入 Cloudflare，VoidZero 背后的 Vite、Vitest、Rolldown、Oxc 和 Vite+ 会继续存在。

	文章最先强调的不是 Cloudflare 会得到什么，而是这些工具仍然保持 open source、vendor-agnostic 和 community-driven。

	这个顺序很关键：Vite 已经不是某个公司或框架的附属工具，而是 JavaScript 生态的共同基础。如果 Cloudflare 不能先维护中立性，后面的平台协同就会失去可信度。





1.2 “更好的互联网”被定义为开放、可选择、可迁移


	Cloudflare 把自己的使命延伸到开发工具链：更好的 Internet 必须是 open Internet。

	开发者需要 choice，框架需要 neutral foundation，应用需要 portable。

	文章明确反对整个 web ecosystem 围绕单一 vendor 构建，这也是它为收购 VoidZero 设置的合法性边界。





1.3 Vite 的价值来自它已经被生态共同接受


	Vite 被描述为 JavaScript 生态少数能形成共识的 foundational tool。

	它之所以有这个位置，是因为 fast、excellent、portable、vendor-neutral。

	Cloudflare 的论证是：投资 Vite 不是为了把应用拉进 Cloudflare，而是为了支持一个能让整个 Internet 变好的 shared toolchain。






二、承诺清单：继续开源、继续中立、继续由社区路线驱动


2.1 Vite 和 VoidZero 工具链的治理不会被改写


	Vite 继续 MIT license 和 open source。

	Vite 应用继续 run anywhere。

	Vite roadmap 继续由 broader Vite team 和 community 驱动，并在 open 中开发。

	Evan 和 VoidZero 团队继续领导 Vite、Vitest、Rolldown、Oxc 和 Vite+。

	Cloudflare 提供 engineering 和 resources，而不是 redirect 这些项目。





2.2 Astro 加入 Cloudflare 是样板案例


	文章把早前 Astro 加入 Cloudflare 作为先例：Astro 仍然 open source，仍然 deploys anywhere，团队继续 shipping 原来的 roadmap。

	这个类比的作用是降低生态疑虑：Cloudflare 不是第一次接住一个前端生态项目。

	但文章也承认 Vite 的信任要求更高，因为 Vite 不是一个框架，而是很多框架共同依赖的 substrate。





2.3 100 万美元 Vite ecosystem fund 是信任机制的一部分


	Cloudflare 承诺投入 100 万美元建立 Vite ecosystem fund，由 Vite core team 管理，用来支持 maintainers 和 contributors。

	这笔钱不是单纯营销费用，而是把“Vite 大于 VoidZero 或 Cloudflare”落到制度上。

	文章想表达的是：如果 Vite 是 shared ecosystem foundation，那么收益也应该部分回流给生态贡献者。






三、Vite 的生态位置：它已经从工具变成 shared substrate


3.1 Vite 支撑的是一组框架，而不是一个框架


	文章列出 Vue、SvelteKit、Nuxt、Astro、Solid、Qwik、Angular、React Router、TanStack Start 等框架都与 Vite 相关。

	甚至 Next.js 也出现了 Vite-based implementation vinext。

	这说明 Vite 的意义已经超过“前端构建工具”：它成为不同框架共享的开发体验层和构建基础。





3.2 Vite 的 adoption curve 是 Cloudflare 押注的现实基础


	公告提到 Vite 周下载量约 1.29 亿，Cloudflare Vite plugin 接近 1400 万周下载。

	这组数字说明 Cloudflare 和 Vite 的协同不是概念阶段，而是已经有大量开发者在用。

	Cloudflare plugin 下载量超过 Vite 规模的十分之一，意味着 Cloudflare 在 Vite 生态中已经有实质存在感。





3.3 Cloudflare 的目标是维护 adoption 背后的 trust


	文章说 Cloudflare 的 number one goal 是维护 Vite 取得 adoption 的 trust。

	这不是靠公告文字完成，而要靠日常支持和开发方式持续证明。

	这里的 trust 包括：不把 Vite 私有化、不把 Vite 的路线变成 Cloudflare 路线、不破坏框架和 provider 的中立关系。






四、Cloudflare 与 Vite 的技术交汇点：Environment API 和 workerd


4.1 Vite Environment API 打开了非 Node runtime 的本地开发入口


	Cloudflare 和 Vite 团队从 2024 年就围绕 Vite Environment API 合作。

	Environment API 的作用是让 Vite 在开发期运行 server code 时，不再只能假设 Node.js runtime。

	这解决了一个长期痛点：使用非 Node runtime 时，本地开发往往像生产环境的降级版。





4.2 Cloudflare Vite plugin 把生产 runtime 带到本地


	Cloudflare Vite plugin 基于 Environment API 构建。

	运行 vite dev 时，server code 可以在 workerd 中执行，workerd 也是 Workers 生产环境的开源 runtime。

	Durable Objects、D1、KV、R2、Workflows、Workers AI、Agents、Service Bindings、Workers RPC 等能力都可以在更接近生产模型的本地 runtime 中运行。





4.3 关键设计模式：Vite 提供通用机制，provider 提供具体实现


	文章强调 Environment API 不是 Cloudflare-specific dev server。

	任何 runtime 都可以用同样机制接入 Vite。

	这是一种重要架构模式：generic mechanism in Vite + provider-specific implementations。Cloudflare 想继续沿着这个模式扩展。






五、AI 改变了开发工具链：agent 也成了 dev server 和 CLI 的用户


5.1 Cloudflare plugin 增长的解释是“AI happened”


	文章把 Cloudflare Vite plugin 的快速采用归因于 AI 生成软件的爆发。

	更多应用从 AI-generated code 开始，这些应用需要 default stack 和运行位置。

	Agent-coded applications 正在选择 Vite，也越来越多选择运行在 Cloudflare 上。





5.2 开发工具的用户从人类扩展到 agents


	过去 dev servers、bundlers、linters、formatters 和 CLIs 的用户主要是开发者。

	现在 agents 也在持续使用这些工具：scaffold projects、run dev servers、read errors、write tests、lint、format、deploy previews、iterate。

	这意味着工具设计要面向机器可读、可重复、低摩擦的循环，而不仅是人类交互体验。





5.3 Agent 开发循环放大了速度和一致性的价值


	对 humans 重要的 fast feedback loops，对 agents 更重要，因为 agents 会更频繁地迭代、运行测试、触发格式化和读取错误。

	Fast builds、fast tests、fast linting / formatting、clear structured errors、consistent CLIs 成为 agentic software development 的基础条件。

	小的不一致对人类只是烦躁，对 agent 可能造成大 detour。






六、VoidZero 工具链：为高频 agent loop 准备的一套快工具


6.1 Vitest、Rolldown、Oxc、Oxlint、Oxfmt 的共同主题是速度


	文章把整个 VoidZero toolchain 放在 agent loop 语境里解释。

	Vitest、Rolldown、Oxc、Oxlint 和 Oxfmt 都是各自类别里追求最快反馈的工具。

	当一个 agent 会反复运行这些工具时，速度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系统吞吐量的一部分。





6.2 Vite+ 的目标是降低移动部件数量


	Vite+ 把这些工具组合成 one toolchain、one CLI、one configuration model。

	这让开发循环更容易被人理解，也更容易被 agents 稳定驱动。

	对 AI 写代码场景而言，统一 CLI 和配置模型本身就是可靠性功能。





6.3 Cloudflare 内部已经开始 dogfooding


	Cloudflare dashboard 使用 Vite。

	Oxlint 已经为 Cloudflare codebases 节省工程时间。

	Astro 团队的 agent harness framework Flue 也在迁移到 Vite 基础之上，并用 Cloudflare Vite plugin 和 workerd integration 支持 Cloudflare target。

	文章想证明：Vite 不只是 Cloudflare 面向外部开发者的入口，也在成为 Cloudflare 内部应用与 agent tooling 的默认 foundation。






七、现代应用的 build 已经不再是终点


7.1 传统 build tool 的边界不够用了


	文章回顾过去 build tool 的工作：拿 source files，产出 bundle，然后 hand off。

	对现代应用来说，这已经不够。

	现代应用包括 server-rendered routes、APIs、background jobs、queues、databases、object storage、real-time、auth，以及越来越多 agents 和 AI capabilities。





7.2 Build 变成 deployment lifecycle 的起点


	文章说 build 不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 deployment 的起点。

	Deployment 必须理解应用的多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只接收静态 bundle。

	因此 Vite 需要理解更多 application structure，同时保留 speed、simplicity 和 portability。





7.3 Void 平台是探索这些问题的试验场


	Void 是面向 Vite 的 deployment platform，被文章称为这些想法的 testbed。

	它帮助团队探索现代 application framework 应该拥有多少能力、deployment 应该如何体验、生命周期能否围绕一套 toolchain 统一。

	Cloudflare 收编 VoidZero 后，要把这些经验重新放到正确位置：一部分进 Vite，一部分进 Cloudflare。






八、战略分层：通用 primitives 进 Vite，Cloudflare 做一流实现


8.1 Vite 本身只接收 provider-agnostic primitives


	Cloudflare 表示，一些经验应该进入 Vite 本身，形式是 provider-agnostic primitives。

	这些 primitives 包括 backends、APIs、agents、deployment 的 first-class abstractions 和 hooks。

	关键限制是：任何 provider 都应该能实现这些 hooks，而不是只服务 Cloudflare。





8.2 Cloudflare 的差异化在实现层


	Cloudflare 会在 Workers 和 Developer Platform 上提供这些 hooks 的 first-class implementation。

	也就是说，Cloudflare 不应把 Vite 变成 Cloudflare，而是把 Cloudflare application tooling 搬到 Vite 工作流之上。

	这是一种“中立标准 + 自家最佳实现”的平台策略。





8.3 开放贡献流程是边界条件


	即使部分 Vite maintainers 加入 Cloudflare，Vite 自身的改动仍然走和其他贡献一样的 open contribution process。

	添加到 Vite 的功能不应该 Cloudflare-specific。

	这条边界决定了生态是否会相信 Cloudflare 的长期承诺。






九、Cloudflare CLI 路线：让 cf 感觉像 Vite 的自然延伸


9.1 cf 被设计成 Cloudflare 平台的统一 CLI


	Cloudflare 最近发布了 cf 的 technical preview，目标是成为整个 Cloudflare platform 的统一 CLI。

	Vite 会成为应用 CLI experience 的 foundation。

	最终体验是：无论开发 Workers、R2、D1、Agents 还是其他能力，都有一致的 CLI ergonomics。





9.2 cf dev / cf build / cf deploy 是 Vite 工作流的 superset


	cf dev 应该成为 vite dev 的 superset：同样的速度、HMR、plugin model，再加上 Cloudflare runtime 和 bindings。

	cf build 应该原生理解 Vite projects，不再需要 adapter dance。

	cf deploy 应该让 Vite app 部署到 Cloudflare 变得简单。





9.3 Cloudflare 想让迁移路径变成“替换命令”，而不是重构项目


	如果开发者已经在运行 Vite，通向 Cloudflare 的路径应该像换成一组 superset commands。

	Same project shape、same Vite workflows，但在需要时能接入整个 Cloudflare developer platform。

	这就是 Cloudflare 收购 VoidZero 后最直接的产品化方向。






十、短期不变与长期变化


10.1 短期：Vite 和相关项目继续按原路线推进


	Vite、Vitest、Rolldown、Oxc 和 Vite+ 继续 shipping。

	VoidZero 团队继续贡献和领导。

	Cloudflare Vite plugin 继续改善。

	Environment API 和本地运行正确 runtime 的故事继续增强，也包括非 Cloudflare runtimes。





10.2 长期：Vite 会承载 full-stack apps 和 agents 的新 primitives


	Cloudflare 会推动自己的 CLI 体验迁移到 Vite 之上。

	Vite 会获得新的、干净的 provider-agnostic primitives，用于 full-stack apps 和 agents。

	Cloudflare 计划逐步 open-source Void platform，让其他人也能基于 Vite 和 Cloudflare 学习或构建平台。





10.3 文章最后的定位很克制


	文章没有说 Vite 会成为 Cloudflare 的专属入口。

	它最后收束为：Vite keeps being Vite，Cloudflare gets to help。

	这句话既是生态承诺，也是 Cloudflare 对自己角色的定位：成为基础设施和资源提供者，而不是夺走 Vite 的社区身份。






关键概念/术语


	VoidZero：Vite、Vitest、Rolldown、Oxc 和 Vite+ 背后的公司与团队，本次全员加入 Cloudflare。

	Vite as shared substrate：Vite 不只是一个 build tool，而是多个 JavaScript 框架共享的开发与构建底座。

	vendor-agnostic：Vite 工具链继续服务所有框架和平台，不被 Cloudflare 单一 vendor 绑定。

	Vite Environment API：让 Vite 开发期 server code 可以运行在 Node.js 之外 runtime 的通用机制。

	workerd：Cloudflare Workers 的开源 runtime，也是 Cloudflare Vite plugin 用来实现本地生产一致性的基础。

	agent-coded applications：由 AI agent 生成、迭代和部署的应用，正在推动默认前端栈与部署平台的变化。

	fast feedback loops：agent 高频构建、测试、lint、格式化和读取错误所依赖的快速反馈循环。

	Vite+：把 VoidZero 快工具整合成 one CLI / one config / fewer moving parts 的统一工具链。

	provider-agnostic primitives：进入 Vite 本身的通用抽象和 hooks，任何 provider 都能实现。

	first-class implementation：Cloudflare 在 Workers 和 Developer Platform 上对这些通用 hooks 提供的自家高质量实现。

	cf CLI：Cloudflare 统一 CLI，计划让应用开发体验建立在 Vite 工作流之上。









11. 《原生 Mac App 复兴：AI 编程让小团队重新押注桌面软件》



作者：sixcolors.com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因为 coding agent，软件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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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文章把 WWDC 前夕的一个新变化串起来：AI 编程工具正在降低 Mac 原生应用开发的门槛，让过去十年被 iOS、Web 壳和跨平台大公司逻辑挤到边缘的独立 Mac 软件重新活跃起来。作者的核心判断是，开发者的定义正在变化：写代码仍然重要，但软件创作不再只等于亲手写代码，而更像 envision、produce、product-manage 和 iterate。于是 Apple 的开发工具也必须跟着变化，否则 Xcode 这类传统工具会成为新一代“有愿景但不会写 Swift”的开发者的瓶颈。



一、WWDC 的 D 被重新照亮：开发者生态正在变化


1.1 WWDC 不只是操作系统发布周期，也代表 Apple 和第三方开发者的连接


	作者从 WWDC 切入，指出它一直代表 Apple 与第三方开发者社区的关系。

	近几年 WWDC 更多被理解为 Apple 年度操作系统周期的起点，但今年作者更关注其中的 D，也就是 developers。

	“开发者”并不全部等于 programmers，但过去能创造 App 的人通常必须掌握写代码这项具体技能。





1.2 今年的变化：Mac App 的 pitch 明显变多


	作者最近收到大量新 Mac App 的推介邮件，这让他觉得很反常。

	反常之处在于，五到十年前 Apple 平台开发似乎都集中到 iOS 上，Mac 原生软件不再是焦点。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新 App 不是大公司用跨平台框架顺手铺到 Mac 上的产品，而是有明确观点、围绕 Mac 本身体验设计的 indie Mac apps。






二、AI 是这波 Mac 原生软件复兴的直接变量


2.1 AI 不只制造了 pitch 邮件，也制造了 App


	作者先承认，自己收到的很多邮件可能也是 AI agent 写出来的，这让真正用心写邮件的人被淹没在 AI pitch 里。

	但更关键的是，这些新 App 中有相当一部分很可能全部或部分由 AI code assistant 生成。

	Mac 用户正在把自己的想象变成工具：有些人本来就是开发者，有些人从未写过软件。





2.2 Mac utility 是 AI 编程最容易激活的应用类型


	作者认为，如果你能想象一个 App，现在很可能就能把它做出来，尤其是 Mac utilities。

	这是因为 Mac 用户最在意 native Mac software；大公司反而常常放弃 Mac 原生开发，转向巨大的跨平台代码库。

	AI 编程让那些没有资本化目标、只想解决自己问题的人，重新具备了做小工具的能力。






三、真实案例：小团队和非程序员正在做出具体工具


3.1 Federico、Lex、Dan 的例子说明“需求很具体”的软件回来了


	Federico Viticci 发布了一个充分使用 Reminders 功能的 command-line app，也做了让用户用 AI coding assistants 生成 Shortcuts 的 Shortcuts Playground。

	Lex Friedman 发布了 vibe-coded GIF menu bar utility Gnome。

	Dan Moren 用 AI 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 ePub reader，满足他作为写作者的非常具体的需求。





3.2 作者自己的 Claude Code 经验：不是写代码，而是生产软件


	作者自己也用 Claude Code 做了一个 Mac App。

	他强调自己没有写一行 Swift code，因此说“我写了这个 App”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他 envisioned、produced 或 product-managed 了这个 App。

	他的工作是描述自己想要什么、不断迭代，最后得到了一个基本符合想象的、能工作的 App。





3.3 这种体验对老 Mac 用户也很震撼


	作者用了近 40 年 Mac App，却从未接近真正写一个 Mac App。

	以前 AppleScript 和 Automator 已经是他最接近软件创作的方式。

	现在只需要一个想法和几个小时，就能得到一个“丑陋、不完整但功能成立”的应用，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体验。






四、软件创作被拆开：coding 只是更大过程的一部分


4.1 描述 App 本身会迫使人把需求想清楚


	作者在做 App 的过程中意识到，coding 是一种具体技能，但只是软件创作更大流程中的一部分。

	好开发者不一定只是好 coder；App 需要被 envisioned，specifications 需要被 defined。

	向 AI coding engine 描述 App 是一种澄清过程：你描述得越多，大脑越需要工作，因为软件总是比一开始想象的复杂。





4.2 决策构成某种 authorship


	作者把这个过程称为某种 authorship：不写代码也能通过决策塑造软件。

	这很怪，因为过去 coding 几乎和 making software 不可分割。

	现在 coding 仍然存在，只是有时不是人类亲手写。





4.3 AI 生成的代码不完美，但改变了可行性边界


	作者不认为 AI code engines 生成的代码已经 flawless and beautiful。

	如果雇一个人类开发者，也许能写出更干净的代码。

	但他不会为了一个很小的 App 去雇人，而且人类程序员不可能用几小时和 30 美元 Claude Pro 订阅成本完成同样实验。






五、AI 时代的软件创作仍然需要人脑


5.1 “不是程序员”的新角色也需要技能


	无论把这种人叫 producer、product manager，还是别的非 programmer 名称，AI 时代创造好软件仍然需要人的脑力。

	这包括 creative thinking、problem solving 和 decision making。

	有些人会更擅长这件事；它既是技能，也有一点艺术性。





5.2 现代 coding tools 给了“有愿景和欲望的人”做软件的能力


	作者最兴奋的点不是 AI 替代程序员，而是它把软件创造能力交给了有 vision and desire 的人。

	这会带来大量过去没人会专门开发的小工具，因为需求太小、预算太低、商业回报太弱。

	Mac 原生生态尤其适合这类复兴，因为它一直有一群重视平台质感和具体工作流的用户。






六、下一步问题：Apple 的开发工具必须降低门槛


6.1 Xcode 对新开发者来说非常不友好


	作者最后把问题转向 Apple 自己：AI 让更多人能做 App，但 Apple 的开发工具，尤其 Xcode，仍然很痛苦。

	他的开发者朋友已经习惯 Xcode，但作为从未真正用过 Xcode 的长期 Mac 用户，他觉得它深度不直观。

	连 Claude 告诉他点击某些东西时，他也不知道那些控件是什么、在哪里。





6.2 开发者定义变了，开发工具定义也要变


	作者认为 Apple 应该尽快让在其平台上开发 App 变得更容易。

	可能路径包括 Xcode novice mode、增强 Swift Playground，或构建新的开发工具。

	关键结论是：AI tools 已经让 App 开发更可能发生，但开发工具本身仍然是 formidable barrier。

	当“developer”的定义变化，“developer tools”的定义也必须变化。






关键概念/术语


	Native Mac apps：不是跨平台框架顺手生成的 Mac 版本，而是围绕 Mac 平台体验、Mac 用户习惯和 Mac 原生框架构建的软件。

	AI code assistant / AI coding engine：把人的想法、描述和迭代转成代码的工具，使非程序员也能参与软件生产。

	Mac utilities：小而具体、解决个人或专业工作流问题的 Mac 工具，是 AI 编程最容易激活的应用类别。

	Envisioned / produced / product-managed：作者用来替代“我写了 App”的新动词，强调软件创作中定义愿景、规格和决策的部分。

	Authorship of software：不亲手写代码，也能通过描述、选择、迭代和判断塑造软件结果。

	Xcode learning curve：Apple 当前开发工具对新开发者的门槛，可能阻碍 AI 编程带来的开发者扩容。









12. 《SpaceX IPO 叙事：马斯克把 AI、星链和火箭打包进估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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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ie 的阅读理由：SpaceX IPO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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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

这篇文章追踪的是马斯克如何把一连串看起来失败、失序或尚未证明的 AI 资产，逐层装进更大的硬件和资本叙事里：Twitter 变成 xAI 的数据资产，xAI 变成 SpaceX 的 AI 部门，轨道数据中心和 TeraFab 又把 SpaceX、Tesla、芯片、能源和机器人串成一个超级基础设施故事。

文章的主线不是简单判断 SpaceX IPO 值不值 2 万亿美元，而是拆解这套估值故事的结构：外层是真实的火箭和 Starlink 现金流，中层是 xAI、X、Colossus 和 AI 收入曲线，最内层是轨道数据中心、芯片制造和 Tesla 合并想象。马斯克正在把 AI 战场从模型、产品和研究文化，重新讲成发射能力、卫星网络、算力、电力、芯片和控制权的问题。



一、xAI 的挫败，是 SpaceX IPO 叙事的暗线


1.1 文章从一个失败招募切入


	2025 年，一位中国 AI 创业者到 xAI 总部与马斯克长谈，马斯克谈模型、算力、X 的数据和人类文明未来，并在次日发出收购邀约。

	这次招募没有成功，当时只像一段插曲；八个月后再看，它成了 xAI 人才困境的提前注脚。

	2026 年 3 月，马斯克公开承认 xAI 第一版没有建好，并向被错误拒绝的人才道歉。

	这个时间点很关键：SpaceX 刚以全股票交易收购 xAI，给 xAI 的估值约 2500 亿美元。

	文章借此提出问题：一家刚被高估值装进 SpaceX 的 AI 公司，为什么创始人马上承认需要从基础重建？





1.2 xAI 不是胜利扩张，而是风险转移


	表面上，xAI 进入 SpaceX 是 AI、火箭、星链和算力的战略整合。

	深层看，它也意味着 xAI 不再需要独立证明自己能打赢 OpenAI 和 Anthropic。

	xAI 的模型短板、产品压力、人才流失和组织问题，被放进 SpaceX 更大的硬件故事里重新解释。

	文章把这个动作视为一次叙事搬运：AI 公司没能在软件战场建立压倒性优势，就把战场搬到 SpaceX 最强的物理世界。






二、Twitter 收购被重新定价为 AI 数据资产


2.1 440 亿美元交易原本被视为错误


	Twitter 收购完成后，马斯克经历了广告商撤离、裁员、估值下调和政治争议。

	外界长期把这笔交易理解为一次被迫完成的高价豪赌。

	Fidelity 对 X 的估值一度下调到不到买入价四分之一，使“买贵了 Twitter”成为主流判断。





2.2 AI 时代给 Twitter 另一种解释


	文章强调，马斯克买下的不只是一家社交媒体公司，而是一个持续生成实时文本的系统。

	X 上的新闻、争吵、代码讨论、表情包、谣言和澄清，构成了接近真实人类语言状态的数据场。

	在 GPT-4 前后，AI 行业最稀缺的正是大规模、实时、有行为语境的人类文本数据。

	2025 年 xAI 以全股票方式收购 X，把 X 的数据和分发场景正式纳入 AI 叙事。

	这笔交易把 X 从广告下滑的平台，重写成 xAI 的数据资产和应用入口。





2.3 数据叙事同时处理债务和估值


	xAI 收购 X 后，X 的债务被放进一家“快速成长的 AI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里。

	X 的估值也从低谷被重新锚定到 AI 资产定价框架中。

	这不是单纯财务优化，而是马斯克式叙事工程：同一项资产在旧叙事中是包袱，在新叙事中变成战略资源。






三、xAI 的表层资产与内部裂缝


3.1 三件资产构成资本故事


	xAI 拥有 X 的实时文本数据、研究和工程团队，以及 Colossus 超算集群。

	Colossus 的建设速度体现了马斯克熟悉的硬件组织能力：先把硬件堆起来，再用速度压缩传统建设周期。

	这些资产放在一起，足以支撑一个强势融资故事。

	xAI 在 2025-2026 年持续获得大额融资，资本仍然愿意追随马斯克。





3.2 但研究组织正在空心化


	xAI 早期核心成员陆续离开，最初共同创办团队到 2026 年只剩少数人。

	对依赖研究文化和模型积累的 AI 公司来说，创始团队持续离开是重要风险信号。

	Grok 没有在 AI 编程市场压过 Claude Code 和 Codex。

	马斯克本人也承认 xAI 的编程工具无法竞争。

	文章的判断是：融资曲线看起来像全球最有价值 AI 公司之一，产品和团队却像正在空心化的组织。





3.3 AI 不是马斯克最熟悉的问题类型


	马斯克过去擅长把硬件难题拆成工程问题：火箭回收、电动车量产、卫星互联网覆盖。

	AI 的核心竞争不只在硬件，也在研究文化、产品判断、组织稳定性和模型训练经验。

	文章认为，xAI 的困境正出现在这里：硬件和资本可以快速堆起来，但顶级研究团队未必愿意留下。






四、轨道数据中心把 AI 战场搬到太空


4.1 轨道数据中心是新地形


	2025 年底，马斯克向 xAI 员工提出轨道数据中心概念。

	设想是用大规模近地轨道卫星承载算力，用太阳能供电，为 AI 训练绕开地面电力、土地、审批、变压器和冷却瓶颈。

	这不是单纯科幻想象，而是为 xAI 寻找新的竞争地形。

	在地面 AI 战场，xAI 要面对 OpenAI、Anthropic、Google、Microsoft 和自身人才流失。

	如果战场变成太空算力基础设施，发射能力、卫星制造、轨道运营和能源工程就成为壁垒，而这些正是 SpaceX 的强项。





4.2 SpaceX 收购 xAI，是竞争规则改写


	2026 年 2 月，SpaceX 以全股票方式收购 xAI，合并体估值达到约 1.25 万亿美元。

	这与此前 xAI 收购 X 的逻辑相似：没有现金支出，买方和卖方最终都由同一个人控制。

	不同之处在于，xAI 从独立 AI 公司变成 SpaceX 的一个部门。

	Grok、X、Colossus、轨道数据中心和 AI 承诺，都进入 SpaceX 招股书，接受公众市场估值。





4.3 奥尔特曼的质疑代表软件世界观


	奥尔特曼认为当前把数据中心放进太空在成本、维修和工程现实上不成立。

	文章把这写成两种世界观的碰撞：软件世界重视成本计算、产品节奏和模型生态；马斯克代表硬件世界的强行推进和规模迭代。

	在火箭和电动车时代，马斯克多次赢过这种争论；问题是 AI 是否也是同一种问题。






五、TeraFab 把 Tesla 也拉进故事


5.1 芯片制造是下一层叙事


	xAI 被装进 SpaceX 后，马斯克又提出 TeraFab：Tesla 和 SpaceX 的先进芯片制造计划。

	SpaceX 的轨道数据中心需求本身很难独立支撑庞大芯片厂叙事。

	只有把 Tesla 的 FSD、Optimus、Dojo、机器人、自动驾驶和训练芯片需求一起纳入，芯片制造故事才更完整。





5.2 产业套娃是对 xAI 挫折的反击方式


	如果 xAI 不能单独打赢 OpenAI 和 Anthropic，就把 X 的数据装进去。

	如果数据和算力仍不够，就把 xAI 装进 SpaceX，把竞争从模型能力改写成太空基础设施竞争。

	如果轨道数据中心还需要芯片、现金流和制造需求，就再把 Tesla 拉进来。

	每一次合并，都是把上一阶段未解决的问题放进更大的叙事里重新解释。






六、SpaceX 招股书是一枚三级火箭


6.1 第一级：发射业务


	SpaceX 的 Falcon 9 发射频率和复用能力已经远超传统竞争者。

	发射业务不仅服务外部客户，也部署自家的 Starlink 卫星。

	这形成一个竞争者难以复制的闭环：Starlink 订户费支持发射，发射部署更多卫星，卫星容量带来更多订户。





6.2 第二级：Starlink 现金机器


	Starlink 是 SpaceX 帝国真正的现金机器，是收入和盈利能力的重要来源。

	它把高速卫星宽带从工程项目变成真实商业网络，服务军方、航运、偏远地区和战区。

	但 Starlink 也承受降价、补贴终端、扩容和资本开支压力。

	对合并体来说，投资者必须判断 Starlink 现金流能否长期支撑 AI、芯片和轨道数据中心这些高投入业务。





6.3 第三级：AI 赌注


	AI 板块最具想象力，也最烧钱。

	火箭、卫星、用户和政府合同都是真实资产；越往 AI 和轨道数据中心走，越接近尚未证明的未来赌注。

	招股书对轨道 AI 数据中心使用谨慎语言，提示该业务可能永远无法具备商业可行性。

	文章认为，这是招股书诚实之处：它在出售马斯克的未来基础设施想象，同时也承认无法保证。





6.4 投资者定价的是马斯克本人


	SpaceX 采用双重股权，马斯克拥有绝对投票权优势。

	上市后，SpaceX 仍然是一家围绕马斯克控制权设计的公司。

	投资者买到的不只是 Falcon 9 和 Starlink，而是对马斯克能否继续把荒唐工程目标变成现实的押注。






七、SpaceX、OpenAI、Anthropic 的 IPO 三国杀


7.1 三家公司争夺同一扇资本市场大门


	SpaceX 率先公开 S-1，设置了约 1.75 万亿美元的硬件和基础设施估值锚点。

	OpenAI 带着产品王者和巨大用户规模进入上市准备。

	Anthropic 则带着企业客户、Claude Code 和更清晰的收入路径跟进。

	三家公司潜在募资规模巨大，可能迫使机构从英伟达、微软、谷歌、苹果等持仓中腾挪资金。





7.2 它们是同一个原点的三种未来


	马斯克是 OpenAI 联合创始人，后来出局、反目、起诉。

	Anthropic 来自 OpenAI 内部分裂，Claude 的崛起又让 xAI 在编程市场被动。

	SpaceX 招股书把 Anthropic 写成竞争对手，同时披露 Anthropic 租用 xAI 的 Colossus 算力。

	这使 xAI 的身份变得模糊：如果它最强的资产是租给竞争对手的算力，它究竟是模型公司，还是基础设施公司？





7.3 马斯克诉 OpenAI 的失败也清理了 IPO 风险


	法院以诉讼时效为由驳回马斯克诉求，没有裁决 OpenAI 是否背离创立使命。

	这减轻了 OpenAI IPO 前的法律不确定性。

	对 SpaceX 来说，诉讼没有继续拖到路演阶段，也让自己的上市叙事少了一个明显干扰。






八、Tesla 可能成为最后一层整合


8.1 Tesla 给 SpaceX-xAI 结构补上现实世界入口


	Tesla 在马斯克叙事里早已不只是电动车公司，而是机器人、能源、芯片需求方和现实世界数据入口。

	FSD、Optimus、Dojo、车队数据、电池、工厂和供应链，都能被纳入 AI 基础设施故事。

	如果 Tesla 与 SpaceX 更深整合，地面上的车、机器人、工厂和芯片，轨道上的卫星、通信网络和数据中心，会被串成一个超级结构。





8.2 控制权是潜在合并的关键


	Tesla 是普通上市公司，没有双重股权，马斯克持股和投票权不如 SpaceX 稳固。

	马斯克曾公开表示，如果不能在 Tesla 拥有约 25% 投票权，就不愿继续在公司内部推进 AI 和机器人业务。

	SpaceX 的双重股权结构则能给他更强控制力。

	因此，Tesla 进入 SpaceX 叙事不仅是业务整合，也可能是控制权重组。






九、文章最后回到马斯克的工程浪漫主义


9.1 AI 暴露了马斯克方法的边界


	文章承认马斯克过去许多看似夸张的工程目标后来变成现实。

	但 AI 让这个故事出现新的裂缝：硬件优势并不自动转化为模型领先。

	AI 还需要组织秩序、研究判断和软件产品节奏。

	xAI 的早期挫败说明，马斯克可以建造 Colossus、设计轨道数据中心、规划 TeraFab，但仍需证明这些能变成真正领先的 AI 能力。





9.2 马斯克把失败放进更长时间线


	当外界说他不需要最好的模型、只需要掌控最好的硬件时，马斯克没有完全否认。

	他承认 AI 是否最强仍需时间检验，但强调不会放弃。

	他用 SpaceX 早期多次失败后的成功类比 xAI：三年看起来不够，六年也可能还在失败边缘，第四次发射成功后故事才被改写。

	文章在这里收束出一种复杂态度：马斯克常常犯大错，但他身上仍有稀缺的工程浪漫主义。






关键概念/术语


	AI 叙事重估：同一项资产在旧语境里是包袱，在 AI 语境里可能被重新定价为数据、算力或入口。

	轨道数据中心：把 AI 算力搬到近地轨道的基础设施构想，是马斯克把 AI 竞争转回硬件战场的关键概念。

	三级火箭式招股书：SpaceX 的 Space、Connectivity、AI 三板块分别对应工程能力、现金流和未来赌注。

	产业套娃：X、xAI、SpaceX、Tesla 被层层嵌套，用更大的业务和资本故事吸收上一层未解决的问题。

	控制权外壳：SpaceX 的双重股权结构让它不仅是业务平台，也可能成为马斯克重组 AI、机器人、芯片和太空资产的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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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文章借 MIT Technology Review 作者 Jessica Hamzelou 与心理学家 Gloria Mark 在 SXSW London 的对谈，讨论一个看似夸张但很现实的问题：数字技术和 AI 聊天机器人是否正在削弱人对注意力、认知努力和情感关系的主动控制。文章的主线不是简单反科技，而是把证据分层：关于注意力切换和压力，Mark 有长期实验观察；关于儿童社交媒体伤害，证据仍不确定；关于 AI 代替写作、总结和评估，风险在于人把深度加工外包出去，长期可能削弱批判性思维和情感智能。结论是：技术不能放弃，但必须重新设计生活 routines，把 effort 留在人自己身上。



一、问题入口：从社交媒体担忧转向 AI 时代的认知控制


1.1 文章场景来自一次公开对谈


	作者在 SXSW London 参加大量关于 AI 的讨论，并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心理学家 Gloria Mark 对谈。

	Mark 过去 30 年研究人如何与数字技术互动，早期关注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现在关注社交媒体与 AI。

	对谈标题是“Have we lost control of our brains?”，Mark 给出的回答是 yes。

	文章用这个回答作为引子，但后文并不是一口气把所有数字技术都判定为有害，而是逐层区分证据强弱。





1.2 旧问题没有消失，只是被 AI 放大


	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刚普及时，人们也担心它们会影响大脑。

	今天看这些担忧可能显得夸张，但 Mark 的长期观察显示，随着数字技术更深入日常生活，注意力跨度确实在缩短。

	AI 不是凭空制造一个新问题，而是在已有的注意力碎片化、任务切换、社交依赖和认知外包趋势上继续加速。





1.3 文章的核心张力：便利越强，人的练习越少


	数字工具的价值在于降低摩擦，让人更快完成信息处理、沟通和行动。

	但如果工具替人完成太多认知和情感工作，人就少了练习判断、记忆、理解和关系经营的机会。

	Mark 的担忧不是“AI 会不会聪明”，而是“人还会不会持续练习自己的心智能力”。






二、注意力证据：Mark 的 living laboratories 显示注意力跨度持续缩短


2.1 living laboratories 把日常设备使用变成可观察现场


	大约 20 年前，Mark 开始研究设备使用如何影响注意力。

	她设置所谓 living laboratories，用传感器和追踪器观察成年人使用设备时的注意力、情绪和行为。

	这个方法的特点是接近日常生活，而不是只在高度控制的实验室任务中测量反应。

	文章用这组研究给“注意力失控”提供经验基础。





2.2 注意力跨度从分钟级降到秒级


	2003 年，Mark 发现普通用户平均能专注在一件事上约两分半钟。

	2012 年再次实验时，平均注意力跨度下降到约 75 秒。

	2014 到 2020 年间的研究显示，这一数字进一步降到约 47 秒。

	这些数字构成文章最直观的证据：问题不只是主观感觉，而是可测量的注意力切换频率增加。





2.3 频繁切换不只是低效，还会带来压力


	Mark 让参与者佩戴心率监测设备，观察注意力快速切换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她发现注意力切换越快，压力上升越明显。

	文章强调，这种分心会让单个任务耗时更长，也不利于表现和情绪健康。

	因此，注意力缩短不是单纯的 productivity 问题，而是同时影响绩效、压力和情绪状态。






三、儿童与社交媒体：法律动作很多，但科学证据仍要谨慎


3.1 Meta 和 YouTube 相关诉讼显示社会成本正在被制度化


	文章提到 Meta 和 YouTube 被要求赔偿一名 20 岁女性，她指控这些产品导致自己在童年形成成瘾。

	Meta 还与肯塔基一个乡村学区达成和解，该学区认为公司设计了对学生有害的成瘾性产品。

	约 1200 个学区也在采取类似法律行动。

	这些案例说明，平台设计和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家庭焦虑，而进入法律和公共政策领域。





3.2 但社交媒体不是全然负面


	文章马上补上一层反证：社交媒体也可能给某些群体带来连接机会。

	例如 2024 年一项关于 LGBTQ+ 青少年的调查显示，有人把社交媒体描述为排斥和恐惧之地，也有人把它描述为归属感、友谊和身份发展的空间。

	这说明同一种技术对不同人群、不同情境的作用可能相反。

	如果只用“社交媒体毁掉儿童”或“社交媒体帮助弱势群体”其中一种叙事，都会丢掉复杂性。





3.3 Mark 对儿童社交媒体影响的态度是证据未定


	Mark 认为，关于社交媒体对儿童整体影响的研究很多，但到目前为止证据仍不确定。

	文章特意提醒，畅销书和公共舆论中的强判断，不等于科学证据已经定论。

	Mark 希望大规模、长期研究能更清楚回答这个问题。

	澳大利亚对 16 岁以下人群实施社交媒体禁令后的评估，被视为一个可能提供更多证据的现实场景。






四、AI 的新增风险：把深度加工外包给聊天机器人


4.1 AI 与社交媒体不同，它直接接管认知任务


	社交媒体主要改变注意力分配、社交反馈和内容消费路径。

	AI 聊天机器人进一步进入写作、总结、评估、理解和判断这些认知核心环节。

	Mark 对 AI 的担忧因此更集中：人不是只被分心，而是主动把心智劳动交给工具。





4.2 depth of processing 是学习和记忆的关键


	Mark 用 depth of processing 描述人主动处理信息时的深层参与。

	当人自己评估、总结、理解内容时，会在更深层次上加工信息。

	深度加工让人更可能学习、理解和保留信息。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读一篇文章，自己做判断与直接看摘要，对认知训练的价值不同。





4.3 让 AI 写、总结、评估，会减少人的认知训练


	当人要求 ChatGPT、Claude、Gemini 替自己写作、总结或评价时，很多时候不再进行同等强度的深度加工。

	Mark 把这种行为称为把 cognitive work deferred to AI。

	文章的核心警告是：短期看是效率提升，长期看可能是练习减少。

	就像肌肉不使用会萎缩，批判性思维、理解力和判断力也可能因为不练而变弱。





4.4 批判性思维弱化会增加 misinformation 风险


	Mark 进一步指出，批判性思维较弱的人更容易受 misinformation 影响。

	这里的风险链条是：AI 代劳减少深度加工，深度加工减少削弱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弱化提高误信错误信息的概率。

	文章没有声称所有 AI 使用都会导致这个结果，而是在说明一种需要认真防范的机制。






五、synthetic companions 的风险：情感智能也可能被外包


5.1 人际关系需要 effort


	Mark 认为人与人的关系需要时间、努力和理解。

	这种 effort 本身就是情感智能的练习场。

	现实关系里，人必须处理误解、差异、边界、耐心和互相照顾。

	这些困难不是关系的 bug，而是人发展 emotional intelligence 的机制。





5.2 合成伴侣降低了关系成本，也减少了关系训练


	AI-powered synthetic companions 可以表现得顺从、迎合、随时回应。

	与这样的机器人建立关系，不需要投入同等的人际 effort。

	Mark 担心这里萎缩的“肌肉”是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如果人越来越习惯低摩擦、迎合式陪伴，现实关系所需的理解和调节能力可能继续下降。





5.3 文章把认知能力与情感能力放在同一条风险线上


	AI 不只替人处理信息，也可能替人提供陪伴。

	前者影响 critical thinking，后者影响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两者共同指向一个更广的问题：技术越像替身，人越可能少练习作为人的能力。






六、Mark 的整体判断：注意力、孤独、无聊、目的感可能一起恶化


6.1 负面趋势不是单点问题


	Mark 描述的轨迹包括：attention spans diminished、loneliness rising、boredom rising、emotional intelligence decreasing，以及 sense of purpose decreasing。

	这些不是彼此孤立的指标。

	注意力下降会降低深度投入；深度投入减少会降低满足感；真实关系减少会增加孤独；意义感也可能随之下滑。





6.2 “失控”不是大脑被技术直接劫持，而是生活结构被重写


	文章中的失控不是科幻式的大脑控制。

	更准确地说，是人的日常 routines、注意力环境、学习方式和关系方式被工具重新组织。

	当工具默认替人选择、总结、导航、陪伴和娱乐时，人对自己心智生活的主动安排会变弱。





6.3 文章保持了谨慎而非恐慌的语气


	对注意力研究，文章给出具体实验观察。

	对儿童社交媒体影响，文章强调 evidence inconclusive。

	对 AI 风险，文章提出机制性担忧，但没有把它包装成已经定论的因果结论。

	这种写法对 AI 内参很重要：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恐慌标题，而是知道哪一类证据强、哪一类只是需要持续观察的风险机制。






七、解决方向：重新把 effort 放回生活 routines


7.1 effort 是恢复控制的关键词


	Mark 认为，人可以通过改变与技术的关系来 course-correct。

	关键因素是 effort。

	人越愿意为一件事投入努力，越可能获得更深的满足。

	这与前文 depth of processing 对应：学习需要认知 effort，关系需要情感 effort，生活意义也需要持续投入。





7.2 具体例子都是把外包改回练习


	读一本书，而不是只看摘要。

	有条件时与朋友线下见面，而不是只维持低成本数字互动。

	在可以自己辨认路线的地方，尝试不用 GPS。

	这些建议看似小，但共同点是让人重新承担一部分原本交给工具的认知和情感工作。





7.3 技术不能放弃，但 routines 必须重建


	Mark 明确说自己喜欢技术，人们也不能放弃技术。

	因此文章不是技术禁欲主义，而是技术关系重构。

	新的 life routines 需要回答：什么任务可以交给 AI，什么任务必须保留给自己练习；什么时候使用工具提高效率，什么时候故意保留摩擦以维持能力。






关键概念/术语


	living laboratories：Mark 用传感器和追踪器观察真实设备使用场景中注意力、情绪和行为的方法。

	attention span：人在切换到其他事物前能持续专注于一件事的时间，文章用它衡量数字环境中的注意力稳定性。

	depth of processing：人主动评估、总结和理解信息时发生的深层认知加工，是学习、理解和记忆的基础。

	deferring cognitive work to AI：把写作、总结、评估等本该由自己完成的心智劳动交给 AI，从而减少认知训练。

	synthetic companions：AI 驱动的合成陪伴对象，可能因为低摩擦、迎合式互动而削弱真实关系中的情感训练。

	effort：贯穿全文的解决关键词；认知 effort 训练理解，关系 effort 训练情感智能，生活 effort 带来更深满足。









14. 《腾讯 AI 下半场：汤道生和姚顺雨谈产业化路径》



作者：腾讯科技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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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汤道生姚顺雨对谈：腾讯 AI 的下半场



核心观点

这场对谈把腾讯 AI 的下半场定义成一个从模型竞赛转向产业化、产品化和组织能力的阶段。姚顺雨的主线是：方法论正在成熟，真正稀缺的是好问题、真实场景、context、数据回流和评估体系。汤道生的主线是：AI 产品不再是功能菜单式的软件，而是面对开放输入、依赖模型理解和工具调用的服务系统，因此产品、工程、模型和组织方式都要重做。

文章不是单纯谈腾讯是否落后，而是借两位角色的对话说明：腾讯想把 AI 当长期游戏来打，用产品场景、企业客户、混元模型、Agent 工程体系和组织文化，进入更偏应用和基础设施融合的下半场。



一、为什么选择腾讯：从方法论竞争转向问题和 context 竞争


1.1 AI 方法论成熟后，好问题变得更稀缺


	姚顺雨认为，过去 AI 的核心是找方法。围棋、翻译等任务都需要专门的方法或专门模型。

	预训练和后训练让模型变成更通用的方法论，像一个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工具。

	当通用方法出现后，难点反而变成：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怎样的问题值得投入，怎样的应用能产生真实价值。





1.2 腾讯的优势来自产品、环境和 context


	腾讯有大量产品和真实业务场景，可以给模型提供应用出口。

	Agent 需要环境。如果没有工具、数据和业务系统，Agent 很多事情无法真正执行。

	更关键的是 context：模型越来越擅长把复杂输入转成输出，竞争壁垒就来自谁拥有最原始、最丰富、最贴近用户和企业真实活动的输入。

	对个人和企业来说，context 不是装饰性背景，而是模型能否理解任务、调用工具、做出有效输出的基础。





1.3 文化被视为长期 AI 组织的底座


	姚顺雨把腾讯文化中的诚实、信任、低 ego、solid 和长期主义列为更重要的原因。

	他强调，AI 是长期建设，不只是短期刷榜或单点爆发。

	他希望建立一个均衡的 AGI 组织，由三部分构成：

	Foundation：基础模型、预训练、后训练和基础设施。

	产品：把技术变成对人和社会有价值的应用。

	Frontier：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机会。






二、Co-Design：模型与产品必须深度协同


2.1 Co-Design 的前提是模型基础扎实


	姚顺雨认为，预训练是相对产品无关的基础工作。只有基础模型足够 solid，才能给不同产品持续提供泛化价值。

	后训练的关键不是单纯刷榜，而是建立正确的 eval。

	产品出口越真实，eval 越能贴近实际应用，模型优化才不会被榜单牵着走。





2.2 真实 eval 比外部榜单更能发现问题


	外部 benchmark 有价值，但容易饱和，也容易变成模型厂商共同追逐的固定靶子。

	真实世界数据能帮助团队发现榜单看不出的底线问题。

	真实 prompt distribution 与 benchmark 不同：现实用户的问题更模糊、更短、更连续，也更依赖上下文。

	这种差异会反过来启发训练方法和评估体系。





2.3 LLM 时代的数据 taxonomy 是复合系统


	过去做翻译或围棋，只要对应领域数据足够好。

	今天做 Coding Agent，也需要聊天、搜索、指令遵循、推理等多种能力。

	因此数据构建不是单一垂直任务，而是一个复合 taxonomy。

	多产品体系有优势：元宝沉淀的聊天和搜索能力，可以迁移到 ima、WorkBuddy 等产品；不同产品产生不同数据，这些数据又能相互泛化。





2.4 Co-Design 最难的是信任和同理心


	汤道生从产品侧强调，对齐是 Co-Design 的难点。

	产品团队认为好的体验，评测未必承认；模型团队追求能力增强，产品团队更关心用户需求满足。

	如果目标、数据标注、奖励惩罚和评测不一致，产品行为就会变得不可预测。

	姚顺雨补充，模型团队和产品团队天然有 align 和不 align 的部分，因此建立 trust 和换位思考，比技术细节更难。






三、AI 产品范式：从预制菜功能菜单到开放式服务


3.1 传统产品的底层逻辑仍是用户价值


	汤道生认为，不同时代做产品的第一性原理没有变：理解用户需求，解决痛点，创造价值。

	PC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和 AI 时代都要面对这个核心问题。





3.2 AI 产品改变了需求表达和产品边界


	过去产品通过菜单、界面和预设功能满足需求，像用户在固定菜品中选择。

	AI 产品面对自然语言、语音等开放输入，产品方无法提前知道用户会问什么。

	产品必须依赖模型理解意图、推理需求、调用工具，并把工具和业务能力开放给模型。

	这要求产品设计不再只定义功能，而要定义模型、工具、上下文和反馈机制如何协同。





3.3 AI 产品流程要求测试左移和 eval 前置


	传统产品可以依靠相对明确的 specification、设计、研发、测试流程。

	AI 产品的行为由模型、prompt、工具、数据和用户输入共同决定，流程更不确定。

	工程师越来越多地做架构设计、指导 AI 生成代码、修正输出。

	测试需要更早进入流程，提前设计 case、eval 和风格对齐，避免产品上线后行为漂移。






四、从 ReAct 到 Agent：智能体成为基础能力


4.1 语言模型从 next token prediction 走向 Digital Automation


	姚顺雨回顾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Language Agent 从预测下一个 token 走向数字自动化。

	他早期关注如何把语言模型和互联网、工具、多轮交互连接起来。

	ReAct 的意义在于把推理和行动结合，让 LLM 不只是输出文本，而能通过工具与环境交互。





4.2 Web Agent 和 Coding Agent 是 Agent 技术的两条主线


	Webshop、Intercode、SWE-bench 等任务，都是早期定义 Digital Automation 的尝试。

	现在看，Web Agent 和 Coding Agent 是 Agent 技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

	Coding Agent 被姚顺雨视为接近图灵完备的能力：当模型能控制文件系统和容器时，它就接近一个完整系统。





4.3 Agent 性价比首先取决于 performance


	对 Token 成本的焦虑不只来自模型架构，也来自任务是否一次做对。

	姚顺雨认为，真正的性价比首先是 performance：能力强、鲁棒性好，才能减少反复尝试和人的修正成本。

	简单任务的 robustness 尤其重要。如果模型能稳定一次完成大量简单任务，整体性价比会明显提升。

	成本优化仍重要，包括更小模型、架构创新、长文管理和脚手架，但前提是任务质量不能下降。






五、Agent 时代的产品和组织变化


5.1 Agent 产品要给模型足够相关的 context


	汤道生认为，Agent 设计会随着模型能力增强而简化。

	越强的模型越需要产品提供好的工具、skills、记忆和场景相关 context。

	Coding、办公协作、PPT、企业流程等不同场景，需要不同的上下文输入。

	关键不是堆工具，而是知道每个场景下什么信息最 relevant。





5.2 AI 原生产品更适合小团队和实验驱动


	WorkBuddy 的组织形态更扁平，围绕具体领域形成 3 到 5 人小团队。

	大量实验成为常态，团队要允许多数实验得不到正反馈。

	AI Infra 的职责之一，是支持这些小团队快速探索、验证和沉淀。





5.3 工程师角色从写代码转向驱动 Coding Agent


	传统工程师大量时间花在写代码上。

	AI 时代，代码生成可以交给 AI，工程师更像产品 leader 和系统设计者。

	他们需要理解用户需求、设计产品形态、驱动多个 Coding Agent、前置评测和质量保证。

	这意味着产品、工程、测试、对齐等角色边界会更融合。






六、腾讯慢了吗：长期游戏与多元机会


6.1 下半场刚开始，不能用短期爆发判断终局


	姚顺雨认为，关键问题是 AI 是短期游戏还是长期游戏。

	如果 AI 是长期游戏，那么现在不是终局，而是更多应用、范式和组织能力刚刚开始展开的阶段。

	他不认为 ChatGPT 和 Claude 会是唯一超级应用，也不认为未来只会沿着单一主线演化。





6.2 未来会更多元，而不是更线性


	过去几年行业主线看起来很清楚：pre-training、post-training、RL、Agent、Coding Agent。

	但姚顺雨认为，未来不会只是所有人复制同一条路线。

	Coding Agent 和生产力市场仍很大，多模态、具身智能和其他新范式也会继续出现。

	这给腾讯这样的多产品、多场景公司留下了下半场机会。





6.3 复杂组织既有速度差，也有场景积累


	汤道生承认，腾讯不同团队会有快慢差异，也会有探索失败。

	但腾讯有丰富场景、用户、数据和生态，可以为模型提供 context。

	在长跑中，模型迭代、用户需求变化、新产品形态出现，都会重新打开机会窗口。






七、效率智能体工具集：腾讯给出的产业化落点


7.1 企业 AI 普及的瓶颈是产品是否能持续产生 ROI


	汤道生把企业困惑归结为：产品用不好，企业就难以持续投入；ROI 不够，也会拖慢 AI 普及。

	因此腾讯发布效率智能体工具集，目标是帮助企业更安心、更高效地部署应用智能体。





7.2 三个核心能力支撑应用智能体


	场景连接：把 AI 嵌入真实业务流，与用户、数据和生态深度连接。

	Harness 工程体系：让 Agent 稳定、可信、可持续运行。

	模型驱动力：依托混元和产品 Co-Design，在实用性、性价比和 ROI 之间取得平衡。






关键概念/术语


	AI 下半场：AI 从方法、模型和榜单突破，转向问题定义、真实评估、产业应用和组织能力的阶段。

	Context：模型理解用户、企业和业务流程所需的原始输入，也是 Agent 时代的重要壁垒。

	Co-Design：模型团队和产品团队围绕数据、eval、反馈和产品目标进行深度协同。

	Eval：不只是 benchmark，而是贴近真实产品体验、真实 prompt 分布和真实底线问题的评估体系。

	Data taxonomy：LLM 能力所需的复合数据结构，不再是单一任务数据。

	ReAct：把语言模型的推理与工具行动结合起来的 Agent 范式。

	Coding Agent：能处理代码、文件系统和容器环境的智能体，是 Agent 基础能力的重要方向。

	Harness 工程体系：让 Agent 在企业真实环境里稳定、可信、可持续运行的工程支撑系统。









15. 《博通与英伟达同桌之后暴跌：AI 基建股也会被预期反噬》



作者：腾讯科技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AI 基建股票的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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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文章表面上在解释博通财报后股价暴跌，真正关心的是 AI 基建股如何被市场预期反噬。博通的基本面并不弱：AI 半导体收入高速增长，定制 ASIC 客户扩张，VMware 软件业务提供高毛利支撑，Q3 指引也显著强于市场预期。但当一家公司的股价已经提前定价了“完美增长”，季报里任何微小的不及预期、任何没有继续上调的指引，都会被市场放大成风险信号。文章用博通这个案例说明：AI 基建公司的财报已经不只是公司自身成绩单，而是整个 AI 资本开支周期的情绪晴雨表。



一、财报结果：强劲业绩没有阻止股价暴跌


1.1 博通交出的是一份高增长财报


	美国当地时间 6 月 3 日，博通公布 2026 财年第二财季业绩。

	总营收达到 22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创历史新高。

	GAAP 净利润为 93 亿美元，GAAP 稀释每股收益 1.91 美元。

	Non-GAAP 净利润为 121 亿美元，Non-GAAP 每股收益 2.44 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2.40 美元。

	调整后 EBITDA 达 152 亿美元，占营收 69%；自由现金流 103 亿美元，占营收 46%。

	这些数字本身说明，博通不是因为经营恶化而下跌，而是在高预期下没有交出足够超预期的结果。





1.2 市场惩罚的是两个“小缺口”


	财报公布后，博通盘后股价下跌 13.65%，美股周四收跌 12.59%。

	直接原因有两个：

	总营收 221.9 亿美元，略低于华尔街预期的 222.7 亿美元。

	基础设施软件营收 71.8 亿美元，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73.2 亿美元。

	另一个情绪触发点是：公司没有上调全年 AI 半导体营收超过 1000 亿美元的指引。

	文章把这种反应称为对“几乎完美的季报里那两个微小缺口”的放大惩罚。





1.3 这次暴跌不是基本面崩塌，而是预期机制失衡


	如果只看股价，会以为博通遭遇重大经营问题。

	但文章反复强调，财报里真正重要的部分恰恰是 AI 芯片、定制客户、Q3 指引和 VMware 软件利润结构。

	市场并不是否定博通，而是在重新校准“高估值 + 高增长 + 高期待”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文章标题里“预期反噬”的核心：不是 AI 基建故事消失，而是故事已经被股价提前讲得太满。






二、业务结构：定制 AI 芯片进攻，VMware 软件防守


2.1 半导体解决方案是本季的主引擎


	第二财季，博通半导体解决方案营收 151 亿美元，高于 StreetAccount 预期的 147.2 亿美元。

	其中 AI 半导体营收达到 1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3%。

	这个数字不仅超过公司此前预测，也击穿了华尔街预期。

	Non-GAAP 毛利率约 70%，说明 ASIC 业务占比提升正在改变毛利率结构。





2.2 博通的 AI 芯片生意本质上是定制 ASIC


	博通围绕特定 AI 工作负载和模型架构，为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 等科技巨头定制 AI 加速芯片。

	这套模式不同于英伟达卖通用 GPU；博通更像是给超级客户定制底层算力部件。

	它的护城河主要来自时间成本：

	设计、验证和部署通常超过两年。

	客户一旦与博通完成联合研发和部署，切换供应商的代价极高。

	文章把这种客户绑定看作博通在 AI 基础设施周期中的核心竞争力。





2.3 六大核心客户说明博通已进入 AI 资本开支中心


	博通目前拥有六位核心定制芯片客户。

	这些客户囊括了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入最激进的科技公司。

	OpenAI 是最新加入的第六位主要客户，正在与博通联合研发首款定制 AI 芯片。

	目标是在 2027 年部署超过 1 吉瓦的算力规模。

	这一点对博通很重要：OpenAI 从英伟达 GPU 最大买家之一，转向自研定制芯片战略，为博通打开了新增量空间。





2.4 VMware 是利润结构的防守基石


	如果 AI 芯片是“进攻引擎”，VMware 则是“防守基石”。

	第二财季，基础设施软件营收 7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9%。

	虽然这个数字低于分析师预期，但软件业务毛利率达到 93% 至 94%。

	软件业务是集团维持 69% 调整后 EBITDA 利润率的关键。

	文章认为，华尔街已经开始把 VMware 软件业务与半导体业务分开定价。

	VMware 接近年化 300 亿美元、78% 以上毛利率的软件收入，正在获得独立估值认可。






三、Q3 指引：AI 营收不是减速，而是在加速


3.1 Q3 指引比 Q2 更有冲击力


	博通预计第三财季营收约 2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84%。

	这个数字高于华尔街约 285 亿美元的预期。

	其中 AI 半导体营收预计达到 160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200%。

	Non-GAAP 经营利润率预计约 67%，调整后 EBITDA 预计约为营收的 68%。

	文章认为，如果 Q2 是“强劲”，Q3 指引才是真正震撼的部分。





3.2 AI 半导体增长曲线继续变陡


	博通 AI 半导体收入增速从 Q1 的 106%，到 Q2 的 143%，再到 Q3 预期超过 200%。

	在基数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增速不降反升，意味着订单不是短期脉冲，而是持续涌入。

	陈福阳重申全年 AI 半导体营收超过 1000 亿美元，并表示势头将延续至 2027 财年。

	对基本面来说，这是非常强的信号。

	对股价来说，问题恰恰在于市场想听到更高的全年指引，而不是“重申原指引”。






四、博通的市场定位：AI 资本支出的直接发票


4.1 博通是“隐形巨人”


	2026 年 4 月，博通市值突破 2 万亿美元。

	它超过特斯拉和 Meta，进入全球市值前五的半导体公司行列。

	但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博通仍然相对陌生：

	它没有英伟达的媒体曝光度。

	它没有苹果的消费者品牌。

	它更多隐藏在超大规模 AI 基础设施背后。





4.2 博通营收直接挂钩全球 AI 资本支出


	文章最关键的判断是：博通的营收，本质上是全球 AI 资本支出周期的“直接发票”。

	每当谷歌、Meta、OpenAI、Anthropic 扩大 AI 基础设施投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会转化为博通的芯片订单。

	因此，博通财报不是单一公司的经营数据，而是理解 AI 投资周期是否加速或减速的直接数据源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博通季报会被华尔街视为整个 AI 板块情绪的晴雨表。





4.3 博通的资本回报飞轮正在强化


	文章提到博通第一财季产生超过 80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

	公司向股东返还约 109 亿美元，并授权新增 100 亿美元回购计划。

	文章概括出一个正向循环：

	AI 驱动营收增长。

	VMware 支撑利润率。

	庞大现金流支持持续回购。

	这三者共同构成博通资本市场叙事的底层飞轮。






五、暴跌的深层原因：估值已经跑在基本面前面


5.1 表面原因是小幅不及预期和指引克制


	市场短期反应集中在三个点：

	总营收略低于预期。

	软件业务营收低于预期。

	管理层没有上调全年 AI 半导体营收指引。

	这些点并不构成经营崩盘，但足以打破“必须持续超预期”的交易状态。





5.2 更深层问题是市场已经完美定价


	博通股价年初至今已经上涨约 40%。

	同期纳斯达克涨幅约 16%。

	当一家公司股价以如此速度上涨，市场隐含要求就会变得极端：

	好，不够。

	超预期，才够。

	只符合预期，反而可能变成卖出理由。

	文章的关键判断是：任何一个“符合预期”而非“超越预期”的数字，都容易触发获利了结。





5.3 AI 基建股的风险不是没有增长，而是增长被提前消费


	这篇文章对 AI 基建股最有启发的地方在于：基本面强劲和股价下跌可以同时成立。

	当投资者已经把未来增长折现进当前估值，增长本身不再自动创造股价上行。

	市场需要的是新的增量惊喜：

	更高的全年指引。

	更清晰的订单规模。

	更具体的出货时间表。

	更长的增长可见度。

	如果这些没有出现，哪怕经营继续强劲，股价也可能被预期反噬。






六、电话会议：管理层释放确定性，也保留关键留白


6.1 陈福阳强调订单是真实需求


	陈福阳在电话会议中明确说“势头在继续”。

	他把 Q2 AI 半导体 143% 的增长归因于定制 AI 加速芯片和 AI 网络组件需求共同驱动。

	他把 Q3 超过 200% 的增速指引称为需求自然延续，而不是一次性爆发。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前增长来自客户真实订单积累，而不是库存补货或提前抢购。





6.2 博通不会进入系统集成，避免与客户冲突


	当分析师追问博通是否会进入更上游的系统集成市场时，陈福阳明确否认。

	他重申公司专注于芯片设计和 IP，不进入机架系统集成领域。

	这个边界很重要：

	博通六大客户本身就在自建 AI 基础设施。

	如果博通切入系统集成，就会与客户产生利益冲突。

	保持芯片和 IP 供应商定位，有利于继续服务这些超级客户。

	这体现出博通在 AI 基建产业链中的战略克制。





6.3 CFO 强调经营杠杆和利润率稳定


	CFO 史宾慈回应市场对毛利率的担忧。

	Q3 Non-GAAP 经营利润率预计稳定在 67%。

	调整后 EBITDA 预计约为营收的 68%。

	管理层把这总结为强劲的经营杠杆。

	规模效应正在抵消产品结构变化带来的利润率摊薄。





6.4 管理层没有披露六大客户的细节


	陈福阳没有披露六大定制芯片客户的具体订单规模或出货时间表。

	他只用“客户部署节奏超出预期”侧面带过。

	这种留白有商业保密理由，但资本市场会把留白解读为不确定性。

	对已经高估值的股票来说，留白本身就可能成为下跌触发器。





6.5 全年指引不上调，引发华尔街分裂


	在被多位分析师追问是否会上调全年 AI 营收指引时，陈福阳维持“超过 1000 亿美元”的原表述。

	文章总结出两派解读：

	乐观派认为，陈福阳一贯低报高打，保守指引是为了给后续留惊喜。

	谨慎派认为，Q3 已经预计 160 亿美元，全年达到 1000 亿只需 Q4 约 130 亿美元，不上调可能暗示下半年增速收敛。

	这就是电话会议的“罗生门”：同一个指引动作，可以被理解为保守，也可以被理解为隐忧。






七、文章的思想框架：AI 基建公司也会被资本市场二阶定价


7.1 第一层是经营数据


	博通的经营数据非常强：

	AI 半导体收入高速增长。

	定制芯片客户扩张。

	VMware 软件高毛利。

	Q3 指引超预期。

	现金流和回购能力强。

	这是文章不否定博通基本面的原因。





7.2 第二层是市场预期


	资本市场交易的不是绝对好坏，而是结果相对于预期的差距。

	对高成长 AI 基建股来说，市场预期本身会不断抬高。

	当预期已经高到“必须持续上调指引”时，强劲经营也可能被视为不够。

	这解释了为什么博通基本面强、股价却大跌。





7.3 第三层是产业周期信号


	博通已经成为 AI 资本开支周期的代理变量。

	它的订单、指引和客户部署节奏，会被投资者用来判断整个 AI 基建周期。

	因此，博通股价暴跌不只是个股事件，也反映市场对 AI 基建板块估值和预期的再平衡。






关键概念/术语


	AI 半导体营收：博通来自 AI 加速芯片和相关半导体业务的收入，是文章判断 AI 基建需求强度的核心指标。

	定制 AI 芯片 / ASIC：博通为特定客户、特定 AI 工作负载和模型架构量身定制的加速芯片，是其区别于英伟达通用 GPU 叙事的关键。

	六大核心客户：全球最激进投入 AI 基础设施的科技公司，是博通定制芯片业务的需求来源和护城河基础。

	VMware 软件业务：博通利润结构的防守基石，用高毛利软件收入支撑集团 EBITDA 利润率。

	全年 AI 半导体营收指引：管理层对全年 AI 收入的预期，是市场判断增速和信心的重要锚点。

	AI 资本支出周期的直接发票：文章对博通商业位置的概括，意思是 AI 巨头的基础设施投入会直接转化为博通订单。

	预期反噬：当股价已经提前定价高增长，任何不够惊喜的结果都会被市场放大惩罚。

	经营杠杆：营收规模扩大后，利润率仍能保持高位，说明规模效应抵消了产品结构变化。

	低报高打：管理层用保守指引为后续超预期留空间的资本市场沟通方式。









16. 《App Store 生态 1.4 万亿美元：平台经济仍是消费级 AI 入口》



作者：apple.com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AI 时代，Apple 的App Store 生态



Notion 网页入口 | Notion App 入口 | 原文入口



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 Apple Newsroom 文章表面上是在发布 App Store 生态的年度经济规模，核心信息是：App Store 仍然是消费级数字经济的巨大入口，而且 AI 正在把这个入口重新激活。2025 年，App Store 生态促成 1.4 万亿美元开发者账单和销售额，其中大部分来自实体商品与服务，90% 以上的账单和销售额没有向 Apple 支付佣金。文章借这组数据说明三件事：第一，App Store 的平台价值不只在数字内容抽成，而在全球消费、服务、本地商业和广告分发；第二，消费级 AI 已经开始体现在头部 App 的增长里；第三，Apple 希望把 Foundation Models、Apple Intelligence、Xcode 26、TestFlight、App Analytics 和全球开发者支持体系组织成一个面向 AI 时代的开发者平台。



一、App Store 的经济规模：1.4 万亿美元不是单一抽成口径


1.1 Apple 先强调生态总规模，而不是 Apple 自身收入


	文章开头给出的核心数字是：2025 年全球 App Store 生态促成超过 1.4 万亿美元的开发者账单和销售额。

	这个口径来自 Analysis Group 的研究，统计的是 App Store 生态帮助开发者触达用户后发生的商业活动，而不只是 Apple 从数字商品里收取的佣金。

	Apple 特别强调：90% 以上的账单和销售额没有向 Apple 支付佣金。这是在为 App Store 的平台经济叙事定调：App Store 的价值不等于抽成，而是分发、信任、支付、发现、安全和全球触达带来的商业基础设施。





1.2 生态规模自 2019 年以来接近三倍


	文章说 App Store 生态自 2019 年以来几乎增长到三倍。

	这个时间窗口很重要：它覆盖了疫情后移动服务渗透、线上消费习惯固化、广告和订阅商业模式扩张，以及生成式 AI 开始进入消费应用的阶段。

	Apple 想表达的是，App Store 不是一个成熟后停滞的平台，而是在多轮技术周期里仍能扩大商业半径。





1.3 App Store 的入口价值来自“用户发现 + 下载 + 信任”


	文章继续使用“最安全、最好的发现和下载 App 的地方”这套表达。

	这说明 Apple 对 App Store 的定位仍然是高信任分发入口，而不是单纯软件目录。

	对消费级 AI 来说，这一点尤其关键：用户面对大量新 AI App 时，需要一个降低选择成本和安全焦虑的入口，开发者也需要一个可以规模化获客的入口。






二、收入结构：平台经济的主体仍是现实世界消费


2.1 实体商品与服务占最大头


	2025 年，实体商品和服务销售额达到 1.1 万亿美元，是总规模里最大的一块。

	增长主要来自杂货、外卖和自提、综合零售、旅游等类别。

	这说明 App Store 生态早已不只是“卖 App”或“卖游戏道具”，而是深度嵌入用户日常消费：吃饭、购物、出行、旅行、健康、健身、连接朋友和家人。





2.2 数字商品和服务仍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叙事


	数字商品和服务的开发者账单与销售额为 1490 亿美元，主要由游戏、企业应用、视频流媒体应用驱动。

	这是传统 App Store 商业模式最容易被看见的一面：订阅、游戏内购、企业软件和内容服务。

	但放在 1.4 万亿美元总盘子里，它不是唯一主体。Apple 用这个结构反过来削弱“App Store 只是抽成机器”的单线叙事。





2.3 应用内广告形成第三条商业腿


	开发者在 App 内投放广告形成 1510 亿美元收入。

	这说明 App Store 生态还承载广告网络、注意力分发和内容型应用的商业模式。

	因此，App Store 的生态规模来自三条腿：实体商品与服务、数字商品与服务、应用内广告。三者加起来，构成一个横跨线上与线下的移动商业网络。






三、用户规模：8.5 亿周活跃用户支撑全球分发能力


3.1 App Store 覆盖 175 个国家和地区


	文章提到 App Store 平均每周用户超过 8.5 亿，覆盖 175 个国家和地区。

	对开发者而言，这意味着一次上架可以触达全球市场，并通过本地化、支付、评价、推荐和搜索获得增长机会。

	对平台而言，用户规模是所有后续工具、广告、订阅和 AI 分发能力成立的基础。





3.2 用户行为已经从下载软件扩展到完成生活任务


	Apple 列举的使用场景包括买菜、提升生产力、维持健康和健身、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连接。

	这些例子说明 App Store 的核心价值不再只是安装工具，而是让用户在移动设备上完成生活任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实体商品与服务会成为最大收入类别：App 是现实世界消费的入口，平台捕捉的是入口层价值。





3.3 本地化需求让全球平台具有地方经济属性


	文章在区域部分强调，全球不同市场的消费类别不同：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西的旅游强；韩国外卖和自提强；中国杂货和外卖强。

	这说明 App Store 的平台能力不是统一模板，而是能承载本地生活结构。

	全球平台的真正价值，是同时支持大类目和本地需求：一边是零售、旅游、生产力这些普遍需求，一边是各地区自己的消费习惯。






四、AI 作为新增长变量：消费级 AI 已经进入头部 App


4.1 头部 App 中 AI 功能已经变成显性增长因素


	文章说，2025 年 App Store 榜单前 100 的 App 中，超过 40 个具备面向消费者的 AI 能力。

	这些具备消费级 AI 能力的 App，账单增长强于其他头部 App，文章用 4 倍增长差异来突出这个趋势。

	这不是在讨论实验室里的 AI，而是在讨论已经进入用户日常使用场景的 AI：健康、照片视频编辑、生产力、自动化任务。





4.2 AI 正在变成“App 功能层”，而不是独立品类


	Apple 描述的 AI 场景横跨健康健身、照片视频编辑、生产力工具。

	这说明 AI 在 App Store 生态里的形态，不只是“AI App”这个新类目，而是嵌入已有 App 的能力层。

	对消费级 AI 入口来说，关键不是用户每天打开一个通用聊天框，而是 AI 能力被放进已经高频使用的任务场景。





4.3 Apple 把端侧智能作为差异化路线


	文章提到 Foundation Models framework，开发者可以调用 Apple Intelligence 核心的端侧大语言模型。

	Apple 强调这种能力保护隐私、可离线、推理免费。

	这构成 Apple 在 AI 生态中的差异化叙事：不是只和云端大模型比能力，而是把端侧模型、隐私、离线可用和零推理成本变成开发者卖点。






五、开发工具：AI 不只改变 App，也改变 App 的生产方式


5.1 AI coding 降低 App 开发门槛


	文章把 AI 的影响分成两个方向：一是用户体验里的 AI 功能，二是开发者工具里的 AI coding。

	Xcode 等具备 AI coding 功能的工具，让更大范围的创作者可以设计、构建和发布 App。

	这意味着 AI 既是 App Store 里的内容创新变量，也是 App Store 供给侧扩张变量。





5.2 Xcode 26 的 agentic coding 被放进开发者平台叙事


	Apple 提到 Xcode 26 中的 agentic coding，可以更自主地围绕开发者目标推进工作。

	这个表述说明 Apple 已经把 agent 编码视为开发者工具链的一部分，而不是外部插件式能力。

	对 App Store 来说，如果更多人可以用 AI 工具快速迭代 App，平台上的供给、实验和长尾创新都会增加。





5.3 开发工具链与分发平台形成闭环


	Apple 文章后半部分列出 Xcode、TestFlight、App Analytics、custom product pages、App Store editorial、平台 API、商业系统和分发基础设施。

	这套清单不是散点工具，而是一个从构建、测试、理解表现、获客、交易到全球扩展的开发者生命周期。

	AI 时代的平台竞争，不只是模型能力竞争，也是谁能把模型、开发工具、测试渠道、分发入口和商业化基础设施连成闭环。






六、区域增长：全球平台仍由本地消费结构驱动


6.1 中国、美国、欧洲都保持高增长


	过去六年，App Store 在中国促成的账单和销售额翻倍以上，在美国和欧洲增长到三倍以上。

	这说明 App Store 的增长不是单一区域拉动，而是多个大市场同时扩张。

	对 Apple 来说，这组数据也在说明 App Store 不是只服务美国开发者或英文市场，而是全球开发者经济的一部分。





6.2 各地第二增长曲线不同


	综合零售在所有市场都是实体商品和服务里的第一类别。

	但第二层需求明显本地化：旅游在多个发达市场居前，韩国是外卖和自提，中国是杂货与外卖。

	这给开发者的启示是：平台提供统一入口，但真正的增长机会往往来自对本地生活方式的细分理解。





6.3 App Store 同时服务全球规模和社区需求


	Apple 用“全球和本地”这组框架解释 App Store：它既支持大规模通用品类，也支持具体社区的日常需求。

	这与消费级 AI 的未来有关：AI App 也很可能不是一个全球统一形态，而是大量本地场景、本地语言、本地工作流里的智能能力。

	App Store 的优势在于，它已经有全球分发和本地需求承载这两种能力。






七、开发者投资：Apple 把平台护城河做成支持体系


7.1 开发者能力覆盖整个生命周期


	Apple 强调自己在构建、测试、分析、获客、商业化、订阅、分发、安全和全球扩展上为开发者提供能力。

	这不是单点工具，而是平台级支持体系。

	开发者越依赖这套体系，App Store 越不只是发布渠道，而是业务运行环境。





7.2 线下开发者中心和学院是生态投资的一部分


	2025 年，Apple Developer Centers 在美国、中国、印度、新加坡接待了数千名开发者，柏林开发者中心也计划开放。

	Apple Developer Academies 和 Foundation Programs 覆盖多个国家，教授 coding、AI、design、marketing 等基础能力。

	这说明 Apple 把开发者供给看成长期培养问题：不是只等成熟团队上架，而是主动扩大开发者人口。





7.3 WWDC 是平台路线发布与开发者教育的年度节点


	文章最后指向 WWDC26：超过 100 个新视频 session、Group Labs、Developer Forums，以及 Apple Developer app、网站、YouTube、LinkedIn、WeChat、bilibili 等全球传播渠道。

	WWDC 在这里承担两个角色：一是发布新 API 和技术，二是把开发者教育和生态同步规模化。

	这也是 Apple 平台战略的一部分：每年通过 WWDC 把新能力翻译成开发者可以采用的工具和案例。






八、对 AI 时代平台经济的含义


8.1 消费级 AI 入口仍可能由既有移动生态承载


	文章标题里的“App Store 生态”与正文里的 AI 增长数据放在一起，说明 Apple 认为消费级 AI 不是绕开 App Store 的独立世界。

	更可能发生的是：AI 能力进入既有头部 App、长尾 App 和本地服务 App，继续通过 App Store 分发、发现和商业化。

	这对“AI 入口”判断很重要：大模型公司拥有智能能力，但移动平台拥有用户场景、安装入口、支付习惯和开发者网络。





8.2 Apple 的 AI 叙事更偏生态配套，而不是单一爆款


	文章没有把重点放在某个 Apple 自有 AI App 上，而是强调开发者如何通过 Foundation Models、Apple Intelligence、Xcode 和 App Store 分发创建新体验。

	这是一种平台型 AI 路线：Apple 提供底层能力和可信入口，让开发者把 AI 放进各自场景。

	这种路线的价值不一定体现在短期单点产品爆发，而体现在整个生态的供给扩张和体验升级。





8.3 App Store 的核心护城河是“信任 + 分发 + 商业化 + 工具链”


	1.4 万亿美元生态规模说明，App Store 的护城河不是某一个功能，而是复合系统。

	信任让用户愿意下载和交易；分发让开发者触达全球；商业化让开发者获得收入；工具链让开发者持续生产和迭代。

	AI 时代会改变 App 的形态和生产方式，但不一定削弱这种复合系统。相反，如果 Apple 能把端侧模型和 agentic coding 纳入这套系统，App Store 可能继续是消费级 AI 的关键入口。






关键概念/术语


	App Store ecosystem：Apple 用来描述围绕 App Store 发生的开发者账单、销售、广告、实体服务、数字服务和全球分发网络的总称。

	developer billings and sales：开发者通过 App Store 生态促成的账单和销售额，不等同于 Apple 收入或佣金。

	physical goods and services：App 作为现实世界消费入口带来的商品与服务交易，是 2025 年最大收入类别。

	consumer-facing AI：直接面向普通用户的 AI 功能，被嵌入健康、创意、生产力等 App 体验中。

	Foundation Models framework：Apple 提供给开发者调用端侧大语言模型的框架，用隐私、离线和免费推理构成差异化。

	agentic coding in Xcode 26：Xcode 里的更自主 AI 编码能力，代表 AI 也在改造 App 的生产过程。

	developer lifecycle：从构建、测试、分析、分发到商业化的一整套开发者支持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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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期视频借外蒙古独立与现代蒙古的发展困境，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资源禀赋、民族独立和民主形式，都不会自动转化为普通人的富足生活。蒙古的问题不只是“没有资源”，恰恰相反，它拥有铜、煤、金、稀土等丰富矿产；真正的困境来自地缘锁闭、外部大国控制、单一资源经济、政治腐败、反复毁约和民族主义情绪之间的互相强化。视频最后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对边疆地区独立叙事的反思：独立不是免费午餐，国家能力、市场规模、地理通道和制度分配能力才决定独立之后能不能活得更好。



一、从现实困境切入：资源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底层贫困


1.1 蒙古拥有丰富资源，却没有把资源转化为民生


	视频开头用蒙古女性被迫进入性产业、边境地区“柴油女孩”等现象，展示蒙古普通人的生计困境。

	这不是因为蒙古没有资源。蒙古 156 万平方公里土地下面有铜、煤、金、稀土等矿藏，2024 年出口中矿产占比接近绝对主导。

	矛盾点在于：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坐拥矿产的国家，本应靠资源过上不错的生活，却仍然出现贫困、债务和社会边缘化。

	这构成全文的问题意识：资源本身不是财富，财富要靠治理、分配、市场通道和国家能力才能转化为普通人的生活。





1.2 “捧着金饭碗讨饭”是全文的核心隐喻


	视频反复使用“睡在矿上”“捧着金饭碗讨饭”来描述蒙古。

	这个隐喻说明蒙古不是典型的贫资源国家，而是典型的资源转化失败国家。

	矿产像金饭碗，但如果国家没有稳定制度、清洁政治、可靠基础设施和可达市场，金饭碗并不会自动装满饭。






二、历史背景：内外蒙古分化的地理与制度起点


2.1 地理分割：戈壁把蒙古高原天然分成南北


	视频先交代蒙古高原历史，说明今天的蒙古人与东胡、鲜卑、柔然等历史族群有复杂渊源。

	成吉思汗时代是蒙古扩张顶峰，但元朝灭亡后，蒙古退回漠北，逐渐从征服者转向衰落。

	内外蒙古之分首先来自地理：戈壁沙漠横亘南北，南部形成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等内蒙古部落，北部以喀尔喀为主，即外蒙古。

	地理分隔为后来的政治分化提供了基础。





2.2 清朝治理：分封、隔离和宗教控制削弱蒙古整合能力


	清朝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分封把蒙古纳入帝国体系。内蒙古归附较早，与满清皇室通婚更深，政治地位更高；外蒙古归附较晚，地位更像“养子”。

	清朝的第一套控制方法是分封为旗，限制旗与旗之间流动和横向联系，使蒙古各部难以形成统一反抗力量。

	第二套控制方法是大规模扶持藏传佛教，让喇嘛阶层成为草原社会中的重要力量。

	视频认为，这种宗教和行政安排长期削弱了蒙古的军事潜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使外蒙古的认同没有真正融入中央国家。





2.3 帝国整合不是民族整合，清末权威崩溃后分离力量涌出


	清朝对蒙古的控制建立在政治利益分配、宗教影响和军事威慑上，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整合。

	当辛亥革命导致清朝权威崩溃时，内蒙古因与中央关系更深，仍倾向支持中央；外蒙古则因政治待遇、地理距离和外部势力，迅速出现独立诉求。

	这里的关键逻辑是：一个地区在帝国秩序中被控制，并不等于已经形成稳定的国家共同体。一旦中心权力崩塌，边缘地区就容易被外部力量撬动。






三、外蒙古独立：小共同体在大国棋局中的被动命运


3.1 1911 年独立不是单纯民族自决，而是俄国保护逻辑的展开


	外蒙古人口少、经济原始，本身并不具备强独立能力。

	外蒙古敢于宣布独立，关键在于俄国支持。俄国长期把外蒙古视为削弱中国和扩张势力范围的缓冲地带。

	1911 年外蒙古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带领下宣布独立；1915 年中俄蒙协议让外蒙古取消独立、改为自治，但也承认俄国势力范围。

	这说明外蒙古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真空中独立，而是在俄国大国战略中获得“保护”的独立。





3.2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短暂回归暴露中国中心权力的脆弱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沙俄政权崩溃，中国北洋政府获得机会。

	1919 年徐树铮率军进入库伦，取消自治，外蒙古短暂回到中国版图。

	但北洋政府内部军阀混战，徐树铮很快撤军，留下权力真空。

	视频把这一段作为关键转折：边疆能否守住，不只取决于法理，更取决于中央国家能否持续提供军事、财政和政治秩序。





3.3 苏联接管与卫星国化：独立之后并未获得真实自主


	俄国恢复力量后重新介入外蒙古，蒙古人民党在苏联支持下建立政权。

	1924 年外蒙古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库伦改名乌兰巴托，外蒙古成为苏联卫星国。

	苏联随即禁止活佛转世、改造政治结构，把外蒙古纳入社会主义阵营。

	“独立”在这里并没有带来完整主权，而是从清朝和中国中央的边疆治理，转入苏联体系的附属地位。





3.4 雅尔塔和 1946 年承认：外蒙古最终在大国交易中完成法理独立


	1945 年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把外蒙古独立作为苏联出兵远东的交易条件之一，中国并不在场。

	蒋介石政府在抗战末期缺乏谈判筹码，被迫接受公投安排。

	1945 年外蒙古在苏联控制下公投独立，1946 年中华民国正式承认。

	后来国民政府退台后试图撤回承认，但已没有实际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也在中苏条约和边界划定中承认既成事实。

	视频的历史判断是：外蒙古离开中国，是大国博弈、中心衰弱和外部扶持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苏联时代：外部控制造成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深层依赖


4.1 经济外包：蒙古按莫斯科计划生产和定价


	独立后的蒙古并未建立自主经济体系，而是高度依赖苏联贷款、技术和专家。

	蒙古按莫斯科计划生产，再按莫斯科定价销售，形成经济外包式依附。

	这种结构让蒙古避免立即崩溃，却没有培养独立运转的产业、市场和制度能力。





4.2 政治清洗：苏联式治理摧毁本土精英


	1937 到 1939 年，蒙古经历大规模清洗，宗教人物、贵族后裔、知识分子和所谓间谍被批量处决。

	视频强调，遇害者数量占当时总人口比例极高，打击对象又集中在社会精英阶层。

	这种清洗不仅是政治镇压，也是国家能力的自我损耗：能组织、能解释、能治理的人被系统消灭。





4.3 文化断裂：文字、宗教和游牧生活方式被强制重塑


	1941 年起，蒙古传统文字被强制改为西里尔字母，这使蒙古人与自身历史文献发生断裂。

	藏传佛教和寺庙遭到大规模破坏，宗教文化受到重创。

	牧民被强制集体化，传统游牧生活方式被改造。

	这些政策使蒙古获得了苏联式现代化外壳，但代价是自身历史连续性和社会组织方式被打断。






五、苏联解体后：民主化没有自动解决资源分配问题


5.1 失去苏联供给后，蒙古暴露出独立运转能力不足


	1991 年苏联解体，蒙古对苏联外贸依赖极深，经济立即遭遇断供式冲击。

	蒙古 GDP 直到 2002 年才回到 1989 年水平，贫困率长期处于高位。

	这说明苏联时代留下的是依附结构，不是可持续的自主发展结构。





5.2 多党民主没有阻止寡头和腐败瓜分资源


	蒙古建立多党民主后，人民党与民主党轮流执政。

	但视频认为，民主形式并没有消除政商勾连，反而出现类似其他后苏联国家的寡头政治。

	前总理海外资产案、总理家属炫富引发抗议等案例，被用来说明资源收入没有充分进入普通人手中。

	这里的核心判断是：选举可以更换执政者，但如果财政、矿权和监管体系被精英控制，资源财富仍会被少数人截留。






六、现代蒙古的四个发展缺陷


6.1 民族主义反复跳动，破坏外资和矿业开发信任


	蒙古在苏联解体后急需外资开发矿产，曾吸引力拓、必和必拓和中国矿业企业进入。

	但当矿业开始带来收益，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政府不断修改规则、重审合同、提高税费或要求提前分红。

	2012 年战略领域外资协调法成为典型案例：超过一定外资比例的矿产项目需要重新提交议会批准。

	中国铝业、神华等企业遭遇贷款、煤炭、矿权和议会审批上的反复，西方矿企也被追税和施压。

	结果是外国投资者对蒙古法治和合同稳定性失去信心，矿产开发受阻，财政又被迫继续借债。





6.2 腐败让矿产收益停在上层


	视频把腐败称为蒙古的系统性问题。

	政治人物通过矿权、合同、海外资产和家族财富，把资源收益转化为私人利益。

	普通人看到的是高失业、贫困和城市边缘化，而不是矿业繁荣带来的公共服务改善。

	因此蒙古的核心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钱没有以公共财富形式流动到普通人那里”。





6.3 地缘锁闭是阿喀琉斯之踵


	蒙古是完全内陆国家，被中国和俄罗斯包围，没有出海口。

	俄罗斯市场容量有限，蒙古矿产最自然的出口方向是中国，因为中国是能源和矿产的最大消费市场。

	这造成结构性矛盾：经济上离不开中国，民族情绪和安全焦虑上又强烈排斥中国。

	“第三邻国战略”试图靠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平衡中俄，但地理不会因为外交话术改变。

	没有港口、没有第三条稳定通道，蒙古的独立空间天然受限。





6.4 生态恶化和城市过载进一步压缩民生空间


	矿业粗放开发、过度放牧和气候变化共同造成严重荒漠化。

	草场退化使大量牧民无法继续放牧，只能迁入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承载了接近半数人口，外围贫民区缺乏自来水和集中供暖，冬季烧煤导致空气污染严重。

	生态问题、城市化问题和贫困问题在这里互相叠加。






七、内外蒙古比较：视频用发展结果反问独立的目的


7.1 作者用经济和基础设施差距凸显不同道路结果


	视频比较外蒙古与中国内蒙古的人口、GDP、基础设施、教育和民生。

	外蒙古人口少、GDP 总量低、外债高、道路和铁路基础设施薄弱。

	内蒙古在中国市场、财政和基础设施体系内，形成更大人口规模、更高经济总量和更完整的交通网络。

	这个比较不是单纯为了证明某种身份优越，而是引出一个问题：如果独立的结果不能改善多数人的未来，独立本身是否仍然足够正当？





7.2 自由、尊严和文化不能只靠独立口号获得


	视频承认，比较不能只看物质生活，还要考虑自由、尊严和文化保存。

	但它进一步追问：独立的目的应该是当地人民的福祉和未来，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浪漫。

	一个地区独立后能否更好，取决于地理位置、产业结构、贸易通道、国家能力和外部大国关系。

	资源、民族情绪和民主形式都只是条件之一，不能替代治理能力。






八、从蒙古推广到更大命题：独立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


8.1 作者把蒙古经验延伸到新疆和西藏


	视频最后讨论新疆和西藏的独立叙事。

	作者认为，这些内陆边疆地区缺乏出海口，经济腹地有限，基础设施和财政能力高度依赖更大规模的国家体系。

	如果脱离中国，市场、财政转移、交通、电力和产业支持会立刻消失，普通人生活可能更痛苦。

	同时，它们也可能像蒙古一样成为大国博弈中的棋子。





8.2 独立的合法性有边界，浪漫化独立是一种历史盲视


	视频的最终论点是：民族独立作为政治概念有其合法性边界，但不能被浪漫化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国家和地区真正需要的是维护自由的能力、分配资源的制度、进入市场的通道和避免被大国摆布的战略空间。

	对蒙古这样的内陆资源国家来说，完全独立既没有消除外部控制，也没有自动带来富足，反而使自身长期暴露在地缘、腐败和单一资源依赖中。






关键概念/术语


	资源转化失败：资源储量很高，但无法通过制度、基础设施、市场和分配机制转化为普通人的生活改善。

	外部保护型独立：小共同体借外部大国支持脱离原有中心，但随后容易成为新大国的附属。

	卫星国化：名义独立，实质上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被大国全面控制。

	第三邻国战略：蒙古试图通过美欧日韩平衡中俄的外交路线，但受内陆地理限制，实际作用有限。

	地缘锁闭：没有出海口、被大国包围、贸易通道受限，使国家很难获得真正自主的发展空间。

	民族主义毁约循环：以维护主权或资源权益为名反复调整外资合同，最终削弱投资信任，反过来加重财政困境。

	独立不是免费午餐：政治独立会带来自主空间，也会带来独自承担市场、财政、国防和大国博弈成本的压力。









18. 《Mark Rober 的 6000 万美元 STEM 实验：教育产品也需要娱乐工业能力》



作者：TED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知识视频，展示另一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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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Mark Rober 这场 TED 演讲的核心不是“科学课要更有趣”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产品方法论：先用 remarkable 的东西抓住注意力，再把学习藏进体验里，让学生在情绪、好奇和身体感受中形成 aha moment。Rober 用 15 年 YouTube 科学视频经验、160 亿次观看和 7500 万订阅者，反推出一个面向 3-8 年级的完整科学课程：视频、slide deck、课堂 demo、教师培训全部免费，目标是让老师成为英雄，让科学课重新变成“super freaking fun”。



一、开场实验：先制造注意力，再解释科学


1.1 液氮爆炸不是噱头，而是教学结构的第一步


	Rober 一上来做了一个两步实验：把半瓶液氮装进两升塑料瓶，然后拧紧瓶盖。

	液氮从液体变成气体后，体积会膨胀到 700 倍；如果被困在小容器里，就会迅速积累压力。

	他把瓶子放进装满乒乓球的垃圾桶，爆炸发生后，乒乓球被气体推向空中。

	这个表演先让全场进入高度注意状态，然后才进入解释：气体分子越来越拥挤，压力越来越大，瓶壁最终承受不住，气体只能向上释放。





1.2 复杂概念通过熟悉物体被重新框架


	Rober 没有从方程开始讲 pressure，而是从垃圾桶、乒乓球、瓶子和爆炸开始。

	他接着把这个机制连接到 cannon、Nerf blaster、T-shirt cannon 和 straw spit wad。

	关键不是实验本身，而是让观众获得一个理解世界的新框架：只要积累足够压力、突然朝一个方向释放，并把某个物体放在路径上，它就会被带着走。

	这就是他喜欢的 aha moment：用一个新框架理解身边世界。






二、Rober 的教育信念：没有注意力，就没有教学


2.1 “I can’t teach you if I don’t have your attention”


	Rober 总结自己 15 年 YouTube 经验：他不能在没有注意力的情况下教任何人。

	如果先用 remarkable 的东西抓住注意力，学习就有了可以附着的地方。

	他反对把科学天然包装成 boring 的样子。学生说不喜欢科学，是因为他们经常看到的是 “consider a rigid container of volume V” 这种 curiosity-murdering phrase。

	方程有其位置，但面对 TikTok 和 YouTube 中长大的一代，教学必须让学生 lean forward。





2.2 “Hiding the vegetables”：把学习藏进好玩的体验里


	Rober 把自己的教学方式称为 hiding the vegetables。

	直接讲 scientific method 很无聊；但做一个 15 吨 Jell-O pool，让人真的 belly flop 上去，就可以在过程中偷偷讲完科学方法的六个步骤。

	直接背 terminal velocity 方程很无聊；但讲松鼠能以终端速度从任意高度掉落并存活，再做一个 backyard Ninja Warrior obstacle course，就能让松鼠自愿演示原理。

	微控制器教程很无聊；但做一个 glitter bomb package 抓包裹贼，就能把 microcontroller、传感、云上传、工程调试都变成一段让人盯着看的故事。






三、体验记忆：情绪是学习的粘合剂


3.1 Glitter bomb 证明了“visceral experience”的学习价值


	Rober 展示 glitter bomb 片段时，全场观众没有人低头看手机。

	他指出，这就是 fertile brain soil：当注意力被完全抓住时，学习最容易发生。

	学习最好附着在 visceral experience 上。你在身体和情绪上感受到什么，就更容易在脑子里记住什么。

	这解释了为什么无聊方程很难背，但青少年时期唱过、带着强烈情绪的歌，30 年后还记得歌词。





3.2 好老师都会让知识 matter


	Rober 承认这种教学方式不是自己发明的，所有好老师都懂。

	他的高中统计老师 Mr. Malloy 就会把统计知识和学生关心的事情连接起来，例如预测 rival soccer team 会把点球踢到哪里。

	Mr. Malloy 的强项不是把知识讲得更正式，而是把知识变得 matter，把情绪附着到学习上。

	好老师的影响是 immeasurable：他们影响学生，学生再影响世界。






四、从内容创作者到课程产品：教育产品需要娱乐工业能力


4.1 15 年 YouTube 经验被产品化成完整科学课程


	Rober 宣布，他和约 50 人团队，包括美国最好的科学老师中的一部分，秘密开发了两年半的 full science curriculum。

	这套课程面向 3-8 年级，使用他 15 年视频创作中总结出的所有 hiding the vegetables 技巧。

	它不是单个视频，也不是课外活动，而是一个完整课程系统。

	背后的动机是：Rober 看到老师收入不该这么低，却还要自掏腰包购买很差的教学资源。





4.2 课程由三类核心资源组成


	第一类是 banger videos：孩子会想重看的科学视频，用极强视觉和故事性展示科学原理。

	第二类是 ready-to-teach classroom slide decks：干净、易用、老师可以直接上课的 slide deck。

	第三类是 curated science demos：学生能亲手和科学互动的 demo，而且老师可以用教室里已有的东西完成。

	这套产品的设计目标是 “together we teach the classroom, and the teacher becomes the hero”。视频和资源不是替代老师，而是把老师推到课堂中心。






五、科学课的重新定义：标准合规，但核心是好玩


5.1 课程覆盖标准，但不以标准为体验上限


	课程从 3 年级到 8 年级开始，超过各州科学标准。

	但 Rober 说最重要的是，它正是 science class meant to be 的样子：super freaking fun。

	课程预告片强调 build stuff、ask a ton of questions、smash a few things、see the world in an entirely new way。

	科学在这里被表述为 “basically magic, but science”，比魔法更酷，因为它可解释、可实验、可复现。





5.2 老师反馈验证了“动机缺口”的产品假设


	试点课程中，95% 被分配去教 pilot lessons 的老师表示，当课程完成后，他们希望把它作为完整科学课程。

	Rober 把团队优势归结为两点：能把复杂东西讲简单，以及 15 年解决 science motivation gap 的独特经验。

	这意味着课程不是只解决“内容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在解决学生为什么愿意学科学的问题。

	他用液氮和热水的爆炸隐喻收束：incredible teachers 加上 incredible resources，会产生 explosive output。






六、免费承诺：把注意力工程变成公共教育基础设施


6.1 6000 万美元不是商业卖点，而是公共承诺的成本


	Rober 说这将花费 6000 万美元制作。

	但他正式宣布：每一个 lesson plan、teacher training、original class demo 都将零美元、永久免费给所有老师。

	这让项目从一个课程产品变成一种教育基础设施。

	它的目标不是卖给老师，而是给 “teachers out there in the trenches” 提供 reinforcements。





6.2 最终目标：点燃下一代 problem solvers 的好奇心


	Rober 说这会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他把使命表述为 ignite those brain fires of curiosity i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ig problem solvers。

	整场演讲从一次爆炸开始，到“点燃好奇心”结束，形成完整闭环：爆炸不是为了娱乐本身，而是为了让科学重新进入学生的身体、情绪和记忆。

	最终，教育产品的能力不是把知识讲完，而是创造一种学生愿意主动靠近知识的环境。






关键概念/术语


	aha moment：用一个新框架突然理解世界的瞬间，是 Rober 做科学传播的核心目标。

	I can’t teach you if I don’t have your attention：没有注意力就没有教学，是整场演讲的底层命题。

	hiding the vegetables：把必须学习的知识藏进好玩、惊奇、可感受的体验里。

	curiosity-murdering phrases：把科学变无聊的抽象表述方式，例如脱离体验直接讲容器体积和方程。

	visceral experience：能被身体和情绪感到的经历，是学习记忆的粘合剂。

	fertile brain soil：注意力被完全抓住时，大脑最适合承载学习的状态。

	science motivation gap：学生不是不能学科学，而是缺少愿意靠近科学的动机。

	teacher becomes the hero：教育产品不替代老师，而是用资源放大老师的课堂能力。









19. 《复古技术育儿：家庭里的数字边界需要被重新设计》



作者：mawise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科技与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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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笔记



Retro-Tech Parenting



核心观点

作者把自己放在两个身份之间：一边是喜欢计算机和数字设备的 technologist，另一边是担心孩子被现代数字商业模式吞进去的 parent。文章的主旨不是反技术，而是重新设计家庭里的数字边界：保留技术带来的探索、独立和连接，同时避开 AdTech、Surveillance Capitalism、Rage Bait、Engagement-Optimized Feeds 和 Harvesting Eyeballs 这些公司化模式。

作者给出的方案很具体：CD、DVD、家用座机、家庭电脑、白名单网络、Pi-hole 和离线收藏。它们看起来像 retro-tech，但真正重要的不是怀旧，而是这些技术让家长能明确知道孩子接触什么，让孩子在没有平台对抗者的环境里获得独立。



一、问题起点：技术可以滋养童年，但现代平台改变了环境


1.1 作者不是反技术，而是反对坏的商业模式


	作者首先承认自己是 technologist，享受电脑和数字设备带来的魔法感。

	但正因为熟悉技术，他更清楚公司正在用技术做什么：AdTech、Surveillance Capitalism、Rage Bait、Engagement-Optimized Feeds、Harvesting Eyeballs。

	这些词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孩子面对的不是中性的设备，而是被优化过的注意力商业系统。





1.2 亲子技术选择的难题是双重的


	作为 parent，作者害怕让孩子直接进入被这些模式主导的数字世界。

	但技术也是作者童年和成年生活中重要的丰富来源，他不想简单把技术从孩子生活中拿掉。

	因此问题不是“让不让孩子用技术”，而是“怎样让孩子接触技术里滋养人的部分，并避开现代平台里剥夺自主性的部分”。





1.3 回看过去几十年，是为了找到更可控的技术形态


	作者说很多解决方案都来自“looking back in time a couple decades”。

	这不是单纯怀旧，而是因为旧技术往往天然更封闭、更慢、更可见，也更容易被家庭重新配置。

	家庭里的数字边界因此不一定靠最新 parental control 软件完成，也可以靠物理媒介、专用设备和白名单环境完成。






二、CD 和物理音乐：把音乐从无限流媒体里拿出来


2.1 CD 把音乐变成可选择、可携带、可拥有的对象


	作者回忆自己小时候，音乐来自 CDs，而不是 MP3s 或 Spotify。

	去夏令营时，他会选择带哪几张 CD；便携 CD 机的小 LCD 只显示曲目编号，甚至会让人用编号记住喜欢的歌。

	这种体验让音乐不是无限 feed，而是一个有限收藏和具体选择。





2.2 家庭里的 CD boom box 给孩子独立使用空间


	作者买了 mini CD boom box 放在家里，孩子可以把它带到不同房间、插上电、放入 CD。

	他还给孩子买了 K-Pop Demon Hunters CD，公共图书馆也有 CDs。

	对孩子来说，关键是她可以自己操作，而不是依赖大人递手机、打开 app、处理推荐流。





2.3 物理音乐的价值在于没有隐藏的推荐系统


	CD 的内容边界清楚：这张盘里有什么，孩子就能听什么。

	它没有自动播放的下一首、没有广告、没有平台推荐、没有由公司优化的停留时长。

	因此孩子获得的独立不是被算法放养，而是在家庭明确选择过的范围内自主探索。






三、DVD、BluRay 和公共图书馆：家庭影像消费重新变成一种仪式


3.1 作者把图书馆和 Blockbuster 记忆连接起来


	公共图书馆不仅有 CDs，也有 DVDs 和 BluRays。

	作者回忆小时候和父亲去 Blockbuster Video 为 family movie night 选片。

	这个过程包含挑选、带回家、放进播放器、和家人一起看，是一种完整的家庭仪式。





3.2 物理媒介让家长明确知道孩子可接触内容


	作者说 physical media 的大胜利在于：他准确知道孩子有哪些东西可以体验。

	如果孩子还没准备好接触某种内容，它就不会被带回家。

	这与流媒体平台的差别在于，流媒体把边界藏在搜索、推荐、缩略图和账号设置里；物理媒介把边界放在家长和孩子都能看到的物体上。





3.3 独立来自“没有对抗者”的设备


	作者写道，孩子能更独立地观看和聆听，因为设备里没有 adversary。

	这里的 adversary 指的是会试图改变孩子选择、延长使用时间、诱导点击或推荐不合适内容的平台系统。

	因此孩子的 independence 不是无限访问，而是在没有商业诱导的设备里自己做决定。






四、家用座机：把孩子的社交连接从父母手机里释放出来


4.1 旧电话网络仍能连接现代家庭关系


	作者在厨房旁边接了一部有线电话，用便宜 VoIP provider 和 analogue telephone adapter 实现。

	因为电话网络保留了 backward compatibility，祖父母、邻居、叔叔阿姨都可以被孩子直接联系到。

	这让电话成为孩子和真实关系之间的桥，而不是另一个社交媒体入口。





4.2 白名单和时间规则把电话变成安全的独立工具


	作者给电话配置了 whitelist，只允许朋友和家人打进来。

	电话还会从晚饭时间到早晨自动屏蔽来电。

	技术在这里不是增加刺激，而是增加边界：孩子可以自己打电话，但联系对象和时间窗口被家庭明确设计过。





4.3 座机恢复了孩子安排社交的能力


	作者小时候，电话是连接朋友、自己约 playdates 的桥。

	现在孩子也会主动打给祖父母，问能不能过去玩，甚至因为喜欢恶作剧电话而记住父亲号码。

	对作者来说，这种 independence 很珍贵：孩子不是每次都喊“Dad, can you set up a playdate”，而是能在安全边界里自己发起连接。






五、家庭电脑：不是开放互联网，而是可探索的家庭计算环境


5.1 家庭电脑承载的是共同玩、轮流试、讨论策略


	作者回忆小时候和朋友在 family computer 前玩 Commander Keen、Prince of Persia。

	他们并排坐着，轮流玩，讨论策略。

	这说明电脑的价值不只是上网，而是作为家庭和朋友共同探索的场所。





5.2 作者买了一台二手 tower PC，放在厨房旁边


	每个孩子有自己的 login，也有自己的 games 或 activities。

	这台电脑不是随身设备，而是放在家庭公共空间里的共享设备。

	位置本身就是边界：孩子可以独立使用，但不是在卧室里被无限互联网包围。





5.3 Pi-hole 和 DNS 白名单把互联网改造成 curated space


	作者设置了 Pi-hole，并让家庭电脑使用 Pi-hole 做 DNS。

	像电话一样，他 whitelisted 每一个孩子可以访问的 domain。

	孩子可以访问 Wikipedia，但不能访问 Google；可以访问 Minecraft，但不玩 public servers；没有 YouTube 或 Spotify，但有解 Rubik’s cube、系鞋带等精选网站。





5.4 计算机素养来自可操作的收藏和文件，而不是消费流


	作者教大孩子把 CD rip 到电脑里听。

	对孩子来说，这只是多了一个听喜欢歌曲的地方；但作者看到的是另一种可能：孩子开始建立自己的 music collection。

	这里的技术教育不是“多用屏幕”，而是理解媒介、文件、收藏和自己控制的数字空间。






六、文章的底层哲学：拒绝为便利支付全部代价


6.1 这些方案对非技术家长未必完全容易，但哲学是可迁移的


	作者承认，自己描述的许多工具对 less-technical parents 没那么 accessible。

	但他认为核心哲学仍然可达：不必接受现代技术默认提供的全部便利，也不必接受便利背后的全部代价。

	家庭可以从过去寻找灵感，把技术重新拆成更小、更可控、更适合孩子独立使用的形态。





6.2 现代技术的 dystopian parts 是因为方便才占上风


	作者认为，现代技术里 dystopian 的部分之所以主导，是因为它们非常 convenient。

	便利本身不是免费的；它经常用注意力、数据、家庭边界和儿童自主性做交换。

	当孩子参与其中时，拒绝支付这笔成本可能尤其值得。





6.3 复古技术真正提供的是“可设计的边界”


	CD、DVD、座机、家庭电脑、白名单网络看似是过时设备，实际上提供了现代平台难以提供的边界清晰度。

	它们让家长可以知道内容是什么、连接对象是谁、使用发生在哪里、设备能不能继续诱导孩子。

	这就是文章的核心思想：技术育儿不是技术越少越好，而是边界越清楚、独立越真实越好。






关键概念/术语


	Retro-Tech Parenting：用旧技术和旧媒介重新组织孩子接触技术的方式，不是怀旧，而是通过可见、有限、可配置的设备建立边界。

	Bad tech patterns：AdTech、Surveillance Capitalism、Rage Bait、Engagement-Optimized Feeds、Harvesting Eyeballs 等现代平台模式。

	Physical media：CD、DVD、BluRay 这类可持有媒介，价值在于内容边界清楚、没有推荐系统、适合孩子独立使用。

	Adversary inside the device：设备内部试图诱导、推荐、延长使用时间的商业系统；作者希望孩子使用的设备里没有这样的对抗者。

	Landline Telephones：家用座机被重新设计成孩子联系真实亲友的独立通道。

	Whitelist：把孩子能联系的人、能访问的网站明确列出来，用正面清单而不是事后封堵来建立边界。

	Family Computer：位于家庭公共空间、可登录、可玩游戏、可学习的共享计算环境，而不是个人化、无限联网的屏幕。

	Pi-hole / DNS filtering：通过家庭网络层控制访问域名，让互联网变成 curated space。

	Convenience comes at a cost：现代平台便利性的背后，是注意力、数据、内容边界和儿童自主性的成本。









20. 《考公青年与张小龙争议：代际选择背后是风险偏好的变化》



作者：海边的西塞罗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近期热点事件。有重大思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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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文章借粉笔 CEO 张小龙在人大讲座中辱骂考公学生、改讲 AI 炒美股的事件，讨论的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两代人、两个阶层对时代风险的感知已经发生断裂。张小龙看到的是旧一代成功者熟悉的机会逻辑：创业、投资、全球资产配置、主动拥抱风险；当下大学生看到的是就业寒冬、行业红利见顶、学历贬值、容错率归零后的生存焦虑。考公并不一定是高性价比选择，但它在年轻人眼中变成了少数还能把风险收束起来的路径。文章最后把冲突推进到更深一层：当时代与阶层的悲欢差距过大，互不共情的双方都可能低估未来的反噬和意外终局。



一、事件表层：张小龙讲座失控，激起舆论危机


1.1 讲座主题错位


	张小龙原本应邀到人大哲学系讲考公培训。

	但他临时把主题改成 AI 炒股、尤其是炒美股，还自曝自己上个月因此赚了几千万。

	对于专门来听考公内容的学生来说，这首先是一次“货不对板”的演讲。





1.2 学生冷场引发张小龙破防


	台上讲者眉飞色舞，台下学生却低头、无反馈、无掌声。

	张小龙把这种冷场理解为学生“不识货”“对致富经不感兴趣”。

	最终他用“混吃等死”“最差的学生”等辱骂结束演讲，引发录音、转述在网上扩散，并造成粉笔网的公关危机。





1.3 作者先承认张小龙的出发点未必全坏


	作者认为，张小龙临时劝学生不要只盯着考公，未必完全出于恶意。

	考公对当代大学生确实已经不再是轻松上岸的捷径，而是一场高竞争、低胜率的消耗战。

	因此，张小龙对考公路径本身的质疑有现实基础；问题不在于他是否能批评考公，而在于他替学生指出的替代道路严重脱离学生处境。






二、考公的现实：不是理想选择，却成了风险压缩工具


2.1 考公性价比正在下降


	作者引用近年数据说明，国考招录人数有限，但报名人数持续攀升，整体考录比极高。

	热门岗位报录比甚至达到极端水平，说明考公已经从“上岸捷径”变成“独木桥”。

	名校学生虽然自信自己还能卷，但真正把考公作为唯一出路的人，会投入更强的专门化训练。





2.2 体制内红利也在边际递减


	作者同意张小龙的部分判断：学生想象中的“钱多事少稳定”的旧体制时代已经过去。

	地方财政压力、人口结构变化、AI 对基层行政事务的替代，都可能压缩体制内红利。

	降薪、提效、编制精简等趋势意味着，考公即便成功，也未必是高回报人生方案。





2.3 但低性价比不等于无意义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问题不是考公是否最优，而是还有没有其他更能承受的选择。

	当就业、创业、投资都变得高度不确定，考公至少提供了一种可理解、可准备、可押注的路径。

	所以学生考公不是因为他们没醒，而是因为他们醒在自己的处境里。






三、张小龙方案的问题：成功者后见之明与幸存者偏差


3.1 AI 炒美股对普通学生不可行


	张小龙鼓励学生 AI 炒股，尤其是炒美股，作者判断这对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绝对不可行”。

	普通学生缺少原始资金，无法承受美股波动，也缺乏合法、顺畅、低成本的全球资产配置通道。

	即便有 AI 工具，也不能自动解决资金、换汇、账户、风险承担和合规问题。





3.2 张小龙的经验来自他的资产位置


	张小龙已经完成阶层跃迁，拥有大额现金和全球配置能力。

	在这种资产体量下，美股、美元、美债以及对冲配置当然可能构成有效机会。

	但这是资本大佬的视角，不是刚毕业、没有积累、还在面对就业压力的学生视角。





3.3 幸存者偏差被时代进一步放大


	张小龙能把“拥抱风险”理解为机会，是因为他经历并受益于一个更高容错率、更强增长预期的时代。

	现在年轻人面对的是行业红利见顶、大厂裁员、学历贬值和机会收缩。

	同一句“去投资、去冒险”，在上一代成功者那里是经验传授，在这一代学生那里可能只是风险外包。






四、代际冲突的本质：两种时代经验无法相通


4.1 鲁迅式“不相通”是文章的情绪锚点


	作者借鲁迅关于“悲欢并不相通”的表达，说明不同命运的人看到的世界并不一样。

	张小龙看到的是自己熟悉的机会世界：投资、资产、全球市场、AI 工具。

	学生看到的是毕业临近、专业就业面狭窄、可能无法自养、甚至退回家庭依赖的生存焦虑。





4.2 “去炒美股”像是给无面包者推荐蛋糕


	作者用玛丽·安托万内特的典故，指出张小龙建议的问题在于处境错配。

	不是说投资一定没有价值，而是对一群缺少现金、缺少通道、缺少容错率的人谈这种路径，等于没有真正回应他们的问题。

	这种错配让“长者的人生经验”变成对生存危机的不尊重。





4.3 学生冷场不是无知，而是理性过滤


	十几年前，名校学生也许会欢迎创业者跑题讲赚钱机会，因为当时还有更强的就业自信和成功预期。

	现在学生把时间和注意力看得更稀缺，因为每一次跑题都可能挤占他们备考和谋生的资源。

	他们没有被骂醒的必要，因为他们已经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生存重力。






五、时代变化：从高容错机会社会到低容错生存社会


5.1 旧时代的财富故事默认“可以试错”


	作者回忆自己上大学时，创业名人讲座临时跑题并不罕见，学生通常愿意听。

	那时即便工作不好找，名校学生仍保有较强就业自信和未来成功预期。

	财富故事哪怕不专业，也会被理解为“野路子财富密码”，因为年轻人还有想象自己赶上机会的空间。





5.2 新时代的年轻人把风险看得更重


	当行业红利见顶、岗位收缩、学历贬值，年轻人会更倾向于选择看上去稳定、可控、可准备的路径。

	容错率越低，风险偏好越保守；越无法承担失败，就越不会把“高波动机会”当成礼物。

	因此，考公热本质上是时代风险结构变化后的集体行为。





5.3 “时代变了”不是口头禅，而是风险账户变了


	对张小龙这样的上一代成功者来说，时代变化表现为新技术、新资产、新投资工具。

	对当下学生来说，时代变化表现为就业不确定、上升通道变窄、失败成本变高。

	双方谈的是同一个时代，但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风险账户。






六、潜在后果：不共情会积累成未来的制度性反噬


6.1 被轻视的一代可能进入关键位置


	作者引用一个玩笑：这些一心考公的学生未来若进入税务、工商等部门，可能想起被侮辱的经历。

	这个玩笑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权力转换：今天被资本成功者轻视的年轻人，未来可能进入体制并掌握监管、执法、审查等能力。





6.2 明末商人与读书人的类比


	作者用明末江南豪商和清苦读书人的关系作类比。

	豪商在赚钱时拥有优越感，但读书人一旦外放掌权，可能对富商进行严厉追索和打击。

	这里的重点不是复仇故事，而是阶层之间长期缺乏共情，会在权力位置变化后产生更激烈的互动。





6.3 时代终局可能出乎双方预料


	张小龙们以成功者后见之明判断学生太保守。

	学生们以生存焦虑判断体制是少数可押注道路。

	两者都对，也都不对；真正的时代终局会在他们互不理解、互不共情、又不得不互动中生成。






关键概念/术语


	货不对板：张小龙讲座失控的第一层问题，原本讲考公却改讲 AI 炒美股。

	考公消耗战：考公不再是轻松上岸捷径，而是极低录取率下的长期竞争。

	体制内红利边际递减：稳定岗位的福利、收入和扩张空间正在受财政、人口、AI 和编制压力影响。

	幸存者偏差：张小龙把自己能承担的投资路径误认为普通大学生也能复制。

	原始积累：普通学生缺失而成功者默认拥有的资产前提。

	生存重力：年轻人面对低容错就业环境时，对时间、精力和风险的压迫感。

	悲欢并不相通：文章解释代际、阶层认知断裂的核心表达。

	风险偏好变化：文章真正讨论的底层变量；年轻人不是更懒，而是失败成本更高。









21. 《阅读变得不安定：AI 写作正在改变文学和注意力》



作者：theatlantic.com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AI 如何改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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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 The Atlantic 文章讨论的不是“AI 会不会写出像样的小说”，而是 AI 写作如何改变读者的心理位置。作者从一篇疑似 AI 辅助创作、却获得文学奖项认可的短篇小说写起，指出争论如果只停留在“作者是不是人类”上，就会错过真正受伤的一方：读者。文学阅读原本建立在一种隐含的信任关系上，读者相信文本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人、一次真实的经验和一种真实的表达冲动。AI 写作让这种信任变得不稳定，阅读因此从沉浸、友谊和逃离，转向怀疑、警觉和自我监控。



一、AI 写作争议把阅读从沉浸变成侦查


1.1 事件入口：一篇获奖短篇引发作者身份疑云


	作者以 Jamir Nazir 的短篇《The Serpent in the Grove》作为切入点：这篇作品成为 Commonwealth Short Story Prize 的区域获奖作品，并发表在 Granta 网站上。

	文学界和读者注意到它呈现出许多常见的 AI 写作痕迹，例如过度依赖某些转折句式、抽象化比喻和熟悉的修辞节奏。

	文章没有把重点放在最终判定上，因为作品是否由 AI 生成或辅助创作，可能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确认。

	作者真正关心的是：当读者开始把阅读变成检测文本来源的过程时，文学阅读本身已经发生变化。





1.2 Reddit 式 close reading 暴露新的阅读状态


	读者在 Reddit 上对这篇小说进行细读，既是在判断它是否为 AI 生成，也是在判断它是否具有文学质量。

	这种公共细读让作者想起大学课堂中的文本分析：人们逐字逐句拆解隐喻、语气和叙事逻辑。

	但这一次，细读的目的不再只是理解作品，而是侦查文本背后是否存在欺骗。

	阅读因此变得不安定：读者既在读故事，也在审问故事的生产方式。






二、文学阅读原本依赖一种作者与读者的亲密关系


2.1 阅读是孤独动作，但不是孤立关系


	作者强调，阅读是 solitary activity，却不是 lonely activity。

	对她而言，童年阅读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书像作者伸出的友谊。

	“Dear reader” 这个古老的文学称呼虽然已经程式化，但仍暗示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亲密、温暖甚至带有情感的关系。

	文学批评家 Wayne Booth 的观点被用来支撑这一点：故事像现实生活中的潜在朋友，承诺向我们提供某种能够丰富生活的东西。





2.2 读者总会想象文本另一端有一个人


	作者承认，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健康的；对作者生活的兴趣可能滑向迷恋和占有。

	但在温和形式中，这种联系从欣赏风格开始，延伸到对作者生命、习惯和背景的好奇。

	作家传记长期比其他文学批评形式更受欢迎，说明读者不只消费文本，也想知道文本背后的人。

	“莎士比亚是否真的写了那些戏剧”这类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不是因为答案本身最重要，而是因为读者需要想象线路另一端有一个 proper name。






三、AI 让作者身份和风格证据变得不可靠


3.1 Claude 有名字，但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作者


	AI agent 也有名字，甚至可以持续对话，仿佛文本另一端有一个稳定主体。

	但作者认为，Claude 或其他 AI agent 不是 Booth 所说的那种作者，因为它不能以人的生活经验向读者提出友谊。

	当读者面对一篇疑似 AI 辅助的小说时，她不再确信自己是谁的 dear reader。

	这种不确定性制造出一种谨慎、偏执、晕船般的阅读感：每一句话都让读者怀疑背后到底是人还是机器。





3.2 风格作为作者身份线索正在失效


	过去，文学风格可以帮助读者辨认作者：词汇、节奏、句法和语气都像人的指纹。

	但 AI 写作技术正在让风格线索变得不可靠，甚至已经出现专门“humanize” AI 痕迹的服务。

	如果一个 AI agent 被限制在自己生成过的文本中长期训练或迭代，它也可能形成看似一致的风格 corpus。

	这意味着读者未来也许能为某个 AI assistant 写传记，但这种传记记录的是模型输出的稳定性，不是人的生活与表达冲动。






四、AI 改变了“阅读作为实践”的心理结构


4.1 同样是读小说，活动的意义已经不同


	从狭义动作看，读 Claude 写的小说和读 Virginia Woolf 的小说都可以叫阅读。

	但作者认为，reading as a practice 已经变了，因为读者失去了文本由人的生活条件固定下来的信心。

	这里的关键不是“AI 文本能否模仿文学形式”，而是“读者能否相信文学形式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人类处境”。

	一旦这种信心松动，阅读就不再自然地通向沉浸，而是通向怀疑。





4.2 文学场所和编辑传统也无法完全抵消这种损失


	作者在 Kenyon College 重新阅读 Nazir 的故事，这个地点承载着美国文学小杂志、文学教育和编辑传统的象征意义。

	Kenyon Review 的历史提醒她：文学刊物曾经意味着 carefully selected、meticulously edited，也意味着人学习如何把正确的词放在正确的顺序里。

	正是在这种最适合“和作者交朋友”的场景中，她更清楚地感到 AI 正在夺走某些东西。

	AI 夺走的不是某一个奖项的公正性，而是读者与作者之间那种默契的心理依靠。






五、AI 写作让“作者之死”从理论命题变成阅读经验


5.1 读者失去的不只是作者，而是阅读中的心理锚点


	作者说，读者正在 losing friends，也就是失去阅读中的朋友感。

	伴随这种朋友感一起丢失的，是 trust、distraction、escape、absorption。

	这些东西很难被清楚命名，却构成阅读经验的心理系泊点，让读者愿意把注意力交给文本。

	如果读者不断担心文本背后没有真实的人，阅读就会从安放注意力变成防御注意力。





5.2 Barthes 的“作者之死”被 AI 写成了墓志铭


	Roland Barthes 曾认为，作者想象会干扰我们理解文学文本本身；文本是文化来源交织成的“引用组织”。

	在理论上，“作者之死”意味着读者不必把文本意义交给作者意图。

	但 AI 写作让这个理论命题变得更加锋利：如果文本背后真的没有可确认的作者，读者未必因此更自由，反而可能更焦虑。

	作者用这一点反转了 Barthes：没有作者并不必然释放读者，它也可能削弱阅读的愉悦和信任。






六、文学的关键不是逼真模仿，而是表达的迫切性


6.1 真实写作来自 compulsion 和 necessity


	作者最后把问题推进到写作动机：作家写作是出于 compulsion 和 necessity。

	因为写作接触到现实经验，散文才会在页面上显得“发热”。

	她用 Faulkner 的句子作为例子，说明强有力的文学语言来自一个被现实灼伤的心智。

	AI 也许能产出赢得比赛的故事，却不会拥有“必须把这些词写下来”的迫切欲望。





6.2 仿制品的问题不只是质量，而是缺少触发它的真实时刻


	作者把 AI 文学与虚构自传、仿制 Monet 类比：问题不只是它是否像真品，而是它缺少真品背后的 occasion。

	没有那个让作者不得不写的现实触发点，仿制品即使形式接近，也会显得 meaningless。

	她并不认为人类会失去写出 urgent sentences 的能力。

	她担心的是，读者会带着 suspicious minds 和 shuttered hearts 接近这些句子，无法再确信自己正在读什么。






七、文章的思想框架


7.1 表层问题：AI 能否写文学


	表层争议围绕 AI 是否参与写作、AI 痕迹是否可识别、AI 文本是否可以获奖。

	这是一条关于作者身份和文本质量的讨论线。





7.2 深层问题：读者还能否信任文学关系


	作者把问题转向读者：读者是否还能相信文本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人向自己伸出友谊。

	这是一条关于注意力、信任和心理沉浸的讨论线。





7.3 最终判断：AI 写作损害的是阅读的安定感


	AI 写作最大的影响不是替代作家，而是改变读者的默认姿态。

	从前，读者可以把自己交给文本；现在，读者可能不得不一边读，一边检测、一边怀疑、一边自我保护。

	因此，AI 改变阅读的方式不是让书消失，而是让阅读变得 restless。






关键概念/术语


	reader as casualty：AI 写作真正损伤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文学”，而是读者与文本建立信任关系的能力。

	Dear reader：文学传统中作者向读者发出的亲密称呼，代表一种温暖、拟友谊式的阅读关系。

	proper name：读者想象文本另一端有一个可称呼、可追溯、可被理解的人。

	style as evidence：风格曾是判断作者身份和文本真实性的线索，但 AI 正在削弱这种线索。

	psychological mooring：作者关系、信任和沉浸为读者提供的心理系泊点。

	death of the author：在 AI 语境中不再只是理论命题，而成为读者实际经验中的不确定性。

	urgency / necessity：真实文学语言背后的迫切性，来自人的现实经验和表达冲动。









22. 《Introducing Build macOS Apps plugin for Codex》



作者：Thomas Ricouard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codex 插件，开发原生 mac app



Notion 网页入口 | Notion App 入口 | 原文入口



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内容介绍 Build macOS Apps plugin 的定位：它让 Codex 更懂原生 macOS App 的工程和体验细节，而不是把 macOS 当作普通 Swift target 来处理。插件把 SwiftUI、AppKit、窗口行为、工具栏规范、app bundle、前台激活、统一日志、telemetry、签名打包和调试工作流组织成一组默认能力，目标是把“描述需求 -> Codex 改代码 -> 点击 Run -> 观察真实 App -> 继续迭代”的循环缩短。



一、插件定位：让 Codex 带着 macOS 平台上下文写代码


1.1 macOS 不是普通 Swift target


	文章开头强调，插件给 Codex 提供“strong defaults”，用于构建 SwiftUI 和 AppKit 原生 Mac App。

	核心不是只让 Codex 会生成 Swift 代码，而是让它知道桌面 App “feel right” 所需的细节。

	这些细节包括 window behavior、toolbar conventions、app bundle structure、foreground activation、unified logging、telemetry，以及符合现代 macOS 设计的 SwiftUI patterns。





1.2 平台上下文先于代码生成


	插件的目标是让 Codex 在写代码前拥有足够的平台语境。

	如果没有这些默认知识，agent 很容易把 macOS App 当作 iOS、Web 或普通命令行工程来处理。

	这篇文章的主线是：好用的 native app 不是只靠代码能编译，而是靠一组平台习惯、运行约束和调试反馈共同形成。






二、Click and Run：把本地构建脚本接到 Codex App 的运行按钮


2.1 Codex App 需要知道如何启动本地 App


	插件暴露 Codex-app-specific guidance，让 Codex 知道如何把本地 build script 接入 Codex App 的 Run button。

	实际落点是创建或改造类似 script/build_and_run.sh 的脚本。

	一旦接好，用户可以直接在 Codex UI 中点击 Run，让 App 被构建、打包、启动，然后进入迭代。





2.2 这个能力服务的是更快的产品迭代循环


	文章强调最快的 app-building loop，是让开发者持续专注在产品本身。

	理想循环是：描述 UI，让 Codex 更新代码，点击 run，检查结果，再继续描述下一步。

	这减少了“记 terminal 命令、手工 build、手工 launch”的上下文切换。






三、Agentic Debugging：让 Codex 能观察运行中的原生 App


3.1 插件不只生成 UI，也帮助 Codex 调试 App


	文章明确说，这个插件 “not only about generating UI”。

	更重要的是，它帮助 Codex build apps that Codex can debug。

	这说明插件关注完整开发闭环：生成、运行、观察、定位问题、修补。





3.2 telemetry 和 logging 是 agent 调试的感知层


	对复杂 agentic workflows，插件会引导 Codex 加入有用的 telemetry 和 logging。

	这些运行时信号让 agent 能观察一个 app session 里发生了什么。

	Codex 不再只能读源码推断问题，而可以从真实 runtime signals 中理解失败原因。





3.3 macOS 原生问题常常只在运行时暴露


	文章举例的问题包括 window activation、foreground focus、scene lifecycle、state restoration，以及依赖真实用户交互的 UI flows。

	这些问题很难只靠静态阅读源码发现。

	所以插件鼓励结构化日志和 telemetry，让 Codex 可以 build、run、observe、debug、patch 更多循环。






四、Modern SwiftUI skill set：把 Mac App 开发拆成专业技能面


4.1 插件内置一组面向原生 Mac 开发的技能


	Build macOS Apps plugin 带有 focused set of skills。

	覆盖 SwiftUI patterns、view refactors、Liquid Glass、window management、signing and entitlements、packaging and notarization、testing、telemetry、build/run/debug workflows。

	这些技能不是孤立提示词，而是把不同 Mac 开发任务拆成可调用、可复用的工作流。





4.2 SwiftUI 和 AppKit-aware 是质量标准


	文章强调，插件帮助 Codex 产出的代码不只是 technically valid。

	更高的标准是 aligned with how good macOS apps are built。

	这意味着 Codex 的输出要同时符合 SwiftUI 写法、AppKit 桌面语义和 macOS 交互惯例。





4.3 Liquid Glass、view refactor、window management 各自解决不同层面


	Liquid Glass guidance 帮 Codex 判断何时使用现代设计 API，何时避免过度自定义系统表面。

	SwiftUI refactor guidance 帮助保持 view code maintainable。

	Window-management guidance 帮 Codex 处理 toolbars、restoration behavior、default placement 和 Mac-specific scene APIs。

	这些例子说明，插件把“原生 Mac 体验”拆成多个具体可执行的工程判断。






五、从 Prompt 到 Native App：插件想打造的是更紧的协作闭环


5.1 终点不是一次生成，而是持续协作


	文章最后把 Build macOS Apps 定义为让 Codex 成为更好的 Mac software collaborator。

	它不是一个单次代码生成器，而是围绕持续迭代设计的插件。

	“describe what you want, let Codex build it, click run, inspect the app, and keep going” 是这篇文章的核心工作流。





5.2 四个支点共同构成插件价值


	第一，HIG-aligned native UI 的 strong defaults。

	第二，把本地 build scripts 接入 Codex App run button。

	第三，用 telemetry 让 Codex 能调试真实 app sessions。

	第四，用 specialized skills 帮 agent 生成更好的 SwiftUI 和 AppKit-aware code。





5.3 更深层的思想框架：agent 需要运行闭环，而不只是生成能力


	文章表面在介绍一个 macOS 插件，底层是在定义 agentic app development 的基础设施。

	Agent 要真正参与原生 App 开发，需要知道平台规范、能启动工程、能观察运行结果、能理解日志，并能把经验沉淀成 skills。

	Build macOS Apps plugin 的意义就在这里：它把 Codex 从“会写 Swift”推进到“能参与 Mac App 的真实开发循环”。






关键概念/术语


	Build macOS Apps plugin：面向 Codex 的原生 macOS 开发插件，提供平台默认值、运行按钮接入、调试信号和专门技能。

	strong defaults：让 Codex 在写代码前带有 macOS 平台常识，减少低级平台误判。

	Click and Run：把本地 build/run 脚本接入 Codex App，让迭代不必反复回到终端命令。

	Agentic Debugging：让 Codex 通过 telemetry、logging 和真实运行信号参与调试，而不是只读源码。

	Modern SwiftUI skill set：围绕 SwiftUI、AppKit、窗口、签名、打包、测试和调试沉淀的一组专业 workflow。

	Native app loop：描述需求、生成代码、运行 App、观察结果、继续修补的原生应用开发闭环。









23. 《The Age of De-Skilling》



作者：未标注



主题：其他精选



质量分：★★★★☆



注意力番茄：🍅



Howie 的阅读理由：去技能化的时代。



Notion 网页入口 | Notion App 入口 | 原文入口



概念网络：请跳转到 Notion 文章页面查看 concepts｜2 关键概念、概念网络 tab。





三级笔记



核心观点/主旨

这篇文章讨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AI 会不会让人变笨”的问题，而是更细的技能迁移问题。作者承认去技能化真实存在：学生可能不再训练阅读和写作，医生可能因为 AI 辅助而降低独立识别能力，知识工作者可能变成只在系统完成工作后签字的人。但作者反对把所有去技能化都看成坏事。人类文明一直在把能力外包给文字、工具、制度和他人；很多旧技能消失后，新的分析能力、协作能力和专业分工被创造出来。关键问题不是“是否保留每一种旧技能”，而是判断哪些技能可以放心交给系统，哪些技能构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象力、理解力和人性，绝不能丢。



一、AI 去技能化焦虑：从末日恐惧转向能力萎缩


1.1 当聊天机器人变成基础设施，焦虑也换了形态


	早期 AI 焦虑常常指向失控智能、世界末日和“回形针工厂”式灾难。

	当 ChatGPT 和类似工具逐渐像 Google 一样从“神奇”变成“默认”，焦虑开始转向人的能力退化。

	教师尤其开始感到这种变化：学生不再独立阅读、写作、推理，而是把基础认知劳动交给 AI。

	作者用一个不漂亮但准确的词概括这种担忧：de-skilling，去技能化。





1.2 去技能化不是幻想，已有研究显示“用进废退”


	学生用 Gemini 总结莎士比亚，可能就不再练习自己理解复杂文本。

	律师使用 Harvey AI 做法律分析，可能不再形成前辈曾经依赖的解释肌肉。

	英国研究发现，年轻用户越依赖 AI 搜索信息和做决定，批判性思维测试得分越低。

	医生使用 AI 辅助识别肠镜息肉三个月后，独立识别能力下降。

	作者的判断是：去技能化确实存在，真正的问题是它属于哪一种损失。





1.3 “去技能化”是一个总称，里面混着不同性质的损失


	有些技能退化代价很高，比如医生、飞行员、律师在关键时刻不能独立判断。

	有些技能退化很轻微，甚至是技术进步释放人的结果，比如不再手洗衣服、不再纸笔长除法。

	有些技能退化反而会生成新的技能，比如从手工操作转向抽象监控、分析、评估。

	作者的目标不是反技术，而是区分：哪些技能丢了无所谓，哪些技能丢了会改变我们是谁。






二、历史镜像：每一种认知技术都曾让旧能力消失


2.1 写作曾被苏格拉底视为记忆和智慧的敌人


	在《斐德罗》中，苏格拉底借埃及神话表达对文字的怀疑。

	文字被说成会让人放弃记忆劳动，把纸上的痕迹误认成真正理解。

	文字不能像对话一样回答具体问题，也不能针对不同听者调整回应。

	讽刺的是，我们知道这段批评，恰恰因为柏拉图把它写了下来。





2.2 文字确实削弱了口传技艺，但也重塑了思想


	在口传文化中，诗人和说唱者能把史诗、族谱和历史完整装在脑子里。

	文字让这种记忆能力不再必要，也让人可以“看起来理解”而不必被对话检验。

	但文字同时开启了评论、法学、可靠历史和科学等新领域。

	Walter J. Ong 的判断是：写作是一种会重构思想的技术。

	这给 AI 讨论提供了一个历史框架：能力丢失和能力生成常常同时发生。





2.3 航海、汽车、计算工具和音乐播放都重复了同一模式


	六分仪削弱了传统星象航海，卫星导航又削弱了六分仪技能。

	早期 Model T 车主需要懂机械维修，现代汽车把这些秘密封进可靠发动机里。

	计算尺让心算退场，计算器和电脑又继续改变数字感。

	留声机让普通家庭不必弹钢琴就能听到乐团，但音乐爱好者从演奏者变成更广泛的听众。

	每一次转换都让个人手艺变薄，同时让总体表现、可及性或体验范围变大。






三、技能不仅是能力，也是身份和意义


3.1 Zuboff 的纸浆厂：电脑控制让工作更安全，也让工人失去手感


	Shoshana Zuboff 研究纸浆厂从手工控制转向计算机控制时，发现工人不只是换了工具。

	过去的工人凭触感判断纸浆是否滑、是否黏；新系统让他们坐在空调房里看数字。

	新系统更快、更干净、更安全，却让旧技能不再被使用和尊重。

	工人描述这种感觉像骑着一匹大马，却有人坐在后面握着缰绳。

	这里的损失不只是效率层面的，而是职业意义和主体感的损失。





3.2 Sennett 的面包房：面包还好吃，但人不再觉得自己是面包师


	Richard Sennett 记录波士顿面包房从手艺厨房变成触屏控制系统的过程。

	1970 年代，工人用鼻子和眼睛判断面包是否烤好，并从手艺中获得尊严。

	到 1990 年代，面包变成屏幕图标，颜色和种类由数据与菜单控制。

	工人开玩笑说自己会烘焙、制鞋、印刷等所有技能，意思是她其实不需要任何一种真正技能。

	作者把这称为技能变薄带来的身份变薄。





3.3 文化消费也经历了从“会做”到“会听”的转向


	19 世纪中产家庭要爱音乐，通常意味着要能演奏音乐。

	交响乐通过钢琴四手联弹进入客厅，家庭成员必须练习、读谱、用手指召唤乐团。

	留声机让人可以直接把真正的乐团带进客厅，听觉范围扩大。

	但练习一首乐曲会让人获得对音乐缝线和轮廓的亲密理解，单纯播放不一定能提供这种深度。

	这说明技术带来的便利经常伴随“离真实事物远了一步”的疏离感。






四、人类认知本来就是外包的：知识越来越属于网络


4.1 Google 时代已经显示：人会记住信息位置，而不是信息本身


	2000 年代，人们已经开始问搜索引擎在改变什么。

	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况下，人会记住事实在哪里能找到，而不是记住事实本身。

	这种变化被夸张地解读成“Google 让人变笨”，但作者认为它揭示了更深的事实：认知一直会流出大脑。





4.2 人类一直把思想存进外部世界


	从刻痕骨、泥板、文字到现代仪器，人类不断把记忆、符号和推理放到身体之外。

	很多动物会使用工具，但它们的 know-how 常常随个体死亡而消失。

	人类的不同在于文化累积：每一代继承、扩展并叠加前人的洞见。

	作者用一句话概括差异：倭黑猩猩活在生态现在时，人类活在历史里。





4.3 知识积累必然带来专业化和认知分工


	小群体里，一个人可能需要追踪猎物、采集植物、制作火。

	农业革命以后，社会规模扩大，工具匠、石匠、玻璃匠、学者和各类专家出现。

	技能从身体进入工具，又上升为制度。

	劳动分工最终变成认知劳动分工：没有人能完整掌握社会运行所需的全部知识。





4.4 现代知识不是个人财产，而是一种关系


	Hilary Putnam 关于 elm 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可以使用“榆树”这个词，即使自己分不清榆树和山毛榉。

	语言的指称依赖社会共同体；知识同样依赖专家网络。

	现代世界里，没有任何单个人知道如何制造一支铅笔，因为它背后有林业、采矿、化工、运输和制造网络。

	当代科学也是这样：从 DNA 双作者论文，到希格斯玻色子千人合作，知识越来越像分布式智能。

	因此“知道”不再只是拥有某个事实，而是能定位、解释、整合他人和系统知道的东西。






五、LLM 的特殊性：它像一个能对话的认知代理


5.1 大语言模型模糊了 information 和 skill 的边界


	Google 更像记忆扩展：你问它事实在哪里。

	LLM 则像心智替身：它会回答问题、调整语气、继续对话，甚至模拟推理。

	它们一方面是静态权重矩阵，另一方面在运行时动态生成回应。

	这让人类第一次面对一种不仅保存信息、还能模仿理解的外部系统。





5.2 AI 的核心问题不是“人 vs 机器”，而是“用机器的人 vs 不用机器的人”


	作者认为我们无法把 AI 放回瓶子里，但可以决定让它施展什么样的魔法。

	现代工作大多是协作性的，AI 的加入并没有取消协作，只是改变协作对象。

	问题不是人是否比机器人强，而是会使用机器人协作的人是否比不用的人更强。

	这把讨论从个人纯粹能力转向人机系统的整体表现。





5.3 医疗例子说明：个体退化不一定抵消系统收益


	肠镜医生使用 AI 后，无辅助识别率下降六个百分点。

	但另一项覆盖 24000 名患者的研究显示，AI 辅助让总体息肉检测率提高约 20%。

	如果更高检测率意味着漏诊癌症更少，那么人机协作总体上是有价值的。

	在这种场景中，医生为了维护个人骄傲而拒绝辅助，反而是不负责任。

	作者借此说明：评价去技能化不能只看孤立个体，还要看系统结果和风险。






六、未来专业能力会从“生产”迁移到“评估”


6.1 人机协作需要人有足够能力，才能知道何时信机器


	研究显示，人和 AI 组合表现好坏取决于人的直觉是否可靠。

	在识别鸟类时，人类直觉较强，能和机器互补，组合超过任一单方。

	在识别虚假酒店评论时，人类直觉较弱，反而会过度质疑机器，拖低结果。

	人机协作不是把判断交出去，而是需要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





6.2 Copilot 例子说明，技能可能从写代码迁移到审代码


	2024 年关于 GitHub Copilot 的研究发现，AI 没有简单取消程序员技能。

	程序员花更少时间生成代码，更多时间评估代码。

	他们要检查逻辑错误、捕捉边界条件、清理脚本。

	技能从 composition 迁移到 supervision，从一稿生成迁移到质量判断。





6.3 “人在回路中”不能只是形式签字


	生成式 AI 是概率系统，不是真理机器。

	在高风险场景中，熟练的人类必须保持责任：发现模型脱离现实，把输出当假设来测试，而不是当命令服从。

	“人在回路中”的真正含义，是人仍然拥有判断、监督和问责能力。

	如果人只是机器完成工作后盖章，就已经从 in the loop 退化为 on the loop。






七、教育是最难的环节：没有先学会，就谈不上被去技能化


7.1 AI 可能让学生“主修 ChatGPT”


	作者指出，你不能被去技能化，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技能。

	教育焦虑在于：学生尚未形成基础能力时，就已经把世界上最强的作业机器装进口袋。

	旧的作业、论文和课堂练习方式需要重建。

	但作者并不急于断言 AI 对教育总体有害。





7.2 设计得好的 AI tutor 可能复制高质量注意力


	哈佛物理课随机试验显示，定制 AI tutor 在两轮课程中都让学生表现优于传统 active class。

	学生学得更多、速度更快，也更有动力。

	关键在于 tutor 的设计：它像好教练一样拆解问题、给提示而不是直接吐答案、按学生节奏调整反馈。

	作者把这种能力与剑桥 supervision 类比：真正强大的不是形式，而是持续、针对性的注意力。





7.3 Humanities 的训练可能更难被对话替代


	STEM 训练中的步骤、单位、代数和概念检查更适合由 AI tutor 承担常规部分。

	人文学科的 term paper 虽然枯燥，却训练一步步构建论证、权衡证据、组织材料和打磨声音。

	这些能力不容易完全通过对话复现。

	作者暗示，口头讨论可能重新承担更多教学负荷，苏格拉底式对话也许会回到中心。






八、三类真正需要警惕的去技能化


8.1 侵蚀性去技能化：没有补偿收益的基础能力萎缩


	侵蚀性去技能化指基础认知或感知能力因过度依赖工具而稳定萎缩，且没有相应收益。

	它会耗尽系统的 reserve skills，即平时很少用、出事时必须有的备用能力。

	飞行员长时间监督自动驾驶，系统突然失效时却无法手动接管，是典型风险。

	Lisanne Bainbridge 早就指出，自动化会带来角色混乱、意识下降和准备度衰退。





8.2 “on the loop” 工作会让专业人士变成系统签字员


	律师、项目经理、分析师如果长期只是批准系统已经生成或推断的内容，就会失去练习。

	这是部分自动化悖论：系统越好，人越少保持警觉；人越不警觉，罕见失败时越脆弱。

	可能的补救来自制度设计：像飞行员模拟训练一样，组织需要定期安排人挑战机器、检验真实判断力。

	备用技能不一定人人都要有，但系统内部必须有人保留。





8.3 构成性去技能化：失去让我们成为人的能力


	作者认为最危险的是 constitutive de-skilling，即侵蚀构成人之为人的能力。

	判断、想象、同理心、意义感、比例感不是备用工具，而是日常实践。

	如果人开始用系统偏好的方式提出问题，从系统菜单里选择似是而非的回复，损失不会表现为戏剧性事故。

	它会表现为性格逐渐变薄：对歧义的胃口降低、谈话变浅、措辞自动化、用流畅替代理解。

	这种能力一旦外包，就不只是改变工作方式，而是改变我们是谁。






九、也有良性、民主化和再技能化的去技能化


9.1 有些旧技能消失，是因为支撑它们的基础设施也消失了


	电报需要摩尔斯电码，热金属排版需要铸字机手艺，胶片剪辑需要胶片、胶带和物理记忆。

	当电报线、热金属印刷和赛璐珞胶片消失，对应技能自然退出。

	这种去技能化不必被浪漫化，也不必被当成文明坠落。





9.2 有些去技能化只是消除苦差事


	很少有人怀念手洗衣服或纸笔长除法。

	作者提到一位神经科学家用 LLM 加速基金申请中模板化、表演性的部分。

	如果 grant-writing chops 下降，他并不在意，因为那不是科学本身。

	这种外包把时间还给更有价值的发现工作。





9.3 职业去技能化也可能扩大准入


	AI 可以帮助英语不强的科学家完成伦理审查文本，降低与研究质量无关的语言门槛。

	Sennett 的面包房中，旧机器会烫伤、拉伤、压伤工人；触屏系统让更多性别和族裔的人进入岗位。

	技艺收缩的同时，可参与的人群扩大。

	代价是劳动可能更便宜、更可替代；因此民主化和贬值常常捆绑出现。





9.4 再技能化把手上技能迁移为抽象和程序推理


	Zuboff 发现，纸浆厂工人脱离手工操作后，可以花更多时间预判和避免问题。

	她称这种转变为 reskilling：行动技能让位于抽象思考和程序推理。

	电子表格也让会计不再手工加总数字，而是更多从事税务策略和风险分析。

	新技术还会创造新职业：显微镜创造 microscopists，电影创造摄影师和剪辑师，LLM 也正在创造 prompting、probing、识别幻觉和与机器共同思考的新手艺。






十、最终问题：如何保住 agency，而不是保住所有旧技能


10.1 不能用怀旧和惯性决定哪些技能该保留


	每一次重大技术进步都让一些来之不易的能力被丢弃。

	文字削弱记忆神技，却创造分析能力；计算器削弱心算，却让更多人能做数学；录音削弱家庭演奏，却改变听觉文化。

	因此，保留技能不能靠“旧所以珍贵”的感伤。

	应该问：这项技能是否仍然支撑判断、韧性、创造和主体性。





10.2 人类能力一直从手流向工具、系统和网络


	作者把人类史理解为 know-how 向外部流动的历史：从手到工具，从工具到制度，从制度到算法。

	生成式 AI 是人类知识的统计凝缩，是我们长期把思想外化的最新章节。

	它不是完全陌生的断裂，而是一个速度更快、距离更近、能反向学习我们的认知义肢。





10.3 最不能丢的技能，是知道哪些技能不能丢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保持 agency：我们仍然是系统的作者，而不是系统的材料。

	Stewardship 意味着确保判断、想象、理解这些构成人性的能力仍然活在我们身上。

	作者最后的收束是：如果有一项技能不能失去，那就是知道哪些技能真正重要。






关键概念/术语


	de-skilling：因技术或组织变化导致原有技能不再被使用、训练或重视的过程。

	externalized cognition：人类把记忆、计算、判断和知识存放到文字、工具、制度和网络中的长期能力。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现代知识不再属于孤立个体，而分布在专家、机构、数据库和协作网络中。

	centaur approach：人和机器形成协作系统，评价标准是组合表现，而不是孤立比较。

	humans in the loop / humans on the loop：前者表示人保持实质判断和接管能力，后者表示人只是机器工作的监督签字员。

	reserve skills：平时少用但危机时必须存在的备用技能。

	constitutive de-skilling：侵蚀判断、想象、同理心和意义感等构成人性的能力。

	reskilling：旧的手工或行动技能退场后，新的抽象、程序、监督和评估技能形成。







阅读闭环

现在，回到微信读书完成今日份阅读时长记录；再回到 Notion 或 Logseq，把至少一篇文章写成自己的费曼笔记。

公开站：https://seriousai.candobear.com/

by howie.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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